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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淘克工程的复杂性，人们不是评估得过多而是太少。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出人意料的证据出现了。《蒙淘克工程》丛书至此又挖掘出大多数人不敢想象的内幕：不仅连登月计划，在更早的黑暗岁月中，纳粹就已插手到事关整个人类未来的地下科研中，且涉足到了西藏——‘众神的高原’。”

——《图书馆》杂志（The Library Journal）





“阅读《蒙淘克工程》丛书犹如坐过山车，让人尖叫连连。我们不知道何时才会抵达终点。两位作者（本书只余其一）并不只是在导游，而是在探险。这是一次不想有尽头的阅读，却又极其想要（包括作者本人）知晓结果。结果正在形成之中吗？”

——科普网（Popular Science website）





“关于蒙淘克工程的种种传闻一直呈现混乱状态，而本书是一次证据确凿的澄清。”

——《该隐评论》杂志（Cain Reviews）





“两位作者的历险式调查越来越引人入胜，连许多惊险小说或科幻小说作家都自叹不如。作者发现：‘蒙淘克工程与一系列其他时空项目有关，贯穿历史与未来。它可以回溯至上古360万年前，延伸至未来6037年后。有人供应这些时间回溯。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生活在双重时间线上。第一条时间线是上帝创造的时间线，第二条……’天啊，赶快打开这本书吧！”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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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时充满惊奇的记忆致谢

在二战后与随后的对德占领时期，盟军指挥官发现了纳粹制度的深层秘密，对此大为震骇。世界最好的秘密情报组织借此曝光。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大量的精确文献，其内容涉及秘密会社、优生学和其他科学研究，极大地挑战了盟军的想象力。完整的地下岩层网络和飞碟工厂更加令人匪夷所思，其技术水准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看法。失传的U型潜艇舰队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技术，纳粹、乃至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本人是否逃亡，都留下了无尽的谜。

所有这些秘密的后面，还存在着更深的秘密：黑太阳会社（Order of the Black Sun）开创的秘密团体。这个会社如此恐怖，以至于战后德国禁止印刷其象征和徽章。

黑太阳会社深入第三帝国的秘密及其与中国西藏地区的联系，超过了过去的任何尝试。作者彼得•穆恩把蒙淘克存在的各种奇异关系连接为一个整体：纳粹利用该地的美国军事设施，进一步推进他们的奇怪实验，继续进行第三帝国的秘密计划。

对于熟悉蒙淘克系列前几部书的读者来说，《黑太阳》会开阔你对蒙淘克奇异力量的理解力。对于初次接触本书的读者来说，《黑太阳》青出于蓝、更上一层楼，引导读者深入其堂奥。

你眼中的世界再也不会和原来一样了。

原书封面艺术，由尼娜•赫尔姆斯制图并解说

黑太阳神庙

艺术家设计的黑漆西藏神谕所（Oracle of Tibet）斜靠在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上，约柜中依然存储着智天使的可怕能量。背景是一艘德国U型潜艇飘扬着维里尔社（Vril Society）的旗帜，试图通过神话国土图勒（Thule）的门户，穿越地球内部的门廊。







图1.维里尔–奥丁（Vril-Odin）





德国飞船维里尔7型，其双层模型拍摄于1945年4月，飞船下面是雷神多纳射线枪（Donar ray guns），原始照片中清晰可见。








图2.哈纳布2型

二战前和二战中，德国开发了不同类型的飞船。上面的图片是哈纳布2型（the Haunebu Ⅱ model）飞船早期版。本书别的地方包含了德国飞碟项目的更多图片和更详尽细节。







目录




前言



导读



1.蒙淘克——纳粹之约



3.卡麦隆家族



4.卡麦隆家族谱系



5.肯尼迪家族



6.条顿遗产



7.奥兰治家族



8.列昂•加德纳与女巫



9.曲别针项目与哈米尔



10.德国联系



11.犹大的秘密



12.菲利克斯医生



13.元首



14.希特勒还活着!



15.帝国领导人逃亡



16.奥托•斯科泽尼



17.阿拉伯联系



18.霍恩的神秘来源



19.图勒国土



20.维里尔的力量



21.维里尔飞碟



22.布鲁黑文联系



23.战争的余波



24.新施瓦本



25.战略情报局在西藏



26.党卫军的探险



27.西藏联系



28.苯教



29.蒙



30.陕西金字塔



31.约柜



32.白金与玄秘



33.蓝族



34.木乃伊的诅咒



35.克劳利



跋



作者附注





前言



对于不熟悉蒙淘克（Montauk）工程和蒙淘克三部曲的读者，前言的用途是让你熟悉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以便迅速掌握本书的内容。对于已经熟悉蒙淘克传奇的读者，前言的内容可以帮助你在这个犹如猛犸象一样庞大的故事中重新定向。上一本书写完后泄露出来的事情也包括在本书内。

1992年6月，《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简要概括了有史以来最惊人最秘密的研究项目。妇孺皆知的蒙淘克工程可以回溯到1943年美国海军新建的爱尔德里奇（Eldridge）号护航驱逐舰上的诡异实验。当时爱尔德里奇号停靠在费城海军基地，故而船上的实验通常被称为“费城实验”。实验目的是让船隐形，不被雷达搜索发现。实验成功时，出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军舰变得为肉眼所不能及，而且在我们所知的时空中消失了！从技术上讲，这是了不起的突破。对于参加实验的人来说却是一场大祸。水手们被转送出了我们现在的这一时空维度，回来时陷于一种彻底的精神错乱和极度恐怖中。有些人被嵌进了船舱壁，另一些人虽然幸存下来，却受到“精神失调”和弄虚作假的怀疑。整个事件都被封存起来。

战后，在约翰•冯•纽曼博士（Dr.John von Neumann）的指导下，重启了费城实验在技术方面的研究。他的新指令是：研究人类心灵的构造，为何人类不能在不引发灾难的前提下穿越时空。纽约长岛（LongIsland）的布鲁黑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开始做大规模的人类因素研究。在战前，现有的地区被用作纳粹在美国最大的应急基地总部，名叫“堤岸”（Bund）。

冯•纽曼不仅是现代计算机的发明者和数学天才，还能调动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资源，包括二战后盟军从纳粹德国手中缴获的大量心理学研究数据库。在这一基础上，冯•纽曼试图用计算机技术和复杂的无线电设备把人的心灵和机器连接起来。一段时间后，他的努力大获成功。在数年辛苦的实验后，人类思想终于可以用神秘水晶无线接收器接收、存储在计算机的人类思想比特（bits）中。这些人类思想陆续显示在计算机的屏幕上，输出并打印成纸带。这些人类思想不断被改进，技术得到了加强，最终造出了虚拟读心机。同时，技术高度发展，以至于有个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思想可以被传输至计算机，进而潜移默化他人的思想。最后，蒙淘克工程，或统称的凤凰项目（Phoenix）充分理解了意识的功能，掌握了心灵控制的邪恶潜力。国会收到整个报告后，随即命令解散该项目，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害怕他们自己的思想遭到控制。

有意发展该项目的私人不拟遵循国会的禁令。他们诱惑军方：这种技术可以用于控制敌人的思想，价值无穷。一个财政资助丰厚、还有军方背景的研究小组决定在纽约蒙淘克英雄营空军基地成立新研究所。选择该地，是因为此地巨型雷达的频段就是400～425百万赫兹，恰好与小组进入人类意识所用的频段吻合。60年代晚期，英雄营不顾军方断绝资助，继续开工。到1972年，蒙淘克项目全面展开了心灵控制实验，人类、动物和其他既存意识形式都是实验的对象。

数年来，蒙淘克研究者不断完善其心灵控制技术，深入探索人类心灵的潜在力量。通过开发不同人的心灵潜力，最终可以将思想复制到硬盘上，图景可以通过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加以验证。心灵潜力还可以创造虚拟的物质。凡此种种，在我们统称的“普通人类经验”范围内已经无有匹敌，但蒙淘克研究的经营者并不就此止步。他们甚至深入到更远更不寻常的领域。一旦发现心灵可以显示物质，就可以观察到：根据思想内容的不同，物质会在不同的时间出现。这样一来，如果思想想到一本书，但却是昨天出现的一本书，情况又将如何？一系列思想和实验导出一个结论：意念可以扭曲时间。数年的不懈研究，时间通道得以打开，大量冒险的实验得以进行。蒙淘克项目最终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溯回到1943年费城实验的原点。

除了普雷斯顿•B.尼古拉斯（Preston Nichols）以外，没有人揭示这一真相。尼古拉斯是电子天才，有一天发现自己成了不情愿的实验受害者。尼古拉斯为长岛一家防务承包商工作，研究心灵感应，发现连续不断的无线电波笼罩了他的同事。普雷斯顿身为无线电和电子专家，追踪无线电波信号，发现它们来自蒙淘克空军基地。基地已经持续十年在进行全面的研究。他得到了一些蒙淘克用过的装备，并发现许多蒙淘克人莫名其妙说记得他在那里工作过。等到他表妹夫也说这话时，他的疑惑达到了最高点。这两人几乎动摇了普雷斯顿深信自己从未在蒙淘克工作过的信念。这次争论后不久，普雷斯顿就开始回忆起过去从不记得的生活片断。他跟许多与蒙淘克项目有关联的科学家、工程师谈过后，把发生的事汇总，得出了结论：他同时在两条时间线上生活。一条线上，他在蒙淘克工作；另一条线上，他在别处工作。

1985年，怪人邓肯•卡麦隆（Duncan Cameron）出现在他家门口，证实了他的结论。邓肯对心灵研究有神秘的资质，后来他在国家安全部接受训练。普雷斯顿没有提及他自己与蒙淘克的纠葛，他带邓肯去了蒙淘克，惊讶地发现他居然记得基地的一草一木，也觉得自己在蒙淘克工作过。邓肯被认为是时间旅行实验的初级灵媒，原费城实验时与其兄弟爱德华（Edward）在美国爱尔德里奇号军舰上（目前，阿尔•比勒克[Al Bielek]已经确认这一点）。

据普雷斯顿和卡麦隆的记录，1983年8月12日，蒙淘克项目达到最高峰，打开的时间入口全方位运行，但形势失控。邓肯带了一组人马试图摧毁项目。他坐在蒙淘克椅（连接着神秘无线接收器的设备，接收器嵌有水晶，是发射思想的巨型传输器）上，从潜意识释放字面意义上的巨兽，摧毁了项目。基地工作人员突然抛弃了它。结构空军基地和地下设施入口被水泥封闭。留下的整个废墟至今仍然是谜。

尽管非官方录像已经广泛传布蒙淘克项目的故事，并举行了几次相关讲座，但还没有出现进一步讨论该题材的书。有几位作家试图承担这一任务，但要么智力不足，要么出于种种原因被吓到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有位科学记者开始做这个选题，但当他惊讶地发现蒙淘克项目居然真有其事，就自己撤退了。

我结识普雷斯顿是为了调查他发明的一种音响系统，结果却听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至少比我听过的科幻小说更神奇。几个月后，我决定写《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The Montauk Project: Experiments in Time）。此书写作除普雷斯顿外，我未曾请教过任何其他人（普雷斯顿想保护其资料来源）。我认为与其做耗时耗财的调查，倒不如从别的线索尽可能地寻找资料，来勘对或证明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随着《蒙淘克工程》的出版，进一步的调查和后续事件最终确立了隐藏在普雷斯顿粗略材料背后的真实场景。这些都记录在《重访蒙淘克：同步性探险》（Montauk Revisited:Adventures in Synchronicity）中，但最为诡异的是：这些证明都不可思议地与古今最臭名昭著的神秘主义者阿斯特劳•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有关，他号称“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据报道，克劳利自己为了操纵时间，使用色情巫术，作跨维度的穿越，与离体的实体联系。这暗示了费城实验的跨维性质可能是克劳利魔法操作的外在表示。

克劳利卷入此事的惊人证据发展了很长时间，但我第一次与普雷斯顿谈话时，他脱口说出巫师阿斯特劳•克劳利，这一发现就开始成型了。普雷斯顿早年相信：他和邓肯曾经分别是普雷斯顿•威尔逊（Preston Wilson）与马库斯•威尔逊（Marcus Wilson）的兄弟。这对孪生兄弟曾经是大不列颠最早的科学仪器制造者。威尔逊兄弟也是阿斯特劳•克劳利一家的密友，也卷入了克劳利一家的事业。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就像越来越狂野的故事，于是，我开始在阿斯特劳•克劳利五花八门的著作中寻找任何提及威尔逊的地方。但是一处也没有。使我惊讶的是：我发现不仅克劳利拜访过蒙淘克（1918），而且他还在自传中提到了邓肯•卡麦隆。循此，卡麦隆与克劳利一家的同步性关系事例众多（《重访蒙淘克：同步性探险》中有详细描写），但我仍没有找到任何提及威尔逊兄弟的地方。

当我发现有个女人自称卡麦隆时（卡麦隆与克劳利之间），各种同步性关系的意义开始得以解释。她嫁给世界第一个固体火箭燃料工程师、克劳利的门徒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并以此闻名。他们一起参与跨维活动——“巴比伦工程”（Babalon Working，一种包含了色情巫术的仪式，有些人欢呼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巫术）。

通过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同步性事件，我飞往南加州办理别的事务，“偶然”遇见克劳利的朋友。我很快发现她住在西好莱坞，突然告诉她费城实验、蒙淘克工程、克劳利–卡麦隆关系。令我有些惊讶的是，她说她的真名根本不是卡麦隆，而是威尔逊！

现在真相大白，普雷斯顿的故事没有丝毫夸张，总体上完全值得信赖。或许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在跨维活动中某些非常奇怪的联系在起作用。

几个月后，我收到一封令人惊讶的信，不论威尔逊兄弟是否存在，都足以了结此案。写信人是阿玛多•克劳利（Amado Crowley），他自称是阿斯特劳•克劳利的私生子。他不仅记得父亲谈到过威尔逊兄弟，而且还提供了一些线索，表明了他无父无母的尴尬处境。

阿玛多不仅证实了威尔逊兄弟的存在，而且还提供了一份神奇的记录，时间是1943年8月12日，正是费城实验那天。阿斯特劳在英格兰康沃尔（Cornwall）的门–安–托尔（Men-an-Tol）临水巨岩指导巫术仪式。据阿玛多所说，阿斯特劳带着他通过了岩洞，洞中有一条粗大的水线，从英格兰海岸直通纽约长岛。在古代，一块门–安–托尔式的石头用于举行召唤女神的仪式。其中显然有玄学联系。

在《重访蒙淘克》付印时，出现了另一起惊人的发现。世纪之交的一张照片被发现了，这暗示了蒙淘克曾经存在过古代金字塔。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开展蒙淘克工程的英雄营基地就位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圣地上，他们才是蒙淘克土地的合法主人。在古代，他们的部落统治着长岛。蒙淘克印第安人的不幸在于：纽约州最高法院宣告蒙淘克印第安部落在法律上已经灭亡了，有些法学家称之为土著美洲人关系史上最不公正的案例。进一步调查同步现象，发现蒙淘克王族的姓氏是法老。

以上内容在蒙淘克系列第三部《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Pyramids of Montauk）中。蒙淘克法老与埃及法老之间的联系明显。深入核查阿斯特劳•克劳利的著作和神圣几何学后，就会发现，蒙淘克是堪与巨石阵、吉萨大金字塔媲美的网格要点。蒙淘克工程的操作者试图通过蒙淘克来操纵地球进化的“计算机程序”，影响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的思想、感受和发展。网格系统确认进化的“计算机系统”，不断改变和调适生命力的出生、成长、死亡，以及再生的循环。神秘门派图谋控制进化网格，许多派别争夺主导权。蒙淘克发生的无数秘密操作，早已超出了怀疑的范围。不仅蒙淘克工程的参加者提供了个人的证据，蒙淘克还发射了奇怪的、往往是非法的广播。长岛本地的媒体拒绝调查此事。

《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让全世界认清了蒙淘克的情况。我自己希望公众的愤怒将会推动行动的车轮，让蒙淘克回到合法主人的手中。正当情况有所好转的时候，部落内部发生了不幸：两派不和。在本书写作的时候，仍然无法联合。这会妨碍蒙淘克人争取被承认的法律行动，因为政府不可能同时承认两派。情况变得极为复杂，我个人不能介入部落内部的事务。由于苏福克郡（Suffolk County）和东汉普郡（East Hampshire）——蒙淘克坐落于该处——的政治丑闻和剧变，整个形势进一步恶化了。

一项丑闻发生在蒙淘克部落领袖、东汉普郡市政委员罗伯特•柯柏（Robert Cooper）身上，媒体攻击他，试图毁他名誉。当地警察头目汤姆•斯科特（Tom Scott）提出诉讼，虽然只要求蒙淘克警方“留意”，斯科特还是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律行动，让东汉普郡市政当局破费不少。斯科特大举攻击柯柏后，最终还是放弃了此案，因为他没有打赢官司的机会。新书《蒙淘克脉冲》（The Montauk Pulse）中包含了本案的细节。

蒙淘克的相关丑闻是一位了解柯柏案件的法庭官员提供给我的。他说，在诉讼战争中，一位州法官要求东汉普郡地方检察官小詹姆斯•卡特森（James Catterson,Jr.）调查东汉普郡警方有没有滥用权力。据这位官员说，调查只是“粉饰”，没有发现任何警方渎职。当然，这根本不能证明什么。当地媒体后来证明并报道了警方渎职的细节。我自己做了几次调查，也暴露出了官方“粉饰”地方检察官调查的有趣信息。众所周知，地方检察官以前一直保存着“被遗弃的”蒙淘克空军基地的事务文件。这个笑话太古怪啦。

地方检察官卡特森（Catterson）一度粉墨登场，逮捕了长岛UFO网络的创始人和主席约翰•福特（John Ford）。1996年3月，约翰拜访了我，他计划写一本书，其中的内容包括长岛国防工业和可疑的政治关系。约翰•福特是一位退休的法庭官员（不是上面给我爆料的同一位法庭官员），素以执法公正而闻名。他也是一位一丝不苟的基地研究者。6月，约翰被控偷偷将镭放进了三个苏福克郡行政官的牙膏里，阴谋杀害他们，遭到了逮捕。纽约媒体和长岛报纸不顾指控的荒谬，以弹冠相庆的态度报道了此案。有些新闻甚至说专家已经断定镭并不致命，如果有影响也是在几年以后。福特也被控非法持有武器，但此案因为没有证据而被放弃了。

对约翰•福特的指控宣称：信息来自“内部材料”，内容还有待于在法庭上充实。在搜查中发现并掌握了约翰•福特的镭罐后，搜查才注明了日期。认识约翰•福特的人说，他时不时用镭校准盖革计数器（Geiger Counter）。显然，整个逮捕过程是一个要福特去拿镭罐的“朋友”设计的。这位“朋友”为海军工作，也作为阴谋的一部分而被捕。

从1996年6月到1997年的4月，约翰•福特没有经过审判，就进监狱了。在被捕的这一年中，他都没有什么新闻。我提到此案，为的是唤起国际上的注意，以便解决问题，曝光蒙淘克政治气候中有争议的行为。

在这一切之后，长岛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悲剧：TWA800飞机莫名其妙地失事。虽然人们提出了许多说法，但媒体拒绝认真讨论可能性最大的原因：从激活核导弹的布鲁黑文实验室发射的粒子束。根据情报界的资料，长岛海岸举行的军事演习中，飞船发射过低空导弹，这种热敏导弹其实是一种灭活核弹头，只用于训练。作为训练的一部分，灭活导弹追逐热源靶——C–130飞机的尾气。热源靶误置，导弹自然就会追逐最近的热源——TWA800飞机。导弹遵循其设计模式，围绕飞机。同时，布鲁黑文或SDI（战略防御计划或“星球大战”计划）卫星发射粒子束，激活了炸弹。余下的就只是历史了。尽管情报机构的官方调查称我确定上述说法为“谣言”，但是,我敢肯定事实远非如此。事实上，媒体甚至拒绝提及粒子加速器涉及此案的可能性，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指标。

上述所有材料告诉我们，长岛政治局面如火如荼。坠机现场排满了死尸，许多是法国人。我对法国媒体谈过800飞机失事的情况，他们采访普雷斯顿•尼古拉斯后，了解了更多细节。我不知道法国报纸到底说了些什么，但人们慢慢开始了解了真相。

蒙淘克自身情况同样反复无常。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一个政治顾问告诉我，蒙淘克是全美国政治斗争的热点。他还说，在思想控制潜力和蒙淘克土著权利之间，人人都在关注蒙淘克，但无人发言。由于思想控制造成的电波反常很容易被确认，国会议员别无选择，只得严肃对待。蒙淘克土著收回圣地的权利本来是一目了然的，政治控制区人人都在紧张。美国军队自然也很容易紧张，因为他们在800飞机坠毁中有一手。

1997年早期，我们看到商业航班和军用战斗机几次近距离相遇。情报机构告诉我，这些近距离接触是军方有意挑起的，为的是更清楚地测试他们的太空飞船。除了商业航班飞行员对被迫演习避难逃生感到不安外，没有人受到伤害。800飞机爆炸明显就是军方滥用航空接近权的结果。如果粒子束是有意发射的，军方就难脱干系了，也可能是核转运出了事故。无论真相如何，军方都不愿负责，他们很想与此事保持距离。整个方程式中，存在一个神秘的变量，其中最有可能就是来自C–130飞机。

以上场面显示了美国政治权力的崩坏。以前，或多或少还能团结起来对付俄国或当时的其他假想敌。今天，我们有无标志的黑色直升机，联合国维和部队、私人武装像过去一样威胁中央政府的主权。军队、情报界、政党都在争夺主导权。美国政治中有许多力量都想摧毁宪法。军队固守宪法规定的权限，不愿让联合国维和部队解散或取代。这个问题本身就极为复杂，可以单独构成一本书。其要点在于，正如《蒙淘克工程》所述，蒙淘克活动的幕后力量绝不会拘泥于美国法律或军法，他们是一群肆无忌惮的人，他们会利用他们能掌握的一切机构或团体。为了了解这个群体及其力量的来源，我们必须去除明显的材料，因为如果我们依靠这些，就会毁掉自己。

这是本书开始前最后的想法，而后就要研究不仅影响蒙淘克场景，而且触及我们日常生活的真正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产生纳粹，选择希特勒这样的领导，也能创造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夏威夷群岛这样的天堂乐土，让满屋的人站起来高唱《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它是永不停息地变化和进化的力量。它创造了太阳、风、月亮和星星。在古代，它被称为黑太阳。我个人对它的理解，是在调查纳粹及其在蒙淘克的存在之时开始的。








导读



和普雷斯顿•尼古拉斯写完《蒙淘克工程》系列图书的前三册后，我开始着手纳粹涉足蒙淘克和长岛的奇怪事实和故事。开始时是纽约州一篇新闻，报道了英雄营挖掘纳粹藏金的故事。接下来，目击者在蒙淘克野营时，看到纳粹U型潜艇懒洋洋地升起潜望镜，对准海涛。史书记载，长岛也是雅利安运动的总部、纳粹在美国的最大基地。自30年代起，长岛冷泉港实验室（CSHL）就是世界最负盛名的优生学实验室，但是由于和纳粹有染，臭名昭著。最奇怪的是，纳粹科学家战后重组，在蒙淘克地下设施举行了不寻常的实验。《蒙淘克工程》系列图书中的部分内容就是这些实验。

这些复杂的情况促使我去调查这些怪事幕后的神秘，展示纳粹涉入长岛，特别重要的是涉入蒙淘克的精确事实。

我个人对蒙淘克与纳粹的联系产生兴趣，始于我第一次听到普雷斯顿•尼古拉斯和邓肯•卡麦隆的谈话。普雷斯顿先说到纳粹用黄金资助蒙淘克工程，蒙淘克科学家继续第三帝国开始的实验。这些科学家对希特勒德国加以理想化的金发碧眼雅利安男孩的基因特征特别感兴趣。阿尔•比勒克那天晚上也在场，他还补充说，蒙淘克工程中有很多纳粹科学家。

不知道为什么，纳粹在长岛出现的图景突然吸引了我。或许是在已经难以置信的情节上再加一个故事，恰如其分。或许，是我的直觉在提示我：这条线索值得追踪。无论它是什么，我设定了天线，收集与纳粹在蒙淘克有关或有利的一切信息。我想知道这种关系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其性质又如何？我没有失望，本书就是调查的结果。

当我开始调查纳粹及其更为神秘的特性时，遭遇了蒙淘克遗产惊人的同步性。同步现象的范围从卡麦隆家族谱系及其与第三帝国的联系开始，一直到中国西藏与埃及文化的起源。其中自有无限曲折和惊奇，在你阅读本书时自然就会感受到。

在本书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说明，追求知识的主要原则也是同步现象的组成部分，也称时间的织物。我在调查中一开始就受挫于这一现象，调查的细节记录在《重访蒙淘克：同步性探险》中。因为从该书问世以来，我们又学到了许多。如果我将某些同步性原则的细节写出来，一定功德不浅。

同步性称为时间的织物，因为它是我们所知所识的时间现象的原理。如果不同的行动在一个参照系中排列和校准，即成为同步性。在钟表中，所有的齿轮和网格都保持同步，以便计时。这一切都很明显。不明显的是，人、地、事之间也可以产生同步关系，超越可能性的规律。

就其性质而言，同步性使我们产生本来可能错过的联系。如果追踪同步性的线索，我自己就能进一步说明开始时遇见的神秘现象。通过追查纳粹与蒙淘克的关系，同时借助这一名义，发现了最可怕的秘密。如果追踪到底，还会发现宇宙自身的全部架构。

我的朋友和调查合作者马歇尔•巴恩斯（Marshall Barnes）为我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他研究量子物理学，为神秘而普遍体验的同步性现象增加了相当多的前景。现在，我给读者朋友们分享我从马歇尔•巴恩斯那里学来的东西。

根据盖然性的规律，同步性或巧合发生在任何“一级”宇宙中。换句话说，在任何造物系统中，某些同时发生的事件存在着原因或彼此有不寻常的联系。这就是无从逃避的普遍规律。例如，时钟刚好在2:22计分板上，那么所有的2都会亮起来。但是，当同步性或巧合远远超越了正常规律的藩篱，就由盖然性的数学法则决定了，这是工作的外部影响。同步性事件成为了“有意义的巧合”。在蒙淘克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

外部或外星力量指引阿斯特劳•克劳利写《律法之书》（The Book of the Law）。克劳利终其一生，从来不说这是他自己的著作，还为其中的内容而惊讶。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马乔丽•卡麦隆（Marjorie Cameron）和L.雷•哈巴德（L.Ron Hubbard）受同一种力量的影响，深刻地改变了我的生命。所有这些让我理解了普雷斯顿•尼古拉斯的著作和周围的情况，促使着蒙淘克系列的出版，从而引起公众的注意。

在本书中，你将要读到所有已经存在的同步性现象，提高到新的高度，显示其深层意义。最后，引导你进入生命秘密的深刻潜流。生命秘密的自我展示，体现于本书结尾描写的黑太阳。

这次调查用了几年的时间，泡了可观的图书馆，可能还要用更多的时间。我想把一切与纳粹或其他主题有关的趣闻轶事都加入文本，不幸力不从心。因此，我只限于将历史学家忽略的重要史料纳入进来。这样的手法不仅可以澄清我们许多人形成的错误印象，而且可以产生今天谁是纳粹，什么是纳粹的社会意识。通过追踪纳粹联系、蒙淘克魔法、中国西藏和埃及，发现了甚至比历史线索更为重要的东西。在考古学的圣殿中被忽视或隐藏起来的人类古代遗产，会以全新的面貌问世，并将改变你看待万物的方式。








1.蒙淘克——纳粹之约



《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出版不到一年，我就收到了一封有趣的电子邮件。这是一封没有回信地址和发信人身份的邮件。邮件中是长岛本地报纸《东汉普顿星报》（East Hampton Star）的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纽约）州总服务局土地利用办公室发言人汤姆•斯塔布斯（Tom Tubbs）的话：





1945年，纳粹肯定第三帝国即将失败，派U型潜艇载运从法国掠夺的财富前往蒙淘克，把它们埋在十二个地下金属库中。德国水兵奉命把财宝埋在了英雄营，并在其附近留下了一块巨石作为标记。战后，金钱珠宝用在了第三帝国高官进入美国和南美各国的贿赂、假护照和安全通行证的办理上。





这篇文章提到一艘德国潜艇沉没了，但几个德国水兵逃生，几年后讲出了这个故事。这几个德国人甚至与职业寻宝猎人和纽约州政府合作，要试图掘出财宝，但此后从未有财宝出土的新闻。

同步性在发挥着作用，我有个朋友说他认识一位德国潜艇船长，船长是他们家的朋友，所以不能说出其真名。对他而言，纳粹船长和美国军方有约，他们过着王后一样快乐的日子，这不过都是普通常识。

我下一次接触到蒙淘克的纳粹历史，是借助于一位在蒙淘克度过半生的老住户。这个女人告诉了我英雄营的故事，她肯定英雄营有奇怪的事情发生过。她抱怨收音机和电视经常受到干扰，还说常常有奇特的传输通过。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蒙淘克附近不时有大量的VCR被毁坏。

这位老住户喜欢别人称她为简（Jane），我问她知不知道蒙淘克与纳粹的联系，她说：“当然——知道！”

简愉快地回忆起了二战中的一个下午，她和朋友、家人去蒙淘克野游，看到德国潜艇从海岸升起。她说，有一片潜望镜一起升起，好像一片森林。不是只有几个或十几个，而是许许多多。简说，蒙淘克公众心里完全有数，因为这都是普通常识。军队知道得比任何人更多。虽然蒙淘克有的是枪炮，可以向潜艇开火，但他们从未使用过。她说她不会把纳粹潜艇和美国潜艇弄混。

我考虑了简的报道后，又寻找了同类的资料。另外两个人也见证了纳粹潜艇浮出过海岸，但没有简的报道丰富多彩。大部分蒙淘克人不关心追溯本地历史。

秘密的真实历史和军方串通敌国让我大吃一惊。蒙淘克灯塔的东南方是潜艇活动区域，这本身已经不是秘密了，许多地图都有标志。美国海军在蒙淘克领地附近的福特池海湾也设有潜艇基地。

由此，我只能推断，纳粹通过地下基岩进入到了英雄营地下，这只是直觉的猜测。普雷斯顿•尼古拉斯知道纳粹是在这段时间里卷入的，但没有从潜艇的角度专门了解过。

有一天，我从朋友大卫（David）那里得到德国人卷入的更多情报。刚刚度过新年时，他在蒙淘克领地探索地下墓穴。大卫说，地下隧道广布，但大多数已经封闭了。

普雷斯顿•尼古拉斯那天正好在我的起居室，他知道大卫在说什么，对地下墓穴的整个来龙去脉津津乐道。我于是明白，他出乎意料地掌握了材料。不幸的是，我没有录下谈话内容。普雷斯顿提供了地下墓穴的许多地理细节，说它们基本上是德皇威廉（Kaiser Wilhelm）的作品。他说威廉在一战前就已经对蒙淘克入迷，德国人早已潜入了此地。

我把上述信息提供给了阿尔•比勒克，他大为震惊。他认识普雷斯顿比我早，却从来没有听他提到过地下墓穴。阿尔认为普雷斯顿对他有所隐瞒，但他说，隧道解释了普雷斯顿是怎样从蒙淘克取回某些设备的。似乎我朋友的发现勾起了普雷斯顿的记忆。

我随后得知，美国海军在二战期间得到了蒙淘克领地和蒙淘克塔。二地都已经有隧道连接英雄营。虽然我自己没有去过隧道，但各种资料显示，隧道是肯定存在的。合理的推断是，军方在战时需要地下隧道连接其设施。德皇建立隧道不见于文献，但其存在绝无问题。

我开始调查纳粹在长岛的更多信息，但材料并不丰富。本地图书馆只有四个纳粹士兵在阿玛刚赛特（Amagansett）附近的长岛海岸登陆的普通故事。此地离蒙淘克只有七英里。他们离开U型潜艇，坐橡皮艇划到岸上，然后很快换上平民衣服，取道长岛铁路前往纽约。其中的三个士兵成了德裔美国公民，英语极好。他们的任务是打入大众，掌握美国资源工厂——美国铝业。他们当真到达纽约时，发现计划愚不可及，就向当局自首。联邦调查局开始时并不认真对待他们。最后，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插手，士兵们终于进了俘虏营。最后，除了一人以外其余都被处决。这个故事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没有意义。为什么有人要告发自己？据悉，希特勒亲自关注这一使命。他说整个事情没有成功机会，应该把犹太人送走，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打发。使命明显是个策略。媒体文章明显是在搅水，愚弄公众。如果当局追查登陆纳粹态度积极，就不会有人疑心两家原有默契。显然，这是一个潜在的公关问题，因为许多长岛人亲眼瞧见了纳粹登岛。

本地图书馆材料不多，我决定到长岛东部的图书馆调查，纳粹材料最集中的地方就在那里。在雷夫赫德（Riverhead），图书馆员给我拿来一个文件夹，里面是长岛雅利安运动的资料。《新闻日报》（Newsday）摘录的剪报披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长岛的亚浦汉克（Yaphank）曾经是美国最大的雅利安团体的大本营。20世纪30年代，本地的德意志同盟用古代挪斯神话（the Norse）的神明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将当地命名为西格弗里德营。忠诚的德意志爱国者一度云集亚浦汉克，本地的主要大街那时就叫阿道夫•希特勒大道（Adolph Hitler Boulevard）。更令人惊讶的是，附近地区最后变成了布鲁黑文国家实验室！布鲁黑文实验室的赞助商完全可以选择不那么显眼的地方，或许他们要这块地方的原因与纳粹相同——这里是地球电磁网格的能量点。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布鲁克林和亚浦汉克都有穿制服的纳粹党徒走正步。有时会有犹太人挨揍，但这不是游行的一部分。普雷斯顿•尼古拉斯的父亲鲍勃（Bob）记得这样的场面，也说菲尔柴尔德（Fairchild）飞艇厂二战前尽是德国人。鲍勃是菲尔柴尔德厂的监督员，他说貌似公司里所有要害职位都掌握在德国人手中。战争在欧洲爆发后不久，他们就突然消失了。

不久，我遇见一位了解亚浦汉克的朋友，邀请我出去参观。这是长岛还能保留几分乡野的少数小镇之一。西格弗里德营富于德国风情美景，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此地今天仍然存在。西格弗里德营紧邻德国花园，纳粹命名的大街早已改了名。战后许多年来，此地居民都是德国后裔。因为土地并不属于居民，所以非德国人可能都会被审查委员会筛选出来。审查委员会作为一家公司经营，今天仍然如此。

我在亚浦汉克新结交的朋友带我去听马文•D.米勒（Marvin D.Miller）的讲座，米勒是退休教师，写过两部关于纳粹涉足长岛的书。他展示了纳粹同盟的广泛插手，还穿插了几个当时的趣闻轶事。最刺激的是，他说20世纪20年代，长岛七分之一的居民都是三K党（Ku Klux Klan，缩写为KKK）。米勒还说美德两国的富翁借助优生学，企图对弱者劣者绝育。长岛冷泉港大多数美国设施都是顶级纳粹医生的合作项目。尽管米勒先生的书资料翔实、调查充分，但无关本书主旨，我不准备精确复述。这两部书内容复杂，我已经列入参考书目，并说明在哪里可以得到它们。

我的特殊调查最有趣的发现是来自蒙淘克部落的几位成员，得到的材料已经在前面提到过了。他们并不惊讶。事实上，他们告诉我长岛东部仍然有强烈的雅利安成分存在，这点黑人最清楚了。东汉普顿郡有时燃起十字架，其他地区也差不多。这种事情本地媒体几乎从不报道。




图3.长岛，西格弗里德营

上述标记为：西格弗里德公园私有地——德裔美国人联盟。右上方是他们开会的房子。右下方显示了土地的广阔，德裔美国人联盟于此举行最大型集会，联盟一度操练正步。这些近照显示，从技术上讲，德裔美国人联盟作为一家公司仍然拥有这里的地产。二战后很久，只有德裔在这里定居。





当蒙淘克部落领导人罗伯特•柯柏受到本地媒体攻击时，我发现了这种行为的征象。柯柏作为东汉普顿的市政委员，要求警方调查针对少年的暴力滥用。他也要求特别关注蒙淘克警方的所作所为。柯柏本人不做任何指控，只是呼吁公众关注此事。东汉普顿郡的警察头目汤姆•斯科特（Tom Scott）视之为个人侮辱，极力毁坏柯柏的名声。斯科特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令人难以理解，因为每一个法律专家，包括联邦法官，都会告诉斯科特，他赢不了。

东汉普顿（包括蒙淘克乡村）市打输了法律战。他们为汤姆•斯科特付了很大一部分诉讼费，还被地方法官责成赔偿罗伯特•柯柏的诉讼费。柯柏反诉他的民权遭到了损害。官司拖了很久，斯科特输了。法官要求双方和解，因为市镇用于诉讼和赔偿费用的储备已经受到了威胁。我敢肯定法官已经想到了，市镇财务其实还有更大的危险，如果柯柏对警方的怀疑属实（没有一个人当真了解怀疑是什么），东汉普顿市镇就要面临那些被警方虐待的孩子们没完没了的起诉。纳税人绝对难以忍受永无止境的赔偿。在这场开放的诉讼中，检察官早晚必须追查警方虐待背后的问题。这意味着蒙淘克项目本身、州和联邦当局就会不得不与美国公民讨价还价，争取不受限制的许可。

图4








柯柏不仅受到本地媒体的攻击，还受到了社论和来信连续不断的攻击。有个作者经常用侮辱性的名字叫他柯柏，还说他是黑人，这不仅品味低下，而且也不符合柯柏的真实种族身份。这位作家是柯柏的敌人，我获悉他经常去德国，他的一位女性相识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涉及种族时她承认有偏见，她还是信任我的调查，认为我应该知道真相。这位作家在德国干了什么，跟什么人有联系，都是个谜。

图5








1996年，另一次事件显示了纳粹在蒙淘克的存在。沟渠平原休息站外墙塗有德文标语：“远离痛苦的自由，远离犹太人的自由。”这条仇恨的口号在大屠杀期间非常常见，每年4月16日大屠杀纪念日都会贴出。警方引证了其他的反犹涂鸦，说他们已经提高了这一类事件的优先级。他们还说，根据犯罪现场发现的“证据”——不管他们所说的“证据”是什么——这事是年轻的恶份子干的。事实上，大多数恶搞青年都不大懂德语。新闻报道显示了警方拍下的事件现场。

当我问蒙淘克部落的朋友知不知道雅利安团体在岛上聚会的事，整个调查中最惊人的发现出现了。他母亲——蒙淘克医师——告诉我，她五六十年代担任本地警方高级顾问。她的职位至关重要，以至于她叔叔英年早逝时，她都未能获准出席葬礼。那时，她的工作之一就是在雅利安风格的BON会议上准备报告。

我听到这里，就问：“什么？BON会议？”

“是啊，好会议——BON。”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BON（苯教）指的是古代中国西藏的本土宗教，是西藏佛教乃至佛祖自己兴起前的万物有灵论或萨满教（shaman）。读过《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的读者可能记得希特勒的精神导师卡尔•豪塞夫（Karl Haushofer），他就是首先探索西藏的苯教祭司，把希特勒看作苯教图景中的救世主。

“会议上讲了什么？”我问。

女医师说，警方与联邦调查局、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协调行动。会议直接报告给小埃德加•胡佛。她说警方奉命监督会议，作出详细的报道，但不得干涉会议或逮捕其代表。她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一个极大的秘密，是我遇见的联系蒙淘克和西藏的第一个事件。雅利安关系卷入很深，我向每一个人打听，但是谁也答不出。

当我问到朋友肯尼•阿瑟（Kenn Arthur）时，他说女医师提到的会议是德意志同盟带着步枪正步走的会议。他一直非常了解蒙淘克，却很少说话。当然，德意志同盟会议不是什么大秘密。我打电话给女医师，试图澄清阿瑟的说法。她说不是同盟会议，就是BON会议。她非常肯定。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得到这些BON会议的材料。

















2.内在联系

我解开BON会议秘密的第一条线索在1995年夏天。当时，蒙淘克土著辛迪（Cindy）打来电话，说她丈夫在英雄营工作，有材料给我和普雷斯顿。我们和她见面时，辛迪给我们看了蒙淘克地下设施的蓝图，并告诉我们，目前基地由联邦政府人员使用。她说，他们通过西部燃料库——就是英雄营主西门——接近基地。我和普雷斯顿管燃料库叫“消防队员的燃料库”，因为上次奇怪的夜半火灾中，消防队员使用了燃料库。《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中，简•布鲁斯（Jan Brice）拍摄“小”野兽的地方也是在这里。

辛迪告诉我们，她丈夫是英雄营雇用的三名技术员之一。我们发现这一点很怪，因为我们以前知道唐纳德•巴尔坎（Donald Balcuns）是技术负责兼安全官，主管22辆汽车的停车场。我认为这样做有点蠢。让没有空闲时间的技术员去保养22辆汽车？毕竟，这不像天天要加油。现在，我们发现有三名技术员，说是需要这三个人去管理割草机。他们也兼任基地以西几英里的蒙淘克草地高尔夫球场技术员。这一切听起来活像夸张的想象。

辛迪还说，她丈夫自从在英雄营工作以后，情绪和性爱都变了。他原来总是脾气很好，但在蒙淘克白垩建筑物工作后就变得非常暴躁。蒙淘克白垩建筑物形如金字塔，是英雄营的纽约州立公园监督官约翰•拉森（John Larsen）的总部。我和其他人都注意到了与金字塔形建筑物有关的奇怪现象。

我和普雷斯顿都提醒辛迪，我们与她或她丈夫见面可能会危及他的工作。之后，普雷斯顿就做了另一次旅行——见她丈夫。辛迪的丈夫和一个合作者在室外与普雷斯顿见面，被人看见了，第二天他就被解雇了。我猜他们根本用不着三个技术员。

我们与辛迪初次见面时，问她自己有没有不寻常的经历。她立刻回答没有。我们出去以后，她开始告诉我她一生中有几次见到了UFO。在她的要求下，我节略了这些经历的详细信息。

我们对她了解较多以后，辛迪送了我一张剪报：蒙淘克附近发现大脚印。她告诉我，她在蒙淘克附近的纳皮古（Napeague）铁路附近见过大脚雪人。她和同伴都吓坏了，立刻离开了现场。这样一来，蒙淘克与雪人之家西藏又多了一层联系。另一个女人和她的朋友说，1996年夏天，雪人在蒙淘克灯塔附近的水中出现。据说，雪人更像以太（Ether）的虚像，而不像有血有肉的动物，但这些人都被吓得要死。

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打电话告诉辛迪我正在调查蒙淘克与纳粹的联系。她提出抗议，听起来好像是在责备我。

“这不是纳粹与蒙淘克的联系。”她说。

我告诉她有这样的联系，我们开始有礼貌地争论起来。一个德国口音的人打断了她的话，这个人是她父亲。他说新纳粹最近在海滩上活动，长岛确实有纳粹的联系。

我惊讶地发现她父亲是德国人。他没有跟我直接通电话，是辛迪在传话，我们就这样交谈。辛迪说她父亲天赋异禀，手指放进插座都不会触电。一小时后，他再和别人握手，那人倒会触电。我决定会一会他。于是安排了我和普雷斯顿与辛迪父亲的会面。

辛迪的父亲——马克斯（Max）年过60，态度友善。他一口南部口音，这让我觉得奇怪，他说他在南方住过一段时间。马克斯说他被德国家庭收养，但是是在蒙淘克长大，度过了大半生。

马克斯读书时就对UFO颇感兴趣。这一切始于《每周读者》（Weekly Reader）封面上的UFO图，讲的是理查德•博伊德（Richard Byrd）海军上将探索大西洲的故事。他看了UFO图，心想自己也可以造一个。接下来马克斯就用苹果罐头为自己造飞碟。飞碟很小，但却能飞。许多年后，依靠直觉与自学，他的技术大有提高，造出了一个能装一人大小的飞碟。这个飞碟飞不出地球大气层，但可以在大气层里高速飞行。

以上内容听起来太离谱了，但马克斯讲到他装配的飞碟时却非常详细，我很难理解。我对他自己的发展没有多少兴趣。我应该指出他的电子知识极不寻常。他解释说，他能不用天线就让收音机工作。普雷斯顿说不可能，马克斯就做给他看，他的汽车收音机上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天线。他说他放了一块磁铁在收音机上，磁铁起了天线的作用。收音机确实能用，声音很大很清晰。他说，磁铁应该一英尺长、3／8英尺厚。普雷斯顿听说过磁铁这种用法，但是自己没有体验过任何有意义的用途。普雷斯顿和马克斯的讨论很不容易，因为马克斯是自学的，用的术语和学院不一样。他显然知道有些事情，这些都应该记在心里，因为他的故事非常奇怪。

马克斯声称，他和八个女人坐他自制的UFO里环游美国。他们漫游乡野，寻找山脉中的闪光点，希望在那里发现金子。有些地方只有铅矿，但也确实发现了许多珍贵的金属，开采后出售获利不小。他和八个女人就平分利润。

一天，马克斯和这些女人在亚利桑那州图森（Tucson）附近的湖边度假，一支军队接近了他们。那时是20世纪40年代晚期，军方对飞碟没有多少知识。他们检查了马克斯，雇用他当快递员。说是要用其所长，一年付他10万美元。

马克斯虽然有点奇怪，但他对蒙淘克的知识无人能及。不能仅仅因为他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就忽略不计。

问到蒙淘克的事，他告诉我，他记得英雄营的实验。二战中和战后多年后都有实验。他说实验很奇怪，包括从基因到思想控制的一切。但声称他没有涉足这些事儿。

我专门问他纳粹的事情，马克斯告诉我他们在二战前后一直在活动。他们在阿玛刚赛特的斯托尼（Stony）山下建立了地下潜艇基地。他还说靠近灯塔有一个地下出口，可以看到德国潜艇在这里的水下进进出出。他们进入地下设施。尽管他的信息与我的直觉相符，我并没有告诉他，也没有提供我所知道的信息，以免影响他的回答方式。他还说二战时纳粹换上平民的衣服，到城里吃饭。他们会收集情报，带回到他们的军事据点。

我问他知不知道一战时建立的地下墓穴和德皇的关系。马克斯详细描述了地下墓穴的情况，他知道我和普雷斯顿都不知道的地方。后来的调查证实了马克斯的故事，增加了他的可信度。

关于一战时期，他说他生于1932年，但是他听说过1920年以前德国人搞音波扩增实验的故事。这些实验是在蒙淘克举行的，弄得当地人快要发疯了。普雷斯顿很快指出，那时候不存在任何像样的音波扩增技术。我向普雷斯顿指出，他自己不熟悉德国技术。他承认这话没错。我们不知道那时候德国人的实力，而马克斯显然听过当时最秘密和神秘的技术报道。

蒙淘克一度有一个飞行基地，我问马克斯有没有见过德国人的齐柏林飞艇（Zeppelin），他说在20世纪30年代见过，有些在蒙淘克着陆。我也听过独立的报道，德国人把U型潜艇停在海岸。

马克斯还告诉我们，1995年4月或5月，飞碟在阿玛刚赛特的阿尔伯特（Albert）登陆点附近坠毁。飞碟降落在一棵树上，大量枝叶折断。马克斯说，军方接触他，问他想不想要飞碟。他说不，他们就用一对直升机把飞碟运到了康涅狄格州纽黑文（New Haven）。最后，飞碟被运到西南部去了。我提及此事，就是要说明马克斯和军方的关系不一般。他似乎不在他们的直接控制下。这令人回忆起《重访蒙淘克》中提到的三元组（triplets）。他们的父亲卷入了费城实验，因为他们与外星人有联系，所以不会受到政府的威胁。马克斯似乎也属于这一类人。

我向一个朋友核对马克斯说的坠毁报道，他看到了现场的残枝，还说从这个地区挖掘走了某些东西。他拍下了现场的录像，拿给普雷斯顿看。普雷斯顿又转交给长岛UFO研究社的约翰•福特。福特被捕入狱时，他的调查还尚未完成。

总而言之，马克斯知道得太多了。有些故事无从验证，有些已经证实。他显然与蒙淘克现象有关。接下来，我向他提出我的王牌问题：你听说过蒙淘克女医师告诉我的BON会议吗？

“听说过。”他说。

他说他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议，其中有许多雅利安类型。马克斯说，举行会议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我要求他讲清楚。他说他们可以显示一台像是空间发生器的机器，然后用它进行交谈。有些信息可以释放，有些就不能。显然，会议代表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实在。任何物理学家都知道：空间发生器等于时空发生器。马克斯对这些会议从来不感兴趣，他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是个实事求是的人。

我们得出结论：BON会议确实是奇怪的会社，听起来是雅利安种族在维度之间的前哨。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对古代西藏宗教的敬意和了解。

我们都知道蒙淘克与军政两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BON会议的信息鼓励着我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蒙淘克工程的主要方面。




















3.卡麦隆家族



我为了揭开长岛雅利安运动的秘密，核对了几部关于三K党历史的著作。虽然没有发现任何与长岛特别相关的东西，我还是很高兴地从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中了解了主要的历史。这部电影在一战前问世，讲述内战后南方重建的故事。在当时，《一个国家的诞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把三K党表现成英雄，把南方自由黑人表现成贪婪的魔鬼，一心报复白人的奴役。三K党保护白人妇女儿童免遭强奸、抢劫、谋杀和其他暴行。

那时确实有反对白人的种族暴动，三K党做了一些保护地方的警察工作。保护者的工作让三K党在许多白人眼中成了传奇英雄。人们倾向三K党是为了自保。三K党可靠或不可靠的具体程度与本书没有多大关系。想要美化或抹黑三K党可以拿史书互斗。

对我而言，《一个国家的诞生》特别有趣之处在于，三K党的建立者是本•卡麦隆（Ben Cameron）！那些记得卡麦隆这个名字同步现象的读者不妨想象一下挖掘的难度。更奇怪的事实是，这部电影获得了成功，前总统、普林斯顿大学（头脑风暴最终波及费城实验）校长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居功至伟。《一个国家的诞生》制片人是威尔逊以前的同学，他利用关系，安排电影在白宫放映。威尔逊为自己的历史知识自豪，说电影太真实了。这个评价是送给电影的一份大礼，口碑像野火一样传开。票房在许多地区创了新高。

电影极有争议，在许多主要城市引起了暴乱的气氛。黑人在经济上早已受到歧视，现在处境更糟。不管电影是否相对真实，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刺激了黑人，拥护了依靠奴隶制的白人。威尔逊总统最后被迫取消了推荐，这让紧张的局势相对缓和下来。显然，他相信电影。也许他无意挑起暴乱，但他促使电影成功的角色不能否认。

我进一步研究三K党，发现其起源的另一个版本，大概更有历史正确性。五个人在田纳西州聚会，他们全都是凯尔特–爱尔兰（Celts–Ireland）后裔，他们决定组成一个秘密会社。一个姓肯尼迪（Kennedy）的人决定用希腊语“圆”命名三K党，KKK隐藏了只有创始人才明白的意义。十字架（往往是燃烧的）是他们的另一个神圣标志。圆和十字架加在一起就是圆十字图案。《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说过，这是蒙淘克土著和东方庙沃德（Ordo Templi Orientis）的神圣象征。对许多其他群体也是这样。

我读到的书称，三K党决定将“毫无意义的玄学象征”加到他们的服装上，这不过是粉饰而已。我们不免好奇，作者到底是有意误导，还是自己得出的结论。三K党的目的在魔法，其内在含义只是开始揭示。

肯尼迪建立三K党的版本似乎在历史上更精确，选择“本•卡麦隆”的名字并非偶然。不仅存在凯尔特联系，也存在同步性原理。

当一个女人来信，说她母亲认识一度任中央情报局思想控制项目主管的埃文•卡麦隆（Ewen Cameron）和《蒙淘克项工程》中邓肯•卡麦隆的父亲亚历山大•邓肯•卡麦隆爵士（Alexander Duncan Cameron Sr.）时，所有这些显示出了更深刻的意义。我打电话给她，发现她与阿斯特劳•克劳利关系密切，包括数字666是她的生日和驾驶执照号码。她还告诉我，她母亲对时间旅行的秘传了解甚多，并且还和埃文•卡麦隆生过一个孩子。

在《重访蒙淘克》中，我们探讨了卡麦隆、威尔逊和克劳利之间的同步性。那时我知道埃文•卡麦隆，但没有在书中提到他，因为我不能肯定其相对关系。埃文•卡麦隆的父亲叫邓肯。此外，他对弗兰肯斯坦传奇（Frankenstein legend）非常着迷。

埃文•卡麦隆写过几本没有偏见的书，主题是栖息在高贵的精神病学门廊上的最邪恶魔鬼。它通过所谓的“精神驱动”折磨病人。这是一种特别的创伤，反复运用磁带录音机循环设置陷阱，再加上各种形式的精神压力和剥夺，使人完全丧失冷静。卡麦隆著作的一个特点是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大部分实验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艾伦•莫里尔研究所（Allan Memorial Institute）举行，这里雇用了大批前纳粹人员。卡麦隆在中央情报局的赞助下折磨过许多人，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和他们庭外和解。

卡麦隆也是中央情报局第一任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的密友，两人紧密合作。在纽伦堡审判前，杜勒斯派卡麦隆去“检查”鲁道夫•赫斯（Rudolph Hess）。档案明确显示，赫斯在法庭上头脑一片空白，甚至不记得密友卡尔•豪塞夫博士了。有些人怀疑赫斯是替身或已被洗脑。我们能肯定的就是，卡麦隆和赫斯之间发生过许多趣事。

前面我提到过一个女人，她母亲与埃文•卡麦隆有亲戚关系。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她，第二天早上就接到她母亲的电话。坦白地说，我希望她母亲不是一个理路不清的人。幸好，她说话很流畅，很健谈。她受的教育也很好。她叫安娜（Anna），她说她有故事要说。

1942年11月11日，安娜出生于华盛顿特区，这个日期是根据占星术选择的。据说，她是苏美尔（Sumerian）女神伊南娜（Inanna）转世，出生是精心选择的。这个包袱对谁都是够重的。伊南娜是相当于巴巴隆（Babalon）的苏美尔女神。

安娜的家族血统高贵，是纯种雅利安人，这可以追溯到德国以前在美国最有特权的组织——美国革命之女会（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及其前身——美洲殖民地之女会（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安娜的家族大多数都与军事或玄学有关。她的高祖母就是占星术士，也是希特勒的顾问之一。安娜的母亲为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缩写为OSS）工作，与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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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埃文•卡麦隆关系密切。她解释说，卡麦隆家族是玄学世家，而她就是一例。他们的玄学与希特勒身边顾问的玄学相同。他们相信身为雅利安人，他们的基因直溯古代苏美尔人。他们建立了维里尔或蛇的苏美尔兄弟会，一度是开明积极的力量。由于贪婪，他们的腐败玷污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多少年来，他们打入圣殿骑士团（Poor Knights of Christ and the Temple of Solomon）、启蒙社（Illuminati）、共济会（Free and Accepted Masons）高层以及一切能够渗透的组织。安娜称这些误入歧途的灵魂为“控制者”，说这些精英群体改变了时间的本性。安娜被指定为埃文•卡麦隆的控制者，这个词代表着拥有。

据安娜说，埃文相信她是伊南娜——地球第一个“非人飞行器”——转世。“控制者”相信，通过利用女神伊南娜的能量，他们可以获得力量。于是，在“控制者”的指导下，伊南娜转世为许多女性。

开天辟地以来，卡麦隆家族就致力于保证家族血统的纯洁。她说蛇的苏美尔兄弟会操纵着阿萨辛教派（Hashshashin）和爱塞尼教派（Essenism）。他们的最初使命是保证雅利安血统的纯洁。埃文就是其中一员，专门负责思想控制。他用这些词向安娜解释他的作用——建立和保证新大陆的基因链，使其人口成为雅利安人。

安娜还知道埃文•卡麦隆与鲁道夫•赫斯的一件趣事。埃文一提到赫斯就会非常高兴。安娜告诉我，他一面大笑，一面说“开始时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值得注意，因为根据历史，埃文从来不笑。众所周知，他的表情总是凝重如石，一副恐吓的样子。

据埃文所说，赫斯是兄弟会的高阶成员，地位甚至高于希特勒。1941年，赫斯离开希特勒德国，飞往苏格兰，为了会见某人，参加某种魔法仪式。它涉及时间旅行，照埃文所说似乎是成功的。控制团体雅利安行星马尔杜克（Mard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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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了火星共振轨道。这将使得时间跳跃发生。埃文谈了很多，但这一点还是神秘的。或许赫斯已经与克劳利见面了，但这一点纯属推测。我们只知道克劳利在阿斯顿森林作法，引诱赫斯来英国。

盟军打算送埃文•卡麦隆去纽伦堡鉴定赫斯是否神智清醒。据报道，艾伦•杜勒斯认为被关押的赫斯是假的。安娜并不了解全部细节，她得知埃文•卡麦隆未卜先知。赫斯必须被取代，但整个事件与时间有关。真正的赫斯已经被送往另一个时间，他们必须找一个类似赫斯的身体来顶替。

虽然这些说法近乎荒诞，但毕竟是我从与埃文•卡麦隆有亲密接触的内部人手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许多保守的来源，以及纽伦堡的批评家，都认为真正的鲁道夫•赫斯已经被替身所取代。

安娜认识许多关键人物，其中包括亚历山大•邓肯•卡麦隆爵士，《蒙淘克工程》称此人将纳粹偷渡到了美国。她和埃文在邓肯爵士的房子里见面，然后上了他的船。两个卡麦隆家族的人交换了信息，讨论了“公司”的事务，但安娜不是其中的一员。有一次，邓肯爵士去华盛顿特区拜访了他们。

安娜也表示，埃文•卡麦隆与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关系极深。她回忆与萨姆•吉安卡纳（Sam Giancana）和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爵士在玛莎（Martha）的葡萄园附近会面。她记不清鲍勃和杰克到底有没有参加，但肯尼迪家族的其他几个人都在场。乔•肯尼迪（Joe Kennedy）安静地坐着，看上去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埃文安排场面，来自不同节目的女人满足了男人的性欲。埃文拉皮条，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为丰富强大的倒错玄学。安娜扮演“女神克隆”。他对二人的伊南娜血统非常执著。从一出生起，她就注定属于埃文•卡麦隆，要为他生子。

安娜由于与埃文•卡麦隆的关系，精神受到了很大刺激。于是，她开始研究心理学，以便理解他的病理。她说他明显有同性恋恐惧症，然而自己也是潜在的同性恋。他喜欢打击年轻人和女人，借以取乐。埃文很清楚安娜恨他，但他反而很高兴，因为他知道没有人相信安娜说的话。他有许多学位和精神病学证书可以支持他搞一言堂。

安娜涉猎精神病学领域，对蒙淘克工程做了有趣的评注。她告诉我，我忽视了蒙淘克工程的某些秘密，但在电话上不好说。我们见过几次面以后，她才不再拘谨，畅所欲言。

蒙淘克工程失落的环节是多重人格。在许多项目中，控制者的意图是制造条件，产生多重人格错乱。她解释说，如果你折磨人，他们为了自我保护，就会分裂成不同的人格。一个人格或“人”对项目易感，可以被诱导做出特定举动。另一个人格通常极为愉快，一般会掩盖其他人格的痕迹。谋杀披头士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凶手马克•大卫•查普曼（Mark David Chapman）就是这样的例子。

研究多重人格分裂症，就会发现这些患者的智商高于平均水准，富于创造性，精神能力超强。人格分裂时，松果体被激活，真有通灵的效果。受到折磨时，人易于着魔，吸入外力。这些外力多半属于野兽或魔鬼。

一旦多重人格分裂，就可以收到下一步项目的成功，目前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受害者会依恋上其迫害者或控制者。媒体上的帕特•赫斯特(Patty Hearst)绑架案就是一例。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方法是反复的折磨和洗脑。埃文•卡麦隆就是用这个办法对付安娜的。

多重人格可以保护受害者免于进一步的精神错乱。但是，精神分裂使人可以被程序化。埃文•卡麦隆就是这样，在控制者的指令下像木偶一样行动。埃文•卡麦隆越过了凶手和不可杀人之间的底线。他一旦进入了黑暗一侧，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安娜对性爱魔法特别有兴趣，因为据说她是伊南娜转世。她有宗谱、占星图，也有能力配得上这个头衔。她大部分经历是和卡麦隆博士一起进行的。据她说，卡麦隆“谋杀”了她。特别是，他折磨她。为了使她灵魂出窍，他无所不为。灵魂出窍后，她经历了不可思议的体验。埃文对此很高兴，他喜欢权力，让安娜为他开路。

这些体验包括时间旅行实验。她曾经做过爱塞尼时代的叛逆占星家。这个团体寻找生育基督的女人，她是候选人之一。她也去过碎尸杀手杰克的时代，据她说，杰克是位高级官员。通过折磨实现时间旅行的技术是20世纪40年代的产物。显然，不能适用于每个人。

总的说来，安娜灵魂出窍时精神昂扬，既不会受伤也不能被控制。她在时间旅行中，卡麦隆不能监控，尽管他作了努力。他因为在另类时空无法控制她而大为恼怒。他的折磨达不到她。安娜有了对付折磨的免疫力，尽管她过去在埃文手中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在50岁左右开始显示了有意义的征象。像卡麦隆一样，她肺部有伤，可能是来自辐射。

她也知道其他人也参与了这个程序，她认识就会成为敌基督的那一位，他的眼神根本不属于人类。她在希特勒身上也看到了这种眼神，他也是这个程序的一部分。她与其他悲剧人物保持着联系，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为一本书而接受访谈。

1967年，埃文•卡麦隆死于阿德诺德克（Adirondacks）山峰，当时他正在和儿子一起远足。他的死是一个历史性的场面。据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卡麦隆其实是假死，他为外国情报机构工作，一直到他去世。

或许埃文•卡麦隆最可笑的一面体现在他与雷•哈巴德的关系上，此人是他最大的敌人。哈巴德厌恶精神病学，从不放过机会，批判它是有史以来最大最野蛮的侵犯人权的行径。他批评哈巴德时则说，他自己就有偏执狂，事业失败，精神错乱。你只要检查埃文•卡麦隆博士的档案，就会发现哈巴德的全套精确材料，至少在精神病学这一特定方面。

埃文•卡麦隆也是美国精神病学会、加拿大精神病学会和世界精神病学会的主席。他是如何升到这样有权有势的地位的？这就使得哈巴德的话变得非常可信了。他事实上是唯一一个严肃批评卡麦隆政策和做法的人。他们二人都出自魔法世家（卡麦隆和威尔逊），这使得情况更为有趣。卡麦隆显然代表控制者一方，哈巴德则是他们的对头。

这件趣事说明：控制者或邪恶力量为了控制卡麦隆和威尔逊的基因库而大张旗鼓。

图6.马尔杜克

以上是马尔杜克的图示，德国秘密会社用这个图像作为他们的徽章和标志。

这个异教神明在德国又叫马尔都克（Malduk）、米示拉茨（Mithras）、摩洛克（Moloch）或马洛克（Mal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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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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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伦主神。








4.卡麦隆家族谱系



雷•哈巴德和杰克•帕森斯、马乔丽•卡麦隆（Marjorie Cameron）参加巴巴隆工程时，所有的参加者都属于同一家系。我们已经知道，马乔丽和哈巴德的父亲出生时的原名就是威尔逊，来自卡麦隆家族。进一步的血缘研究说明，威尔逊和帕森斯都来自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家族。

所有这三个巴巴隆工程参加者都常被称为“魔法流”。正如《相会在昴宿星团：从内部看UFO》（Encounter in the Pleiades: An Inside Look at UFOs）的暗示，我通过哈巴德接受了魔法流。我和马乔丽•卡麦隆的同步会面完成了循环，也开启了我对蒙淘克现象的参与。如果我没有与卡麦隆会面，《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能否有续集就很成问题了。如果是这样，以后的故事情节就会大不相同。

如果有人追随我的蒙淘克经历，就会像本书暗示的那样，对我的生活产生外部影响。一开始，我只是涉足于巴巴隆工程的同步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理解了更多的工作原理。回顾自己的生活，其实我已经通过彻底的意识和启蒙唤醒了全部经验。正如旧谚语所说，“你寻找什么，就得到什么”，岂有他哉！我个人对进一步探索意识的兴趣引导我去接触蒙淘克，然后是卡麦隆亲族。卡麦隆和威尔逊家族是基因的窗口，通向外星异类的意识，通常是通过同步性原理。

在巴巴隆工程的潜在跨维活动中，基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每个单元中的DNA不仅包含了人体的蓝图，而且包含了全宇宙的整体意识和呈现。我们在蒙淘克传奇中得知，卡麦隆一族的基因在跨维必须的DNA生物计算机构造中非常醒目。鉴于外部资源影响了我的生命，威尔逊和卡麦隆的名字对我（以及你们许多人）很有影响，帕森斯和克劳利的名字也是这样的。外部资源试图取代信息通道。在游戏平台上，我个人的观察是，这个信息平台其实是探索我自己失落的知识和宇宙秘密的渠道。换句话说，威尔逊、卡麦隆等名字其实是魔法的残余部分。更重要的是，这办法被证明管用。

罗伯特•阿腾•威尔逊(Robert Anton Wilson)写过许多关于玄学的著作，描绘当到达意识的地平线时，就会遭遇同步性原理。你也可以说，一旦你了解了世界上有待于了解的一切，你就会进入时间及其悖论的世界。有个叫威尔逊的人解释了这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卡麦隆和威尔逊的名字与时间旅行惊人地同步。他们是通向不可思议和奇迹的门户。

当我意识到两个蒙淘克萨满来访我家时，我生活中的同步现象发生了。我（应他们的要求）不说出他们的名字，只称之为卡麦隆勋爵和夫人。尽管他们的名字不同，但他们都是卡麦隆家族谱上的人，同出一源。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没有结婚。

卡麦隆家族实践了回溯时间的传统。他们的祖先因为实践皮克特人（Picti）和德鲁伊教（Druid）的家族传统而被处决。卡麦隆勋爵和夫人虽然直接来自卡麦隆基因库，但对我过去的著作并不了解。这使得情况更复杂了。

第一次会面激发了我的兴趣。这次是和卡麦隆夫人会面。我注意到她金红色的头发和美丽的肌肤，不禁想到和她相貌相似的马乔丽•卡麦隆和雷•哈巴德的女儿狄安娜•哈巴德（Diana Hubbard）。这不可能弄错，我感到很震惊，由此意识到我熟练地认出了这一族的基因结构。

卡麦隆夫人解释说，她的家族是统一场的监护人，我同样感到震惊。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事，但现在发现同步性有了更深刻的解释。她说她的家族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升华性爱能量时，加快了节奏。当然，这指的是两极创造力，可以称为阴阳或其他随便什么你喜欢的词。卡麦隆夫人懊恼的是，她的家族不但不按过去的传统方式利用能量，而且还在不断用它较劲。

卡麦隆夫人的家谱可以追溯几千年，都是依靠口传。许多是标准的凯尔特传说和仪式，但她用独特和戏剧化的方式加以理解和重现。她非常聪明，仪式的一部分是用蓝色颜料涂抹身体，但我不能肯定她知道这个传统的来源。如果她知道，她也没有说出古代习俗背后的真相。本书后面会讨论为什么凯尔特人要用蓝色颜料。

她教导说，根据凯尔特传统，我们保存造物主意识的统一场的一部分。子宫被视为返回的交通工具。我们都将通过它回归，它能够保存我们的身份。像她这样的萨满是联系我们和神明的纽带。在这方面，神明指的是一种微妙的意识状态，经常被认为理所当然。萨满使人通神的最佳方法就是直接传输能量。此后，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声音和象征，其次是说书和讲座。卡麦隆夫人通过基因心灵感应线路收到了自己的萨满遗产。

她的故事和我已经了解的卡麦隆故事完全吻合，我不再感到惊奇。显然卡麦隆家族已经分化，有些好有些坏。卡麦隆夫人站在好的这一边，这让我大为感动。埃文•卡麦隆却站在相反的一边。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邪恶力量争夺卡麦隆基因库的斗争。

我遇见卡麦隆勋爵时，事务的同步性加速了。我发现他比卡麦隆夫人更有趣。他与阿斯特劳•克劳利的沃德过去有联系，现在却无法联系了。卡麦隆勋爵表示惊讶，因为我知道得这么多，却不是沃德成员。

他开始告诉我，他13岁初涉魔法，突然发现自己献祭了一头羊。卡麦隆勋爵很快告诉我，他不得不斗争，以便远离黑暗力量。这是他毕生唯一一次献祭动物。我问他怎么学会献祭的，他说自然而然，或者出于直觉。

“一定是卡麦隆基因在起作用。”我说。

“没错。”他笑道。

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告诉他，我通过母系有部分凯尔特血统，我妈妈小名就叫斯维尼（Sweeney）。几句话后，他以奇怪的表情看着我，问了我一个问题。

“这么说，你是斯维尼家的人，是吗？”

“就是。”我说。

卡麦隆勋爵举出一个女人，与卡麦隆、斯维尼两家都有亲戚关系。他说，这两家人至少四代联姻。事实上，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经营耶鲁大学。这太惊人了。

通过卡麦隆的名字与我的外部资源相联系，让我得知，我与卡麦隆氏族有基因上的联系，信息很清楚，一言以蔽之，在神秘之上增加了惊奇。本书后面的部分不会那么个人化，但这一信息以后还会起有趣的作用。
























5.肯尼迪家族



正如安娜在第三章所说，卡麦隆与蛇兄弟会的联系使得氏族与纳粹德国产生了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卡麦隆氏族不是唯一有这种联系的凯尔特氏族。本书前面，我提到了卡麦隆和肯尼迪两家有某种关系。参考三K党的建立和埃文•卡麦隆与约瑟夫•肯尼迪的联系。两人都是凯尔特的后裔，但肯尼迪家族与蒙淘克还有更多的故事。

我第一次从普雷斯顿口中听到蒙淘克的故事时，在决定与他合作前，我还提到过另一个朋友参与了蒙淘克工程。她就是克劳德蒂（Claudette），职业作家，在几大出版社当编辑。我们都在广告市场领域工作，所以相互认识。我们经常见面，讨论不同的话题。我告诉她蒙淘克的故事，觉得她是写这本书的最佳人选。她工作中与许多科学作家共事，告诉过我他们的伤心事和遇到的陷阱。大多数情况下，出版社除了营销书籍外，不会为他们做太多的事。

克劳德蒂说蒙淘克故事过于怪异，她不想参与。虽然她曾经见过UFO从百慕大三角区的水中出现，这个故事还是不适合她。在我的生命中，她的表现证明是同步性的装饰。尽管她自己不想写《蒙淘克工程》，她最后还是教给了我写作的某些关键门道。她也有不寻常的故事，且与我的故事有关。

克劳德蒂在20世纪50年代被一个德国科学家强奸怀孕。她解释说，当时的未婚母亲受到严重歧视。克劳德蒂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压力，最后她决定索性嫁给他算了。她就这么做了。他不仅是德国移民，而且与纳粹有密切联系。她说她公公听到希特勒的死讯后就自杀了。

克劳德蒂还说，他们在蒙淘克有一条船，他们经常出去游历。她丈夫驾船靠岸后，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也不告诉她。克劳德蒂知道他是重要的科学家，登月飞船模型的作者之一。一天，他把模型放在家庭汽车里，驱车前往华盛顿附近的特定地点。在这里，他又一次消失了。只是这一次他进入了“乌有乡中”的升降机。虽然没有发生意外，她还是对安全措施的缺乏感到震惊。

她讲的最奇怪的故事是德国人对已故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Kennedy）的做法。她说肯尼迪当总检察长时，有时拜访他们在王后区的家，总是坐着豪华轿车。罗伯特进去，司机就在外面等。她丈夫说，这些拜访的经历不外乎就是从冰箱中取出LSD糖块
 1
 ，然后两人一起享用，同入幻境
 2
 。有时两人一起出发，有时会在房子周围溜达。我对此大为震惊，但克劳德蒂坚持说事实正是如此。这些体验让她深受伤害。克劳德蒂说她恨罗伯特•肯尼迪，因为每次他一来，她丈夫就会变得残酷暴虐，很可能是LSD的作用。

肯尼迪还有其他与纳粹或蒙淘克有关的趣闻轶事，这非常奇怪。有个认识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的人说他是双性恋者。我也听说他母亲不敢送他去预备学校，怕他的同性恋倾向得以发挥。肯尼迪最近的婚姻导致人们对这一类说法持怀疑态度，但是媒体报道说明前面还有更严重的困难。虽然有个肯尼迪小时候的朋友告诉我，肯尼迪新夫人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爱尔兰人，媒体报道却说她不愉快，以至于逃回了“德国老家”。据报道，她要成为肯尼迪家的女人，必须适应肯尼迪家的规矩，这不是件轻松的事。

约翰•肯尼迪是不是双性恋者，他的杂志《乔治》（George）给了我们许多惊讶的证据。无论他是不是有意的，乔治这个名字就是男同性恋彼此的称呼。这个用法源于80年代波普歌星乔治男孩（Boy George）。照我看来，杂志《乔治》显示了这十年美国的形象，也向公众传达了可观的性信号。如果这些还不够，我还知道，约翰•肯尼迪经常到阿玛刚赛特度夏，离蒙淘克点近在咫尺。

肯尼迪与新娘结婚的岛唤起了我们最大的好奇心。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岛，既安全又秘密。我从书上知道，那里曾经是布鲁诺•豪普曼（Bruno Hauptmann）的家，他就是绑架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之子而被电刑的德国人
 3
 。林德伯格曾经是肯尼迪的盟友。他和约瑟夫•肯尼迪都致力于不让美国参加到欧洲的战争中。

阿诺德•施瓦茨尼格尔（Arnold Schwarzenegger）是雅利安血统的海报男孩，也与肯尼迪家族联过姻。他是《全面回忆》（Total Recall）的明星，以蒙淘克椅类似设备为主题。他可怕的明星范儿轰动了美国。

肯尼迪与动画业还有一段奇怪的关系。乔爸爸负责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电影，是RCA分公司的合伙人，这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事，与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化名图博（Turbo）在RCA工作的时间恰好一样。这样一来，肯尼迪就处在掌握有声电影业和潜在的下意识起点的位置。肯尼迪发财后卖掉了电影股份。至于他卖给了谁，有没有保留公司控股，我就没有追查了。

我对肯尼迪家族的基本看法是，他们历史上有许多疑点还有待于历史学家适当地调查澄清。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他们的亲族、同步性和他们与纳粹的关系。

二战前，约瑟夫•肯尼迪因为亲德立场而臭名昭著。二战期间，他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前往圣詹姆斯宫廷（St_James's Palace）。根据犹太电影作家本•赫茨（Ben Hecht）的说法，肯尼迪在好莱坞会见了五十个主要的犹太电影制片人，告诉他们不要公开反对希特勒，也不要拍反对轴心国独裁者的电影。他说这样会影响人们打败轴心国的信心，让人们感到这是一场“犹太人的战争”。肯尼迪的瓜葛变得更深了。

1939年，肯尼迪同意飞往巴黎，与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元帅的左膀右臂赫尔姆斯•沃尔霍茨特（Helmuth Wohlthat）举行峰会，讨论美国以黄金借贷给希特勒的问题。这次会面是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詹姆斯•D.莫尼（James D.Mooney）的指示下进行的。莫尼因为有功于第三帝国而获得希特勒的勋章。罗斯福总统禁止了肯尼迪与沃尔霍茨特的会面。肯尼迪不肯罢休，安排沃尔霍茨特前往伦敦。1939年5月9日，两人在贝克莱旅馆会面。据报道，他们在一切问题上都已经达成了一致。罗斯福被激怒了。英国情报机构MI5开始调查肯尼迪，怀疑他与英国的敌人勾结。

几个月后，肯尼迪采取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可疑的行为——任命纳粹同情者泰勒•肯特(Tyler Kent)为伦敦大使馆密码员。肯特掌握了最机密的电报，包括丘吉尔和肯尼迪与罗斯福的来往电报。

泰勒•肯特出生于外交世家，在海外长大。他受过良好教育，会讲几国语言。他在威廉•C•布利特（William C.Bullitt）任驻苏联大使大使时，肯特作为他的手下驻扎莫斯科，从所接触的外交文件判断，罗斯福会用违反宪法的手段将美国拖入对德战争。据信，肯尼迪自己反对战争，因为他在德国有大量投资。

一天下午，苏格兰场（New Scotland Yard，又称Scotland Yard、The Yard）带着搜查证进入肯特的房间，发现了一批电报和官方通讯。根据保密法，肯特立刻被捕送交给了肯尼迪大使。两人私下交流了十几分钟。历史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说了什么，因为这次会面有不同版本。肯特坚持他的目的是让美国人民认清总统的两面派本质，肯尼迪对整个事件大为恼火。据信，肯特把消息传给了他加入的情报网“联系”。

作为美国大使馆人员，肯特享有外交特权不受英国法律的管制。一般的办法是送他回美国，按美国法律诉前叛国。但是这会给肯尼迪和罗斯福带来极大的麻烦。说辞是罗斯福阴谋把美国拖入对德战争之中。肯尼迪也有他见不得人的秘密，只有在白宫许可后才能为肯特取得外交豁免。这宗公案是现代外交史上破天荒的事件。肯特被起诉，判处了七年的徒刑，在怀特岛（Isle of Wight）监狱服刑。泰勒•肯特实际上拿的文件还封存在纽约海德公园（Hyde Park）的罗斯福图书馆。有朝一日，文件得见天日，整个事件才会真相大白。

肯尼迪家族的名誉虽然可疑，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并非本质上邪恶。所有家族都有自己的问题。他们的生活呼吸和我们一样。卡麦隆夫人有力地向我介绍了祖先业报的理论，一个特定家族的业报独立于家族的各个成员。在肯尼迪的例子中，泰勒•肯特案件特别值得注意。

肯特的母亲被儿子的遭遇激怒了。她知道外交规则，给肯尼迪写了无数的信件，肯尼迪一封也没有看。最后，他们有一天在华盛顿旅馆狭路相逢。她直接追问，肯尼迪有礼貌地说他爱莫能助。结束谈话时，他不寻常地说，“报应可能落到我的一个儿子身上。”

肯尼迪家族虽然有黑暗的一面，但是还是有某些人性的痕迹。战争开始后，美国人开始担心他们的英国亲戚，电报倾泻到伦敦大使馆。大使馆没有足够的钱，约瑟夫•肯尼迪自掏腰包回电。这在他的庞大财产中不过九牛一毛，但他也不是非出钱不可。你如果多读史书，就会发现更多关于肯尼迪人性一面的故事。

我的初衷是理清这个著名家族与德国人和玄学的关系。这始于许多年以前，我收到一页苏格兰族谱的复件，上面显示了肯尼迪家族是卡麦隆家族的血亲！族谱说两家都起源于苏格兰巫师岛——斯凯岛（Skye）。或许卡麦隆的卡米洛特（Camelot）神话就是真正的魔法，而并不是媒体的幻觉。大家都知道，肯尼迪获得总统提名全靠妇女的选票。也有些人对选举肯尼迪感到狂怒。因为这是魔法。

这部族谱确定肯尼迪的名字意味着“丑陋的头”，带来了更多的纠葛。这不是说肯尼迪貌丑。大多数著名人物至少相当好看或有魅力。通常用“克里斯玛（charisma）”6一词来描绘他们。严肃的玄学研究者很容易认出“丑陋的头”不是指外表，而是指双性神巴弗梅特(Baphomet)：羊头、女胸、偶蹄。圣殿骑士在宗教裁判的拷打下招认，他们崇拜的神就是巴弗梅特。阿斯特劳•克劳利任沃德外部首脑时自称巴弗梅特。巴弗梅特的身份是一个家族所能指望的最强大的玄学联系。

“13日星期五”的迷信始于雅克•德•莫莱（Jacque de Molay），他的圣殿骑士团就在这一天被法王美男子菲利普（Philippe）逮捕。他们受到的指控就是崇拜或供奉巴弗梅特。菲利普很快就去世了，显然是因为受到雅克•德•莫莱的诅咒，但是宗教裁判所将圣殿骑士团从欧洲主流社会中清洗了出去。此后，圣殿骑士团分为两支，一支继承其传统，从法国迁往苏格兰，最后迁往了美国；另一支迁往德国，建立了基地，最后激发出秘密社团，产生了希特勒。

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肯尼迪最著名的讲话“我是柏林人”极有象征意义，他重申凯尔特人与德国人自古以来的种族纽带。可笑的是，德国入侵波兰以前，肯尼迪就在柏林，据说是为他父亲监工。

图7.巴弗梅特

上面是女神伊兹塔尔（Ishtar）在穹顶下的条顿（teuton）徽章。一男一女两个头代表人类本性的两极。6意指神授的能力，是追随者用来形容诸如摩西（Moses）、耶稣（Jesus）之类具有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的用语。














1
 　一种致幻剂。



2
 　罗伯特•肯尼迪涉足吸毒，给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之死的争议提供了新思路。她的死可能是埃文•卡麦隆手下特工或同谋的杰作。据信，她讨论过约翰•肯尼迪总统公布UFO信息的想法。她的死亡之谜尚未尘埃落定，有待于从玄学角度探讨。



3
 　许多历史学家相信，布鲁诺•豪普曼未必是绑架林德伯格之子的真凶。诺曼•施瓦茨科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的父亲是主管调查的执法官员，调查是近视而偏私的。黑幕重重，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6.条顿遗产



回顾《重访蒙淘克：同步性探险》，马乔丽•卡麦隆告诉我，卡麦隆家族是出于冈恩氏族（Gunn clan），冈恩氏族源于斯堪的纳维亚（Skandinavia）主神奥丁（Odin）。由此，肯尼迪家族和卡麦隆家族有共同的诺迪克（Nordic）
 1
 遗产，这不足为奇。根据不少学者的意见，卡麦隆一词是源于“卡姆–斯隆”（Cam-shron），意思是“歪鼻子”或“斜鼻子”，这种解释大概不对，部落神话认为高鼻子才是纯正的标志，“斜（克鲁克，Crooked）山”也是误用，本来是旧凯尔特语中的“克姆–布鲁”。

15世纪，苏格兰语作“克兰卡麦隆”，这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发音可以翻译为“克兰–卡麦隆”或“克兰–卡麦–隆”，字面意义是秘密象形家族。卡麦是指密室，照相机一词就源于此。象形是指古代北方条顿族的神秘象形文字。我把这个源流告诉了卡麦隆夫人，她并不反对，只是告诉我说根据她的家族传说，“卡麦隆”是源于“阿赫鲁姆”（ahmroun）。关于这方面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先考虑象形文字这方面。

希特勒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以关心玄学，特别是象形文字和条顿传说而闻名。1939年，希姆莱在威斯勒博格（Wewelsburg）附近的巴登堡（Paderborn）发现了一座荒芜的古堡。古堡结构雄伟，激起了希姆莱很大的兴趣，重建后用作了党卫军圣庙。古堡设计模仿了圆桌骑士（Knights of the Round），下面是圣地密室，里面是黑色的大理石祭坛，上面嵌入了两个象征党卫军的银质符号。据说，大理石祭坛是用来放置圣杯的，或者是圣杯的复制品。在古堡中，希姆莱的骑士们演习着荣誉伦理、神血、玄秘生物学以及诺斯替教（Gnosticism）和二元论主题。

在希姆莱的威斯勒博格古堡的不远处就是埃克塞特斯泰因（Externsteine），这是一处不寻常的巨岩，是异教徒和早期基督徒的圣地，那里布满了蜂窝状的洞穴秘道。根据本地传说，二战时洞穴里藏有财宝。

希姆莱选择埃克塞特斯泰因作为他的神圣堡垒，并非偶然。这片土地是古代条顿文化的圣地，接受全欧洲的朝圣者，也包括凯尔特人。据说，许多古代诺迪克和德国神话都发生在这里。历史学家对埃克塞特斯泰因一带而过，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埃克塞特斯泰因与巨石阵形成了苍白的对照，都被视为过去的种族崇拜中心。早期的驯鹿猎人以此为圣殿。8世纪，埃克塞特斯泰因仍然是异教崇拜中心。崇拜仪式集中于生命之树伊曼苏尔（Irmensul）。这棵树曾经真实存在过，但已被基督徒砍倒了。他们为了纪念此事，就在岩石上刻下了事情的经过，内容是尼科美迪斯（Nicodemus）从十字架上取下耶稣的圣体时，是用这棵树作为工具的。换句话说，相对于基督，这棵树被矮化了，且仅仅是基督徒杰作的铺垫。

埃克塞特斯泰因巨石如此巨大，完全可以在上面盖一座礼拜堂。1623年，冯•贝宁森（von Bennigsen）注意到礼拜堂有一扇圆形窗户，形成了观月点。月在北端时，可以从对面墙上看到。夏至日，夏季的阳光也可以从窗中射入。

1920年，德国学者威廉•塔德（Wilhelm Teudt）破解了其中奥秘，认为这里是古代占星术的观测台。他力图唤醒德国人的精神，使他们回忆起祖先的文化。塔德以前，一般认为这里仅仅是基督教礼拜堂，他提出了无可置疑的证据，说明这里是古代精密观象台，与德国其他的圣地都有联系。学术界并不欢迎他，但纳粹注意到他的著作，赞赏他恢复古代习俗的努力。海因里希•希姆莱就是他的崇拜者。

有些学者不相信塔德，因为他的语言太过火。他只想显示由于古代遗产的原因，德国种族在各方面都是优等人。遗产包括：金字塔是古代德国人文化的成果。塔德与纳粹的关系使得现代学者很难有心挖掘他著作的学术价值。有趣的是，他的观点恰好与英国学者阿尔伯特•沃特金斯（Albert Watkins）相同，后者独立地得出了同一结论，只是没有夸张的种族言论。沃特金斯没有亲雅利安的倾向，但他的著作也被尘封了。

战后，埃克塞特斯泰因巨石给当局出了难题。由于它复杂的迷宫和历史，颇为吸引游客。但是它与纳粹有关，必须去纳粹化，于是，这个去纳粹化过程，称为“自然和文化运动”，使得埃克塞特斯泰因巨石失去了许多神秘性。许多神话从导游手册上删去了。

古代德国人或雅利安人建立大金字塔的想法对于多数学者和正常的“好人”来说都很荒谬，与我们大多数人所受的教育格格不入。然而，滑稽的是，查对词源，条顿是源于塔户特（teuta），与埃及诸神的书记塔户提（Tahuti）非常相似。塔户提在希腊被称为托斯（Thoth）。在埃及神话和历史中，塔户提是大金字塔的建筑师。至少，是他安排或激发了大金字塔的建筑。德国学者塔德的名字会让你惊讶到底是谁激发了他的著作。纳粹事实上曾经任用塔德在埃克塞特斯泰因文化中心任职，由于党卫军追求短期的政治利益，他的影响被抵消了。

条顿人的丰富遗产在他们的古代象形文字中清晰可见，通常被称为龙尼文字（runes）。许多著作为这些象征和占卜技术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无论你用哪一个版本，有关的知识都是神秘难解的。根据诺迪克传说，龙尼文字是众神之王奥丁的赐予。奥丁用一只眼睛换了这些智慧。艺术徽章上的奥丁就被画成少了一只眼睛。

以上遗产显示出与埃及的关系。象形文字指的是埃及的神圣文字或秘密算法，龙尼的意思是秘密。在埃及万神殿（Pantheon）中，塔户提是书写智慧的保管者，是知识之神和神的书记。他也是贺鲁斯之眼（Eye of Horus）的外科医生。这样，他的地位与奥丁并不矛盾。自然地，奥丁用眼睛换智慧，象征第三只眼。奥丁寻求贺鲁斯之眼的知识，塔户提是贺鲁斯之眼的外科医生。秘密知识使得奥丁凌驾于其余诸神之上，象征创世生成网格的统治地位。奥丁随后将龙尼文字的知识分发给了人类，以便让他们保持对原始力量的控制。

卡麦隆氏族源于奥丁，这暗示他们的遗产与这些龙尼文字的关系密切。当我们认识到邓肯•卡麦隆爵士、埃文•卡麦隆对纳粹的影响时，他们的动机其实寓于更深的基因遗产，而非任何政治或战争机器所能吸引。

大众文学很少提及龙尼文字构成精确的几何角度与关系。《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介绍了这些几何图形与关系，研究正八面体角度之间的关系、共振频率和硬物理科学全波谱，我们从中可以学到许多。追踪下去，可以进一步解释同出一源的龙尼文字与麦田怪圈。尽管这些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魔法和科学最高最纯的追求莫过于此。

我追踪的角度显示，古代条顿传说不是像历史中经常表现的那样：一群狂暴好战的维京人（Viking）从一处征服到另一处。我们的文化只熟悉维金文化狂暴的一面，他们也有龙尼文字保存的真正知识的丰富遗产。

维京人也有深刻的萨满文化实践。他们戴上有角的头盔，象征野兽精神。好战一词本义为“穿熊皮”。仪式上也穿狼皮，参加者变形为动物。实际上发生的变形不是根据任何“可信”的文献，而是根据形态学的生物变形论。有证据说明纳粹相信萨满变形。形态学的基础是几何变形归于单纯集中和相对稳定的图形。变形更为感性的特征就是狼人这样的物种。希特勒喜欢他的昵称“狼”（阿道夫意思就是“高贵的狼”），他在巴伐利亚（Freistaat Bayern）的庇护所叫“狼穴”。他的班底称之为“曼陀（Manitou）”，意思是变形者。二战中的纳粹高级军官奥托•斯科泽尼（Otto Skorzeny），选择狼人作为特种部队的名字。他们是凌驾众生——包括党卫军——之上的精英。

希特勒及其所有密友都有精神病症状。最后，在混乱的事实上，分析并不能增加什么。只能说纳粹是狂人，但这解释不了什么。似乎他们都追随通向纽伦堡的潮流，特别尊重迷恋玄学传说，扰乱了纳粹政权的真正支柱。

关于纳粹与玄学，已经有一些著作了。许多读起来很好，但没有认真对待条顿人民的神圣方面，很容易就嘲笑他们，用对第四帝国的恐惧去淹没他们。条顿人和地球上其他原住民一样，有其固有遗产，而且隐藏极深，外人难以理解。德国人和凯尔特人感受到了自己血缘的神圣性。事实上，血这个词就是来自神圣。

二战末以来，一个稳定的联盟不断诋毁条顿人遗产。例如，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写了几部这方面的滑稽剧。在二战中醒来，面对无数暴行，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理解今天仍然和我们在一起的纳粹，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团结德国人民反对其假想敌的力量。希特勒利用这些力量，把自己送上了高位。他夺权的方式可以被批判，因为残杀和毒药就是他的手段。但是这些做法在世界历史中并不新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当地历史的镜像中理解希特勒和德国人的关系。古代条顿的国王和伯爵们总是能获得陶醉于胜利中的忠诚武士的支持。这种关系创造的个人忠诚是强有力的。事实上，德国和诺迪克文学中的基本主题，就是英雄式地战死在他的爵爷身边。德国人对元首肝脑涂地的效忠，只不过是在追随其条顿异教的祖先而已。希特勒得势以前，这些感情被压抑了几百年，他仅仅是释放了其中的负面因素。

依靠牧师统治，压制异教精神得以成功。今天仍然如此。我们必须理解德国人性格的构造，不要想推翻它或假装它不存在。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点，或者否定异教徒表达真实信仰的权利，我们就会收获火十字架、新纳粹之类的东西。武士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地位不高。结果，我们打官司的本领史无前例。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好斗或打内战，但是能量应该适当地加以组织，就可以升华到更高的层次。

我提出这个观点，是为了让你们对条顿人民的遗产有些同情。在这方面，他们的原始信仰和美洲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土著的信仰一样神圣。卡麦隆夫人告诉我，她的祖先经常以性能量作斗争，经常屈服于黑暗的一面。这些性能量是异教能量，不论我们是基督徒、佛教徒或是伊斯兰教徒，这些能量都是我们原型的一部分。这些能量的误用就是蒙淘克遗产，实验就是误用神圣原则的征兆。

祖先业报在整个方程式中也很重要。过去的祖先仍然活在今天的氏族中。业报必须洗净。这不仅适用于读者，也适用于世界上其他的大家族。这不仅是卡麦隆和肯尼迪家族的事。无论幸或不幸，我们都不得不依靠世界上的大家族做他们的分内事。

可惜的是，不可理喻地执迷于血缘，不仅引起了蒙淘克的恐怖，也导致了埃文•卡麦隆的失败实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血缘。



1
 　诺迪克为北欧公司。斯堪的纳维亚主神奥丁是北欧的，以此说明一种同步性关系。












7.奥兰治家族



公元1000年结束时，不仅中世纪和圣殿骑士团处于极盛时期，北欧人也已经在北美登陆。莱夫埃里克森格陵兰（Leif Erickson Greenland）殖民团体的成员瑟瓦尔德（Thorwald）第一个登陆了长岛。佩恩《美洲史》（History of America）82页报道瑟瓦尔德发现了“横跨东西的大岛，只能是长岛”。我们不知道瑟瓦尔德是否到达了蒙淘克，是否与土著接触，是否在圣地留下了龙尼文字。这些想法看来离题太远，但是史密斯门户（Smithsoniangate）可以导致不下数年的误解。“史密斯门户”指的是隐藏历史遗产，这些遗产暴露了历史真相，超乎学校和电视灌输的历史。我们得不到有些历史真相，只能在漏洞之间寻找。

在我开始研究殖民长岛最重要的欧洲人列昂•加德纳（Lion Gardiner）时，雅利安人与长岛的关系出现了新的难题。加德纳选择蒙淘克作他的新家，这令人奇怪。《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里提到过，加德纳是怀亚丹茨（Wyandanch）酋长的朋友，“取得”了大片蒙淘克土地。由于土著不相信人可以“拥有”土地，从“印第安赠予”开始，双方就产生了误解。

历史记录认为，列昂•加德纳是印第安人的朋友，是一个英俊、公正、仁慈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操纵者，他肯定比当时任何法官或领袖更为宽大、会得到更多同情。

列昂•加德纳死于1663年。两百年后，他的坟墓被挖开，迁往更为体面的新坟。富于讽刺意味和同步性的是，两个掘墓人都叫法老！他们是蒙淘克王室部落的后裔，列昂•加德纳的骸骨完整无损。事实上，他那六英尺二英寸的体格、显眼的红发仍然明显。他的后裔为了给他面子，造了一座新坟，他被画成了全副武装的骑士。对于17世纪的死者，这种外表极不寻常。中世纪骑士早已不存在了。在他死后两百年再授予荣誉，暴露了一个秘密。以骑士荣誉下葬，说明一个人服务于最高的原因：保护王室血统。这可能相当于保护或托管圣杯。某些玄学传说也显示，红发是查理曼（Charlemagne）后裔的标志，后者来自基督宗族。某些人也认为红发与巫术有关。

对列昂•加德纳及其关系人的调查，显示了更为惊人的信息。他是参加英国军队的荷兰人，是尼德兰（Netherlands）奥兰治（Orange）家族的亲戚。初看起来，荷兰人参加英国军队，最后成为了长岛要人，似乎很奇怪。好像国家和关系全都错乱了。详细研究一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一开始，没有什么荷兰。尼德兰只是法德居民的总和。德国人称他们的省份为纳骚（Nas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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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人称他们的省份为奥兰治。欧洲第一强国西班牙统治了几年后，德国诸侯威廉一世（WilliamⅠ）继承了大片尼德兰土地，帮助尼德兰人抗击天主教西班牙。他主持了清教徒叛乱，最后建立了强大的王朝。此后，这个王朝就叫奥兰治–纳骚王朝，简称奥兰治王朝。蒙淘克第一个著名的欧洲居民列昂•加德纳就是奥兰治家族的人。了解了这些，就可以填满空白了。从以上信息看，很难相信奥兰治家族不知道蒙淘克神圣能量点。

奥兰治家族热衷于扩张势力。他们通过荷兰政府，安排王室对外殖民。威廉•布鲁莱（William Bramley）在《伊甸园诸神》（The Gods of Eden）中，把德国对奥兰治家族地的秘密影响和他称为蛇兄弟会的组织联系起来，这是安娜通过埃文•卡麦隆提到的同一个组织。布鲁莱解释了欧洲君主制是如何追溯至古代苏美尔诸神的。苏美尔记录显示，人类第一代君主出自“托管统治者”与人类女性的交配。王族血缘也自此开始。诸神是蓝血蓝肤的物种，蓝血概念
 2
 源于此。

对大街上的普通人来说，蓝血概念荒谬绝伦。但是，仅仅因为历史上许多流血战争为此而生，这个概念就必须严肃对待了。《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解释了RH阴性血没有猿猴基因，RH阴性代表着人类的原型。有时称为亚当•卡德曼（Adam Kadmon）或智人原型。在本书中，这一偏见对我们的研究很重要，以后还会进行深入的处理。这里先谈奥兰治家族，他们是蓝血。

根据威廉•布鲁莱的调查，几个德国王族急于联姻海外，扩展势力，建立帝国，因而臭名昭著。在这方面，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The House of Stuart），他们好不容易复辟，又被奥兰治家族推翻了。奥兰治家族通过威廉和玛丽（Mary）的联姻，控制了男性一方的王权。威廉其实是威廉•奥兰治三世，玛丽其实是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的女儿。在这次兄弟会的权谋联姻后，奥兰治家族统治了尼德兰、英国和已有的德国领地。威廉•奥兰治三世死后，妹妹安妮（Anne）继位，随后，通过预先安排的惊人一幕，德国汉诺威（Hannover）的姻亲继承了安妮。汉诺威诸王以温莎堡（Windsor Castle）得名，号称温莎王朝，就是今天的英国王室。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帝国一直把温莎王朝视为篡位者，至今还如此。全世界见证了奥兰治家族在爱尔兰北部的胡作非为。据说，爱尔兰原来的神父与德鲁伊教有联系，保存了基督教的原始形式，这是爱尔兰战争的秘传内幕，当然，比日常的形式更为复杂。事实上，双方都在播撒智慧之花
 3
 。

我们得知，奥兰治家族与横笛店主的儿子理查德•卡麦隆（Richard Cameron）有纠葛。理查德当校长时，皈依为极端的加尔文教徒（Calvinists），在宗教迫害时期加入了加尔文教徒流亡荷兰的团体。他和他的追随者回到苏格兰后，理查德在一场伏击战中丧生。在威廉•奥兰治的支持下，加尔文教于1698年获胜。他们没有忘记卡麦隆，建立了精英军团卡麦隆团，一直延续至今。

显然，卡麦隆不仅在奥兰治家族的事业中，也在反对斯图亚特家族的党派中大显身手。斯图亚特家族的党派力图复辟。这种暗中影响人类事务的类型，在我读过的帕森斯宗谱中表现得很清楚。据说，帕森斯家族为自己的遗产感到自豪，但宁愿选择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幕后工作，也不愿出任高级职务。他们觉得别人和别的家族更加适合出任高级职务，而帕森斯家族最好在幕后造福人类。

卡麦隆家族在双方都有影响，奥兰治家族也是他们的工具。列昂•加德纳移民长岛，暴露了自己保存的更多秘密。







1
 　长岛主要的郡也叫纳骚，长岛的郡有：国王郡（King County，完全由布鲁克林自治市组成）、王后郡（Queens County）、纳骚郡、苏福克郡，后者包括蒙淘克。



2
 　意味着高贵。



3
 　奥兰治家族更有趣的政治方面及其亲族，参见威廉•布鲁莱《伊甸园诸神》。
















8.列昂•加德纳与女巫



长岛有文献记载的第一起和唯一一起女巫审判时，他在蒙淘克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就显得更为古怪了。事件开始于1658年，一个名叫塞缪尔•帕森斯（Samuel Parsons）的年轻人拜访他朋友阿瑟•豪威尔（Arthur Howell）的家。豪威尔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是列昂•加德纳的女儿。伊丽莎白病了，在发烧。她给新生婴儿喂完奶后，就把孩子递给了帕森斯，开始唱赞美诗。突然，她全身抽搐，用完全不同的声音叫道：“巫婆！巫婆！因为我说了几句反对你的话，你就来折磨我！早上你就会求饶的……”

她发作后，据说帕森斯大呼：“上帝怜悯她。我会一切都好的。但愿她没有着魔。”

列昂•加德纳被叫到现场看她女儿古怪的发作。他就住在一条街外，很快就到了。伊丽莎白仍然在折腾。

“巫婆！巫婆！”她又说。

列昂•加德纳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说床脚有个黑东西。她接着问她病重的母亲。加德纳告诉她，她母亲贝蒂（Betty）发烧了。伊丽莎白听到这个消息，就叮嘱父亲别告诉母亲她着魔的事。加德纳的妻子不顾自己的健康，在邻居的搀扶下慢慢来到了伊丽莎白床边。

“噢，妈妈，我着魔了。”伊丽莎白叫道。

加德纳太太不相信着魔，坚持说伊丽莎白一定是睡着了或在做梦。但女儿坚持说自己既没有睡着又没有做梦，确实是着魔了。加德纳太太追问时，她说她看到列昂•加德纳的仆人古蒂•加里克（Goody Garlick）在她的床脚，另一角有古蒂的黑东西。加德纳太太要她安静，因为她自己身体不好，必须回到床上去了。

随着社区里别的妇女来看望伊丽莎白，麻烦越来越多了。伊丽莎白随后声称古蒂是个有两条舌头的女人，不仅用针扎她，折磨她，还把黑东西带到她的床脚。随后，伊丽莎白就开始打嗝，喘不过气，撕扯胸口。用餐刀撬开她的嘴，但是什么都灌不进去。随后，伊丽莎白咳嗽了一阵，一根针从她嘴里掉到了床上。

那天晚上，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留下来陪护伊丽莎白。他们惊讶地听到一系列闹鬼的声音。第二天晚上，伊丽莎白•加德纳•豪威尔就去世了。临死时，人们听到她叫道：“妈妈……加里克……两条舌头……丑东西……针。”随后她就昏迷不醒，慢慢挣扎而死。

这次事件让村民们恐惧猜疑。他们调查了古蒂•加里克，她的名字也叫伊丽莎白。本地一直有流言说她是巫婆。她善于分发药草，列昂•加德纳一度雇用她用反魔法治疗他生病的家畜。古蒂•加里克不仅有黑猫，而且还是奶妈，许多孩子吃了她的奶都遭遇了不幸。

大多数证据将古蒂•加里克与巫术联系了起来，审判举行了。虽然证据确凿，古蒂•加里克还是得以从轻发落。她的丈夫约书亚•加里克（Joshua Garlick）竭力为她辩护，令人惊讶的是，苦主列昂•加德纳也帮了她一手。

我们不清楚列昂•加德纳保护这个女人的动机，她一度为列昂工作，还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史书说列昂•加德纳天性仁慈，超越于普通人的激情与残暴之上。他是个高贵的人，但我们好奇他保护这个女人免遭控告，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我知道的巫术案件，没有一个像这一次这样证据确凿的。那个时代有几百万的巫婆被烧死，她们除了奉行自己的宗教外什么也没有做。古蒂•加里克案件似乎开了一个先例，长岛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巫术案件了。这似乎是长岛至今还存在黑色巫术时代的先声。

当我们考虑到四年前的案件时，对这些时代的性质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以下文字引自市镇档案：





达尼尔•费尔菲尔德（Daniel Fairfield）、约书亚•加里克的仆人，福克•戴维斯（Fulke Davis），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和小约翰•韩德（John Hand,Jr.）被带到三个镇民——约翰•姆菲尔德（John Mulford）、托马斯•巴克（Thomas Baker）、约翰•韩德（John Hand）——面前，被控手淫。进一步调查，咨询了他们的邻居塞•布鲁克（Say Brook）后，产生了严重的争论。镇民们不能肯定他们的罪行足够处决或断肢，就判决福克•戴维斯戴枷示众，受肉刑。达尼尔•费尔菲尔德和约翰•戴维斯则应该在三个镇民面前公开受鞭刑。





这是一幅惊人而真实的图景，这说明了这些人对性爱能量的恐惧与迷信。显然，社区戒律森严，本地“思想警察”时刻都准备着干预。社区如此压抑，卷入性爱魔法可能远比在今天的社会造成更多冲击。列昂•加德纳看来没有受到“思想警察”的影响或恐吓。他虽然站在清教徒一边战斗，却似乎超越其上。显然，列昂•加德纳的教养与众不同。

列昂•加德纳的子孙在他父亲的荣名之下，生活并不容易。列昂警告妻子玛丽要当心儿子大卫（David）。大卫有愚蠢和放荡的名声，与蒙淘克印第安人生下了无数私生子，甚至会说他们的语言。根据约翰•加德纳的玄孙约翰•列昂（John Lyon）的说法，他去印第安人的棚屋吃鲜鱼，喜欢上了老酋长的年轻女人。他自称“约翰勋爵”，“认为如果他不与王室的女人睡觉……他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贵族”。这说明约翰•加德纳对王室血统所知甚多，特别是蒙淘克土著的王室血统
 1
 。

结论是，我们不知道列昂•加德纳加入的秘密会社的数目或名字。但是根据以上材料，毫无疑问此人一定有份。尽管关于列昂•加德纳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探索，而他仅仅是蒙淘克历史上许多多彩多姿的人物之一。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纠葛。







1
 　历史上，约翰•加德纳因为给基德船长（William Kidd）提供避难所而闻名。从历史记录看，基德船长似乎是清白的，他被处决是为了保护当时阴谋集团的财政利益。尽管加德纳接到命令放弃基德船长的某些财宝，但经常有流言说他从来没有交出全部财宝。我敢肯定，如果基德船长的真实故事曝光，绝不会只与钱有关。在蒙淘克传说中，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非常奇怪和秘密的利益危在旦夕。蒙淘克的英雄营北部有一个池塘，名叫基德船长池。
















9.曲别针项目与哈米尔



前面几章，我们在埃文•卡麦隆的故事中提到鲁道夫•赫斯与时间旅行有关。普雷斯顿•尼古拉斯几年前就已经说过：二战是一场时间的战争。这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秘密部门告诉他的。阿尔•比勒克讲了一个“图拉真马项目（Project Trojan Horse）”的故事，这个项目是德国军队开始的，然后由美国人继续进行。电影《费城实验2》（Philadelphia Experiment Ⅱ）就是关于纳粹通过费城实验，涉入时间旅行的故事。

三个互不相干的来源都联系到了卡麦隆这个名字，构成了一部电影，暗示纳粹卷入了时间旅行。如果这还不能构成证据，同样的外部来源告诉我们要做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主题的进一步同步性，联系引导我集中力量注意到了普雷斯顿认识的马克•哈米尔（Mark Hamill）。在《重访蒙淘克》中，星战明星哈米尔是电影《费城实验》（The Philadelphia Experiment）的秘密制片人。从记录上看，普雷斯顿并不十分肯定他认识的“马克•哈米尔”就是真正的星战明星马克•哈米尔。我的内在知识告诉我，普雷斯顿宣布这一点是为了避免以后可能的法律反响。

自从我认识普雷斯顿以来，跟他接近的人就在说他认识马克•哈米尔。我问过普雷斯顿的父亲，他记得马克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在他们后院清扫落叶。哈米尔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作曲家、音乐家和演员。从60年代到80年代，他出版了一系列使用假名的打击乐唱片。此人的关键词是“创造”，其大写字母为C。一般公众如果知道他，也只当他是演员。

我与马克•哈米尔遭遇到的事情非常奇怪。自从《重访蒙淘克》完成，我和他就出现了奇怪的同步性。熟悉马克或与他家庭有关的人接近我，与他们有关的人或工具往往倾向于“消失”。我不能说消失是字面意义上的灭迹，但情况很奇怪。仍然有很多模糊的线索有待于阐明。因此，我只说最相关的事实。

阿尔•比勒克报道，唐•柯蒂斯（Doug Curtis）也名列电影《费城实验》（Philadelphia Experiment）的制片人之列。他告诉阿尔，马克•哈米尔与这个项目毫无关系。当问到《费城实验》的续集时，柯蒂斯说他自己也与之毫无关系。

1992年圣诞节期间，普雷斯顿告诉我，他在长岛商业街遇见了马克•哈米尔。马克告诉普雷斯顿，过节时去拜访过他家，还进一步说，他没有获准与阿尔•比勒克及彼得•穆恩说话。他曾经在《费城实验2》工作，据说幕后支持者就是政府。

电影上市时，唐•柯蒂斯名列感谢名单。请注意，执行制片人名叫马克•列文森（Mark Levinson）。似乎《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提到的马克这个名字和列文森时间方程式起作用了。仿佛马克公然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此后不久，CBS“今晨”栏目报道了马里布（Malibu）森林火灾，马克的家奇迹般获救。他露面一两分钟，说他是用印第安法术保存了房子。

《费城实验2》的事实是纳粹控制时间，与同步性关系不浅。电影中另一处同步性发生在大声叫出“德克尔（Decker）”时，这一幕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我和普雷斯顿明白，这指的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名叫德克尔的人。普雷斯顿在《重访蒙淘克》中提到的约翰•冯•纽曼，其真名就是德克尔。马克•哈米尔也知道这一点。

如果这还不够，马克•哈米尔随后在电影《天杀的乡村》（Village of the Damned）中扮演的传道士，与科学论者克里斯蒂•阿勒（Kirstie Allie）和前科学论者克里斯托弗•里弗（Christopher Reeve）一起出场。在这部电影中，金发碧眼的孩子用心灵力量接管了一个村庄。

哈米尔所有其他的同步性，以及他在这部电影中和雅利安主题一起出现，无论真实的生活环境如何，都很不寻常。我决定迅速搜索图书馆，寻找与马克•哈米尔有关的所有资料。我只发现了一篇有意义的文章，《多样》（Variety）报道，马克•哈米尔70年代末有过一次车祸，脸上受了伤。据说，整形手术给了他《绝地武士归来》（The Return of the Jedi）中新的面貌。普雷斯顿以前说的一段话，现在有了意义。普雷斯顿虽然持谨慎态度，一直不能肯定他认识的马克•哈米尔和电影明星马克•哈米尔是同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严重怀疑，“新”马克是不是有替身。

读过《多样》的文章后，我给普雷斯顿打了电话，问他有没有听说过马克的整形手术。他说知道，马克告诉过他，是因为汽车事故。

以上事件留给我们几个问题和一团乱麻。纳粹医生是世界上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他们在巴西为纳粹党卫军顾客，特别是那些需要新身份或修改身份的人作整形手术，赚了一大笔钱。巴西人很好地吸收了纳粹文化。我们并不知道马克•哈米尔是不是就是真的马克•哈米尔，但我们知道他的事故发生时，蒙淘克工程正开足了马力。

当我碰上《维纳•冯•布劳恩：空间十字军》（Werner von Braun, Crusader for Space）这部传记时，所有这些同步性展示了更为深刻、甚至更不寻常的意义。冯•布劳恩是德国著名的火箭科学家。我在索引中寻找杰克•帕森斯，但只有一处。我翻到相关页面，帕森斯的名字仅仅列在一群其他科学家当中，搜索似乎毫无结果。以我的风格，这些轻微的失望不足挂齿，不必多想。但是这一次，我的眼睛立刻在这一页的另一侧认出了詹姆斯•哈米尔（Lt.Col.James Hamill）上校的名字。进一步调查说明，此人是曲别针项目（Project Paperclip）的要角。这个项目的内容是纳粹科学家归化美国。琳达•亨特（Linda Hunt）的书《秘密日程：美国政府、纳粹科学家和曲别针项目1945～1990》（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Nazi Scientists, and Project Paperclip 1945～1990）在詹姆斯•哈米尔的信息方面特别有帮助。

上校是高个子，有美丽的头发。欧洲面临战争威胁时，他出任要职，当时年仅26岁。俄国人还没有拿下希特勒地下室时，为了从德国本土北方波罗的海岛屿彭尼穆德（Peenemünde）得到德国火箭技术，展开了一场竞赛。据报道，尽管难以置信，哈米尔在正规军田野工作中是个新手。他第一个任务就是协调德国的V–2导弹。

军队面临使用囚犯劳工的战争罪指控时，哈米尔及其同伴通过专用铁轨把V–2导弹和技术文献送上船。一旦科学家集合完成，哈米尔就亲自护送维纳•冯•布劳恩来美国。

詹姆斯•哈米尔上校不仅挖掘科学家，而且在布里斯港（Fort Bliss）直接掌握曲别针项目。他去过布鲁克斯的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学校派他去纽约，他可能是长岛的联系人之一。他的年纪可以作马克的父亲了。事实上，马克母亲离婚时，马克只有两岁。至少我听说的故事是这样。喜欢争论日期的人应该明白，马克的实际年龄比他外表更老，早已上了年纪。

也有报道说，马克真正的父亲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国家调查》（National Enquirer）的文章称之为海军情报人员，此说未必可信，他可能是后来才任职的。情报人员改变身份和任务有许多理由，说假话很正常。我认为此人是马克的父亲，这点无庸质疑，但我无意追查基因联系。因为记录、身份都可以改变，这只是常规工具。我研究的是同步性，即使二人毫无关系，当你考虑整个故事线索和调查时就会发现，名字的同步性也挺有意义的。

琳达•亨特对詹姆斯•哈米尔上校持批评态度，不仅因为他欺骗公众（政府掩盖了保护利用纳粹科学家的程度），而且还纵容纳粹科学家保存和扩大他们旧有的纳粹联系。哈米尔让他们拥有电话，既不监控他们的谈话，也不限制远程通话。曲别针项目的科学家不用完成常规安全审查。监督纳粹如此松懈，以至于有“傲慢”之名。我建议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人去读亨特的书，看看他们是如何将安全措施当做儿戏的。

有些纳粹科学家被控在米特沃克（Mittelwurk）火箭工厂欠下集中营劳工的血债，他们身为项目主管和劳工协调人员，被控不尊重人命。甚至1945年哈米尔参观米特沃克时，对不人道的做法和曲别针项目科学家的疏略仍然一无所知。这话常被引用。

琳达•亨特在书末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要掩盖纳粹的罪行，逃避总统的政策，包庇凶手？有关部门不仅篡改记录、撒谎，而且直到今天还在保密。

某些人或某些团体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在这一章中，我们提供了两条线索。其一，火箭研究基地所在小岛的名字。彭尼穆德是个藏族名字，英语词源的意思是“世界之首”。

第二条线索是哈米尔研究的技术文献。他不仅寻找技术资料，还插手纳粹支持的飞碟技术研究。美国军方代表的统治利益集团想要统治世界的先进技术。众所周知，纳粹在飞碟研究方面领先于全世界。死尸总是不幸的载体，但是当你有军事上的必要去征服敌人，控制生存空间时，道德后果就没有多少关系了。在这方面，纳粹自有其说法和政策，叫生存空间。美国现在也开始接受生存空间原理。一个隐藏的秘密团体掌握了美国的军事。

通过同步性原理，所有这些信息从德国名字“哈米尔”传到我这里。我与德国建立了日常联系时，故事还会进一步展开。




















10.德国联系



我还没有严肃地考虑纳粹与蒙淘克的联系，命运就直接把我带到了德国。1992年9月，我参加法兰克福（Frankfort）书展。当我打的进城时，被一处路标震惊了。这是一座巨塔，顶上是金字塔，看上去像德尔塔（Delta）时间天线，极不寻常。我几次调查建筑的主人都毫无结果。人们都说是几家公司或保险公司共同拥有的。

我惊讶地发现，这座塔就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位置。书展几天后，我进入庭院，发现庭院里到处是共济会的象征，这让我感到既迷惑又好奇。我找到答案是在几年之后，我从一位德国绅士那里收到电话和电传。他叫简•冯•赫尔申（Jan van Helsing），安排过《蒙淘克工程》德文版的出版。他是非常有趣的信息来源，与许多追溯古物的德国秘密社团有来往，其中有些社团曾经帮助希特勒掌握最高权力。

1994年9月，简飞往纽沃克（Newark）机场，经过短期逗留后，再前往夏威夷。普雷斯顿不在城里，所以由我和邓肯招待他。路上，我们在曼哈顿（Manhattan）停车，接了一个朋友。我们来到她的公寓时，奇怪的同步性发生了。她让我们看了一幅油画，底下签名的首字母是A.H。这幅画上是草地上的三头鹿，据说是希特勒的原作。希特勒死后，一个美国兵把它卷起来，偷运出德国。纽约头号拍卖行索斯比（Sotheby's）并不否认其真实性，但其签名和遗产不予拍卖。我不禁感到第三帝国的线索已经在望。

我们前往纽沃克机场旅馆，简带来了最有趣的故事。简的母亲会传心术，他的父亲研究精神科学也已经好几年了。尽管有这样的家学，简的兴趣还是倾向于超自然现象，他卷入了朋克滚石音乐（the punk rock music scene）。一天，一个光头接近他，这让他对精神领域的兴趣爆发出来。光头说，他能看到气味中的东西，还说他的光轮不正常。他惊讶地发现光头竟然了解这些信息，他们一般是粗野迟钝的。

这次体验唤醒了简，他开始尝试离体经验。他试过所有酒精、药品和肉类，昏迷过一个多星期，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会灵魂出窍，幻觉中包括了金字塔和圆顶，位于他希望有朝一日建成的未来社区中心。

邂逅光头之后，简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他研究玄学，请教灵媒和气味阅读者。有一次他遇见了一位70岁的气味阅读者，发生了特别有趣的事。此人的外表引起了简的注意，因为一位灵媒朋友早已描绘过此人的形象，预言简会见到他。此人阅读简的气味之时一言不发。简想知道为什么，此人用奇怪的表情看着他。

老人说：“我大半辈子都在阅读气味，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奇怪的。看来你卷入了某种时间旅行，你灵魂某些部分留在别处了。”

这话简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他已经在最奇怪的情况下见过了阿尔•比勒克。

简去夏威夷度假的途中，偶然遇见了作家比尔•柯柏（Bill Cooper）和布雷德•斯特格（Brad Steiger）。他们邀请他到庭院里看上午5点钟的日食。柯柏的秘书最后成了简的女友，随后邀请他去亚利桑那州参加UFO会议。

会议后，他发现阿尔•比勒克走了进来。简感到一种奇异的存在，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阿尔•比勒克一谈到时间旅行，简就开始哭。这是深刻的感情体验，但他不知道这些感情从何而来。一切都很怪异。

简随后决定到度假旅馆喝啤酒。他一个人在酒吧。喝完酒十分钟后，阿尔•比勒克走进来，坐在他对面。这让他很惊讶。他竟然恭维起阿尔的讲座。阿尔话不多，在忙着自己的。突然，他脑中有声音在响，参照阿尔，声音开始说。

“你之所以还活着，原因是有些事是发生在你身上的，而你没有告诉政府。”

简大声将这些话告诉了阿尔，阿尔看着他，说这是真的。第二个声音开始在他脑中响起。

“故事不对。你必须到别处去旅行。政府不知道，他们想知道在别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为什么你还活着的原因。”

他把这些话重复讲给阿尔听，想引起他的注意。而阿尔想知道简到底是不是灵媒。两人成了朋友，不久就在阿尔家里见面。他们继续讨论时，简开始反思整个事件，是同步性把他带进这种地步的。他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告诉了时间旅行者（阿尔），概括了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他问阿尔，为什么他坐在这里，告诉了他整个故事。

阿尔只看了他一眼，说道：“上帝呀，另外一种又来了！”

他的意思是简有另一种不同的气味。据称，许多气味阅读者都有三种气味。气味阅读者往往会弄混，不知道这是什么记忆如何去阅读。据阿尔说，地球上大约有十八个三种气味者，他们来自不同宇宙，因为整个剧本早在另一个宇宙开始前就已经上演了。当它毁灭，变成黑洞时，十八个人就要离开它，在新的宇宙中重生，继续这个过程。简说，据他的理解，阿尔、邓肯、普雷斯顿和我都是这种人，都伴随了某些东西。他还特别提到马克•哈米尔也有这个特征。

我不会声称有这种气味，但我不否认在这个故事中，有神秘的东西围绕着我们。邓肯对此有进一步的洞察，尽管他没有亲身经历简的叙述。他说，根据他的信息，地球人有七层格子状信息。他不能确定其功能是不是建立了能量系统或精神形式的隔间。不管是什么，总之是七层。

例如，邓肯说某人是“双重”，意思是他有十四层格子。十四层就是两种气味。《重访蒙淘克》中提到了斯坦•坎贝尔（Stan Campbell）的悲剧故事，他就有三种气味，或二十一层格子。二十一就是邓肯指的“创造带”。斯坦不仅能看到时间流中的事件，还能“培育”以太飞机进入到精神领域。形而上学的“填充”真的发生了。有些西藏僧侣就能做到，斯坦就是这一类人。

与邓肯的进一步讨论，确定了一个人一旦进入创造带，无论什么时候，三种气味现象都会发生。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只是处于休眠状态而已。斯坦•坎贝尔经过处理，这方面已经被开发了。显然他天赋倾向于这种能力，蒙淘克项目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三种气味的人来自另一个宇宙，与邓肯读的宇宙平行。邓肯有时说，637人来自旧宇宙。其中还有进一步的同步性，因为邓肯的精神记忆与星球大战电影平行，几乎成一T形。这对他有感情上的意义。有朝一日邓肯自己会介绍细节的。

星球大战主题还有许多信息有待于发现。普雷斯顿•尼古拉斯涉足声波项目，他在讲座中公开宣称电影运用灵媒，以吸引观众多来几次。

星球大战电影源于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意志日志》（Journal of the Will）。日志没有公开出版，其中包含了卢卡斯的梦境与灵感。据报道，卢卡斯住在蒙淘克。“意志”一词的用法与阿斯特劳•克劳利的意志构想各自平行。释放意志时，是不是通过卢卡斯方式或其他人的方式，真相就会出现。我们关心的真相是揭开时间的秘密，以免任何人感到惊讶。

显然，邓肯和乔治•卢卡斯同出一源。当我们考虑到马克•哈米尔曾经是邓肯的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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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雷斯顿儿童时的朋友，最后是乔治•卢卡斯的连襟时，就没有多少猜测的空间了。他们之间存在看不见的活性影响。

似乎哈米尔、卢卡斯和普雷斯顿（这些电影的调音师）都有功于《星球大战》(Star Wars)，这部电影的作用是唤醒大众对古代遗产和困局的记忆。他们用艺术作品体现神话原型。《星球大战》无疑是好莱坞的革命，技术影响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这给科幻小说涂上了受人尊重的色彩，使它变成了主流。普雷斯顿、邓肯和阿尔最后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还公布了蒙淘克的信息。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一个人喜不喜欢《星球大战》，它都已经打动了大众，人们百看不厌。它在科幻小说的面具下，不至于特别威胁任何人的思想模式或信仰体系。它打破了票房纪录，为好莱坞的经济立了大功。

蒙淘克故事更接近靶心，但它对思想模式颇有威胁。人们抵制蒙淘克的原因之一，是它击中了人们遗忘的程序。蒙淘克研究的目标，不是在字面上解开穿透宇宙构造意识纠结成的网络。本书后面的部分会带我们继续逼近的。

简对三种气味以及另一宇宙的解释让我们惊讶。更重要的是，他在同步性的环境下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揭示了有关纳粹联系的各种信息。







1
 　邓肯一生有几段空白，除了传心术成真以外别无个人记忆。从独立的来源也证实了这一信息。对此，马克•哈米尔未予评论。




















11.犹大的秘密



前面说过，简和德国秘密社团有联系。他认识的有些人已经年过90，资格比希特勒还要优先。他们许多人都长寿，是因为他们都是素食者，食谱都非常健康。你可能会惊讶，素食背后的基本原理是“戒”。这个词是梵语，字母意义是“不伤害”。“戒”确实是一切生命整合的原则，任何生命都不应当受到暴力和伤害。所以，德国素食者不吃牛肉、鸡肉和鱼。

简不是这些社团的成员，也不是新纳粹。他了解信息的方式与我了解蒙淘克和相关秘传主题的方式是相同的。我们有许多共同点，不过我不是简单地复述他告诉我的东西，而是对比他的故事之后，进一步将其放进了更广阔的背景中。

简•冯•赫尔申的叙述无疑比我读过的任何同类图书更接近第三帝国的真实性。他不仅是德国人，也与活生生的秘密传统有联系。

简解释说，自从柏林墙（Berlin Wall）倒塌后，某些信息就无法保存了。曾经受到东德警方严重压迫的秘密社团，如圣殿骑士团，现在都浮出水面，公开了他们守护的秘密。简提供了所有这些信息的线索，这些信息是我调查的焦点。

不幸的是，我们会面后不久，简在他的个人调查中误入了歧途。他写了一本书，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秘密信息，受到了德国政府迫害性的调查。地方检察官，或诸如此类的德国类似官员下令禁止了他的书。他还面临了一系列严厉的罚款，这有可能在财政上毁灭他。

简的书名叫《20世纪的秘密社团及其权力》（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Power in the 20th Century），是用德语写成的，很快在欧洲就销售了50000册。因为书很流行，引起了德国政府的注意，以“刺激大众”为由禁止了发行。书中的内容是关于政治阴谋，有几章讲到了秘传主题。简引起的争议主要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他引用了传统历史学家称为伪造的文献《锡安长老会的工具》（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阴谋历史学家不接受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文献是伪造的，是通过启蒙社这样的团体控制世界政治的方法论者。无论《锡安长老会的工具》是真是假，引用它绝不会受到犹太割礼社或反毁谤联盟的欢迎。

作为朋友，简在涉及我的部分表现诚实。对他来讲，不幸的是，书中显示的秘传信息易于为人曲解。结果，由于他重点集中于政治机器，遭受到了严重的后果。无论书中的空白点简是怎么说的，他都不是反犹分子，批评他的人没有抓住要害。简只是说大屠杀有不真实的描绘，媒体就说他否认大屠杀。然而这并不是简的观点。他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解释他的观点：真正的犹太人民不是任何阴谋的一部分。

尽管简没有受到批评者的公正对待，但他面对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进一步披露简提供的秘密信息前，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澄清关于犹太人的问题。

简的书能让读过它的人热血沸腾，这就让我们很容易理解德国政府为什么要压制此书了，虽然这是不公正的。大量移民完全改变了德国文化，我个人认为德国比美国更是大熔炉。原来的雅利安文化已经岌岌可危，这导致新纳粹和其他憎恨东方人团体的兴起。这是某种讽刺。印欧雅利安人毁灭了全世界无数原始文化，现在潮流开始逆转了。

简向我解释说，在法兰克福看到的共济会象征，是犹太人影响并控制现代德国的结果。他说是犹太党派目前在掌管德国。他的书提供了特定信息，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真实的。我知道德国仍然在向以色列赔偿，这是许多德国人的伤心事。有些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认为二战是犹太锡安主义者（Zionism）制造的，目的是让德国资助以色列，这种想法在德国很普遍。

谈到这一点，简坚持要我停止录音。他想要说一些在德国不许提的事情，虽然后来我发现他已经印在书上了。我想他太戏剧化了，但我还是停止了录音。他揭露的秘密与黑骑士（black knight）有关，据他研究，黑骑士是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圣殿骑士团的合法继承人。简说，纳粹通过黑骑士掌握了圣殿骑士团的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原本属于以色列书记，包含了希伯来人（Hebrew）把叛逆天使长伊尔•沙地（El Shaddai）或撒旦（Satan）视为神明的珍贵秘密。对于特别自以为是的人，这些信息确实很惊人。显然，在雅利安分子的领袖中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点燃他们的反犹主义。

如果以上资料属实，这是极端意义上的过度反应和误解。在任何宗教中，以比斯特（the Beast）为神，只能是指精神层面上的的666能量编码。《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称比斯特的神秘数字是26，与雅赫维（YVYW）相同。请注意我们在碳基生物的宇宙中，碳有6个质子，6个中子，6个电子。根据秘传象征，比斯特就是宇宙框架的深刻隐喻。只有在退化意义上才会成为神明崇拜。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比斯特成了反对犹太人或其他人刺激仇恨的工具。有趣的是，从这个方程式中，我们可以认出宇宙的处境或困局，它被误置为恐惧与恶兆。恐惧在为魔鬼服务，目的在于防止你发现事物的真实本质。

以上犹太人以伊尔•沙地为神的资料不是唯一一处激怒当局，促使其禁书的地方。还有其他引用《新约》（the New Testament）和犹太教《塔木德》（Talmud）的地方，但我不关心这些。我只关心人类秘传传统，如果认真研究，可以揭示存在之下的基本单元。在这方面，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雅利安人和其他所有人都不过是生命之轮上的一环，系于轴心之上。不同派别不过是不同色彩，各自相信自己的优越性。如果我们比较最高的创造方面，从造物主的角度看，不过是造物之轮上的辐条。

不幸的是，有些人想要规范宗教，从而控制群众的感情和政治倾向。内部真相只为精选的少数人而设。

宗教总是让人类极端化。简的书揭示了犹太人在社会中的潜在对立作用，包含了相当的真相，这无疑也促使了德国政府和许多犹太团体极端化。我们一定要记住，解开纳粹及其神秘联系的纠葛时，一定不能停下来落入极端思想的陷阱，陷阱包括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犹太人最有趣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政治或阴谋，而是希伯来字母表的神圣性，这在《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中已经作了简要说明。这个发现实际上属于斯坦•特能（Stan Tenen），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作研究。特别是，他的著作表明：如果你把十字放进圆形（或环形，灵学家视为宇宙的形状），从27个角度描绘27个字母，就会产生漩涡形。在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传统资料闻所未闻，这也不能充分理解其意义或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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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伯来字母能与神圣几何原型吻合，意味着组织语言的人如果不是神明，意识也高于常人。我们从词源犹大（Judah）——以色列十二部落中最强大的部落——得到宗教或神圣语言背后的线索，犹大是一块希伯来领地，得名于雅各（Jacob）第四子。英语犹大源于希伯来语雅户德（yehudhah）。注意其发音酷似塔户提——埃及知识和魔法之神。如果你不信其中的意义，就接着看希伯来一词的来源，出自希伯来语“伊布里（ibhri）”，意思是“跨过河的人”，很可能是尼罗河（Nile）。很明显，塔户提的保护动物通常是朱鹭和苍鹭，发音很接近“伊比斯（ibis）”。在尼罗河流域，这些鸟非常丰富，被视为神圣。它们从不受到骚扰。英语“伊比斯”源于埃及语“西伯（hib）”，发音又一次将我们带回了“希伯来”一词的读音。甚至“伊比克斯”（ibex，卷角山羊）也源于阿尔卑斯语“攀岩者”（类似大金字塔的“封顶石”）。

上述词源学迷宫证明，条顿传统与希伯来传统同出一源，塔户提位于十字路口当中。两个名字的词源都提示：埃及是古代文化的中心。十字路口是黑皮肤的古代埃及土著。他们的肤色黑到什么地步，要看个体与太阳或你读过的有关文献的关系。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他们的肤色或多或少都是黑色。凯尔特部落来自中亚，定居埃及，与法老统治机构一度完全相容。两个种族都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埃及古代遗产作出了贡献。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Ⅱ）时代发生了文化断裂，摩西带领希伯来人渡过红海（Red Sea）就是标志。“希伯来”一词其实是指包括凯尔特人在内的各民族大熔炉。我们也知道，那个时代，有个名叫尼尔（Niul）的凯尔特人娶了法老的女儿斯科塔（Scota），他们的后裔为了纪念斯科塔，就将之命名为苏格兰。苏格兰的赫布里德群岛（Hebrides）显然是为了纪念希伯来或希伯伦（Hebron），后者是耶路撒冷（Jerusalem）南面的一座城市。

名字的发音可以牵涉到无穷无尽，但埃及明显是多种文化的大熔炉，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肯费心深入研究，你就会发现整个犹太、基督传统都是建立在古埃及宗教基础上的。不幸的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历史学家严重歪曲了埃及宗教，或是很少介绍。显然，希伯来语“托拉”（Torah，经注）是源于埃及语塔罗（Tarot）或罗塔（Rota，轮子）。拉比（Rabbi，夫子）源于拉（Ra，埃及太阳神）。

以上资料不是说希伯来人剽窃了埃及人的宗教。赫柏（hebe）一词意味着犹太人如果不是在实际意义上，至少在隐喻的意义上承载了马兹杜克（Melchizedek）的圣杯。希腊语中，赫柏意味着青春。希腊神话中，赫柏是青春女神，为诸神斟酒。在这个意义上，她持有圣杯或马兹杜克杯。力量从埃及人手中转移到了希伯来人手中，直到所罗门（Solomon）时代。实际上，这是更伟大设计的一部分，精确地对应宇宙的循环机制。正如生命为了生存而运用各种技巧，塔户提身为生命的原型，在不同相位释放不同信号。他是诸神的信使，是通讯的专家。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不同的解决方法需要不同的表现形式。

我们回顾圣殿骑士团的古代文献，就会发现不寻常的同步性。文献的内容是耶稣向罗马军团（Roman Legion）的条顿军人布道。他告诉他们，是他们的种族，德国的雅利安优越论者接住了这个球，并一路传下去的。他们想要犹太人一直声称拥有的选民地位。显然，两个传统都源于其力量和冲动，都来自同一源头：塔户提。他们没有认出共同的基础，情况恶化为极端思想。秘传信息显然遭到了误解，也遭到了操纵。

深入研究词源学，最终发现一切文明都有共同的线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诺亚方舟（Noah's Ark）停靠的亚拉拉特山（Mount Ararat）。亚拉拉特一词就是雅利安一词惊人的同步现象。从科学角度看，犹太人与雅利安人根本没有区别。二者的差别在宗教和文化上。

地球各族群之间的误解和敌意都源于巴比伦塔（Tower of Babel）的古代传说。故事说，上帝惩罚人类追求最高的知识，金字塔封顶石就是最高知识的象征。那时，所有人类讲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称为维里尔语。后来他们的语音分化为不同片断，所以地球众多语言之间才会有这么多纠葛和迷宫。巴比伦塔的故事代表一个项目，插入创世生成网格，以便分化人类。犹太人与纳粹之间的敌意至今仍然存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下面，我们会了解一个人，他虽然生活在第三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当中，却尽了一切努力要愈合两个民族之间的创伤。



1
 　希伯来语不是唯一显示神秘的神圣语言，而是多种神圣语言之一。事实上，有一种母语是希伯来语和其他神圣语言（希腊语、阿拉伯语、梵语、西藏语）的源头，我们以后会讨论的。








12.菲利克斯医生



在写本书时，我收到了一封信，揭示了蒙淘克–纳粹联系的另一层神秘。写信人是一位在《星球大战》电影工作的人员。他一口咬定《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和《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系列电影都是在英格兰的E•M•I.霍恩（E.M.I.Thorn）公司的设备中拍摄的。这家神秘的公司与阿斯特劳•克劳利和费城实验都有关。

当我们调查纳粹联系时，发现乔治•卢卡斯的《夺宝奇兵》特别有趣。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导演这部电影，据说在犹太社区中引起了许多争议，因为他把纳粹大众化了，把他们塑造得不同凡响，虽然是邪恶的不同凡响。有些人还认为他美化了纳粹所谓的神秘能力。好莱坞的小道消息甚至说，《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是为了补赎《夺宝奇兵》的不谨慎。无疑，《辛德勒名单》之后，斯皮尔伯格成了好莱坞的宠儿。在《辛德勒名单》以前，他虽然有许多成功，但总是拿不上奥斯卡奖，得不到配得上他才干的认可。

不同来源的新故事说，斯皮尔伯格或他的公司在长岛买下了国防工业设施。众所周知，那里到处都是地下设备。设施和公司很多，但主题只有一个。他带着他的班子在长岛拍摄外星人电影。斯皮尔伯格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传奇。他们在《第三类接触》（the Third Kind）开始拍外星人电影，一直到《天外来客》（E.T），据说后者在白宫上映。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评论说，导演暗示了“不可言喻的事物”。

斯皮尔伯格在长岛建立了大本营，只有一次短途前往蒙淘克英雄营。事实上，据报道，有两个人与斯皮尔伯格直接接触过，并且将《蒙淘克工程》送进他手里。我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是他们自己热心于这个主意。许多人都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看过此书，却没有将其搬上银幕。相反，他却拍摄了《辛德勒名单》，据称这与罗斯威尔（Roswell）实验有关。不可否认的是，此人绝顶聪明，富有天才。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他的“真实智商”，也就是他个人对接触真相的易感性。《夺宝奇兵》和《第三类接触》给我们提供了若干直觉，但他是不是受到了献媚政府的压力呢？

在《辛德勒名单》中，斯皮尔伯格美化辛德勒从集中营救了几千犹太人。辛德勒的人道主义不应贬低，但我们还应该指出，斯皮尔伯格忽视了二战中最了不起的故事之一——菲利克斯•克斯坦博士（Dr.Felix Kersten）的遗德。

克斯坦医生个人从集中营救了几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必须天天面对第三帝国的领袖们，所处的环境比辛德勒更不容易。克斯坦博士在纳粹史上多处留下了痕迹，但提到他的内容并不多。我对克斯坦医生产生兴趣，是始于一本书提到他在总体疗法中担任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按摩师。据说，他也写过一部关于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书。我想任何在纳粹德国参加过总体疗法的人都不会毫无趣味，就去寻找这本书。书名叫《克斯坦回忆录，1940～1945》（The Kersten Memoirs,1940～1945）。我很快发现，过去对克斯坦医生的描绘是很不全面的。他其实是个成熟的医生，他使用包括按摩在内的总体疗法。

克斯坦医生于1898年生于爱沙尼亚的德裔俄国家庭。他参加过1918年芬兰独立战争，最后成为芬兰公民。后来，他去柏林攻读医学，在东方人库博士（Dr.Ko）的指导下学习神秘的古代东方疗法。克斯坦称之为精神集中疗法，在他的书后写了一段摘要。从他对疗法程序的描绘来看，其原理完全是科学的。另一方面，这要求治疗师具备直觉的技艺。克斯坦就是此道的大师。

克斯坦大获成功，声名远扬。全欧洲的贵族都关注他的医术。他不久就在荷兰亨德里克（Hendrik）亲王和威廉明娜（Wilhelmina）女王宫廷任职，最后在那里安家。

克斯坦最后发现他和第三帝国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发生了冲突。希姆莱患有严重的胃痉挛，这使他痛苦不堪，有时会失去知觉。克斯坦手到病除，希姆莱要求他提供长期规则的治疗，克斯坦拒绝了。不仅因为他不赞成纳粹的政治，而且因为他家在荷兰。当纳粹最后入侵荷兰时，克斯坦有规律的生活也被打破了，他很难再拒绝希姆莱的要求。只有在这次军事行动后，克斯坦才做了希姆莱的私人医生。克斯坦不仅只是怀疑纳粹，他还直接抵制他们的哲学和方法，决心利用自己的地位为人道出力。

在他的书中，克斯坦建议那些有病痛的人把对别人不敢说的话告诉医生。希姆莱很欣赏克斯坦聪明的讥讽，两人常常展开激烈而礼貌的争辩。党卫军头目发现他可以在克斯坦身上减压。他们多次唇枪舌剑，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希姆莱不加掩饰和提防的心灵。据说，希姆莱是德国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

在克斯坦面前，希姆莱在犹太人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近视，跟他那个时代和年龄的德国人没有区别。反过来，克斯坦证明在共济会和其他问题上自己也是近视的。例如，希姆莱相信共济会是世界政治的幕后操纵者，一小撮犹太人控制了他们的政治组织。克斯坦反对这种极端的看法，但没有证据。他也根本看不出共济会有任何罪行或阴谋。

希姆莱怨恨医生和律师，这更易于理解。听希姆莱抱怨这些行业滥用职权，真是好玩的事。有意思的是，这些滥用职权的事情和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现象一模一样。虽然希姆莱很有洞察力，克斯坦也只是左耳进右耳出。他似乎不能理解药品公司和医生都会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病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希姆莱理解普通人的境遇，经常对不诚实的律师、医生、药品公司坑害的人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同情。

希姆莱居然是《博伽梵歌》（Bhagdavad–Gita）和因果报应的坚定信徒，这实在令人惊奇。最令人惊奇的是，希姆莱坦白承认，他在灭绝犹太人的道德问题上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不想杀害单个的犹太人，制定了详细的计划，送犹太人去马达加斯加岛建立了殖民地。我们得知，希姆莱试图使希特勒更加人道地对待犹太人，这使他深受挫败。他不得人心的机智只有和私人医生分享。希姆莱居然还有人性的迹象，对我来说真是新闻。作为盖世太保（Gestapo）和党卫军（Schutzstaffel）的头目，他的名字只与恐怖残酷相连。

一天，克斯坦发现希姆莱拜见元首归来后烦恼不堪。最终解决的命令刚刚下达。希姆莱心烦意乱、无可奈何，精神完全崩溃。他和克斯坦都明白，要保住党卫军的官职，就不能跟元首作对。

虽然这些情况都不能为他的行为提供宽赦或辩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海因里希•希姆莱性格的另一侧面，看到他是如何放弃人性的。他与许多人一样，都有高超的理想，但不能保持下去。他虽然相信因果报应，但他的作为或不作为害死了几百万人。

在菲利克斯•克斯坦这本书中，希姆莱处于两难的地步。他个人的感情无疑是向着德意志种族，他一心想恢复不久以前失落的文化繁荣。他追求而且取得了帝国掌握权力的位置，以便实现他高超的理想，但结果是他只能保护自己的官职，用他锐利的洞察力看穿玩弄普通人的政治伎俩。希姆莱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谋求控制一切政治事务，所以他才会被希特勒吸引。从早年在图勒社（Thule Society）的日子开始，希姆莱就一直追随希特勒。希姆莱首先发现了希特勒是个雄辩的天才，他相信自己找到了德国人民需要的人。这些年以来，希姆莱清楚地看到了希特勒精神和肉体上的退化，但他除了坚信元首领导雅利安人会永恒得救以外，不让自己相信任何其他东西。希姆莱公开说的和他私下里想的完全是两条不同的线路。

海因里希•希姆莱还有更多可说的。他相信自己是亨利一世（HenryⅠ）的转世，并为他召集黑骑士的威斯勒博格古堡而自豪。他热衷于资助各大洲的考古历险，以便找回圣杯和约柜。有些考古历险记录在参考书目列出的其他书中。我们将会在后面几章中处理最重要的方面。

上面的记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的希姆莱形象与一般文献中显示的希姆莱有着戏剧性的不同。我一直以为他是世界上第二号邪恶人物，贪求犹太人的血。菲利克斯•克斯坦触动了他仁慈的一面，不断要求他释放一些囚犯，其中通常是犹太人。这对希姆莱而言，情况颇为尴尬，考虑到当时的道德气氛，有时他必须戴上没有同情心的纳粹面具。据报道，许多其他德国军官都很同情犹太囚犯，经常给克斯坦提供名单，克斯坦就通过希姆莱安排释放他们。

到战争结束，克斯坦交涉了几万名囚犯的释放。他的书中记录了细节。克斯坦使希姆莱屈服了，尽管这些行动直接违背了希特勒的命令，甚至可能受到死刑的惩罚。在这个事例上，希姆莱显示了他一般的名声上没有反映出来的荣誉和人性。因为他知道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似乎想保证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报应。

希姆莱像大多数发现自己陷入邪恶之网的人一样，他并不完全是坏人，只是被他不能控制或征服的更大邪恶的阴影所掩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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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不喜欢我对希姆莱的报道，可以去读菲利克斯•克斯坦医生的书。这里写的都是基于他个人的观察和记忆，而不是我的。我只是严格复述他的回忆。








13.元首



菲利克斯•克斯坦回忆他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一起最激动的时刻是1942年12月12日。这一天，希姆莱叫他去办公室，看他能不能帮助一个严重头痛、眼花、失眠的人，而此人就是希特勒。

希姆莱要克斯坦发誓严守秘密，之后就从保险柜取出一个黑色文件夹，从文件夹取出一份蓝色打印稿。这是希特勒的病历，病例一直回溯到一战时的瓦斯中毒，这导致了他的短期失明，这一时期还伴随着梅毒并发症，理应是已经治愈，在1937年又复发了。到1942年，希特勒受到进行性梅毒并发症进行性瘫痪的困扰，除了视力问题和语言模糊以外，出现了这种病的所有症状。

这段时间，希姆莱置身事外，因为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进行性瘫痪无药可治，但希特勒接受了注射治疗，这让他能够工作。由一个名叫莫雷尔（Morell）的著名庸医负责。希姆莱怀疑莫雷尔的能力，但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治疗元首，因为他知道希特勒的精神能力在衰退。莫雷尔的注射治疗能让他恢复清晰思考的能力，不过这仍然是临时性的解决方法，希姆莱也知道这一点。

克斯坦大体上了解情况以后，暗示希特勒应该做全面的精神检查。希姆莱坚持希特勒不应该在精神病院或诸如此类的地方检查，就算希特勒自己同意也不行，因为消息一旦传开，德国的领袖就会被抹黑。希姆莱明白，莫雷尔博士是他唯一的选择。

希姆莱在元首的神智清醒和医疗状况的问题上陷于两难处境。他相信他得不到希特勒医疗的材料，而周围的近臣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他去询问元首，因此危及了整个国家安全的话，就是背叛了德国人民。他不顾克斯坦的催促，不肯采取行动，只是希望情况会自行好转。希姆莱同意细心观察希特勒的精神状态，如果事情发展得太远，就采取行动。与此同时，莫雷尔医生继续给希特勒打针。

据克斯坦说，如果希姆莱宣布希特勒精神不健全，就会面临更多的问题。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主管希特勒的约会，自己也是权术大师。希姆莱和鲍曼互不信任，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鲍曼有任何人性，像希姆莱所具备的那样。

希姆莱让克斯坦个人接近所有的信息，因为他见过克斯坦在第三帝国大员们身上创造的奇迹，在绝望之中希望他能够在希特勒身上做到同样的事。克斯坦拒绝治疗希特勒，因为他知道进行性瘫痪是无药可治的。从克斯坦的书中就很容易体会到这点，他知道他能够治疗希特勒，但他不愿意。跟疯人打交道会耗尽他的生命。跟希特勒比起来，希姆莱显然更易于控制。克斯坦回忆说，讨论希特勒这一天是他“最激动的一天”。这话很有意义，等于对希特勒在场的活力致敬。克斯坦已经达到了他的能力或勇气允许的地步。

希姆莱很了解领导人的错误，但他没有对希特勒采取行动，这是显而易见的，也不足为怪。他的忠诚最后毁了自己。希姆莱虽然对无数的罪行和死亡都得负责，但是从精神方面仍然值得救赎。鲍曼更有手段，在潜意识的音乐会中移动，借助诸如莫雷尔医生这样的力量，在希特勒身上随意注射各种药剂，为希特勒的生理和心理的操作打开了大门。




14.希特勒还活着!



人人都知道，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死于地下掩体。无数电影将这一时刻都戏剧化了。好莱坞如此热爱真理，根本不欢迎德国元首幸存的脚本。如果你查阅二战结束时的报纸，就会发现，阿道夫•希特勒的去向充满了无数混乱与神秘。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将军非常关注希特勒逃脱的可能，因为地下掩体附近有许多临时跑道。俄国人首先赶到地下掩体，抢在其他盟军之前草草地调查了一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封存了地下掩体。所以现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一天，《蒙淘克工程》还没有完成，普雷斯顿告诉我，有个艺术品掮客发誓：他和希特勒本人做过艺术品买卖。艺术品大概是纳粹的财宝。这个奇特的故事有一旁证：《波特兰俄勒冈人》（Portland Oregonian）有一篇文章（我记得大概是1982年），讲到了一个酷似希特勒的人。碰巧，此人也是艺术家，自称总是被人误认为是希特勒。他说相貌相似纯属巧合。此人最后迁往亚利桑那州普雷斯科特（Prescott），下文我就不知道了。当普雷斯顿提到希特勒还活着的故事时，我一点都不相信。但是通过同步性之流，我想到了这篇文章。十五年以前我看过这篇文章，那时L•雷•哈巴德的秘书把为哈巴德提供的奇闻异事，拿来和我分享。

普雷斯顿从来没有泄露“艺术品掮客”的身份，但我从别的渠道能够肯定他是谁。他涉足蒙淘克，卷宗里有他的材料。我和普雷斯顿提到希特勒时，邓肯•卡麦隆碰巧也在场。邓肯突然严肃起来，说我们不应该提起这个，应该保密。几年后，我与邓肯聊天，问他这件事情是不是还应该保密的时候，他却想不起这次谈话了，只是一笑了之。回顾此事，似乎有某些程序通过邓肯在表演。

许多二战历史学家围绕一个轴心在转，跟着一个日程在走。在今天的空气中，你要是提到希特勒可能还活着，就会被主流思想家漫画化。毕竟，“人人都知道”。等你明白最权威最受尊重的纳粹和二战研究专家休•特雷弗–罗柏（Hugh Trevor-Roper）原来是英国情报人员时，一切就真相大白了！任何人想要引用他的学说，就得把这一点弄清楚。他的所有著作都有这一色彩，只是被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研究者掩盖了起来。

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著作漏洞百出都说明，他们心理上不能考虑希特勒在地下掩体以外幸存的可能性。只有一本书在这一题材上表现出有趣和开放的心灵，就是最近去世的霍华德•A.布彻纳上校（Colonel Howard A.Buechner）和威廉•伯恩哈特上校（Wilhelm Bernhard.Buechner）合著的《希特勒的灰烬》（Hitler’s Ashes）。布彻纳上校在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州立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是国际公认的肺病和肺结核专家。他担任美军45步兵师157步兵团3营的军医官，是第一个进入达豪集中营的美国医生。他的合作作者伯恩哈特上校于1943年加入了德国海军，为潜艇部队服务。从1944年8月到德国投降，他一直在U–530潜艇上出海，潜艇于1945年7月10日在阿根廷马尔德尔普拉塔（Mal Del Plata）被凿沉。当时的报纸纷纷议论希特勒是不是就在U–530潜艇上。据目击者报道，一艘橡皮艇载着一男一女，很像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他们在德国拥有的一处地产登陆，德国地下情报网正在等待橡皮艇。这两人是不是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已经无法确定。有趣的是，布彻纳和伯恩哈特谁都不支持希特勒逃亡国外的说法。

布彻纳精确地描绘了纳粹离开德国的路线。重要人物一般是坐U型潜艇去挪威，然后渡过大西洋去南美或其他地方。在纳粹等级中地位较低的人则取道意大利南逃。

临时机场在总理府建筑附近，明显是为希特勒逃生准备的。有一架专门为这个目的准备的飞机。希特勒如果要逃，动机和机会都不缺少，但没有决定性的证明。

布彻纳确定，1945年5月2日，纳粹防御崩溃后，俄国军队进入到了地下掩体。俄国人发现希特勒的尸体后，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应该是召集盟军医官团队，确认身份后，再公布正式解剖报告。这样就会结束一切猜疑。但是俄国人不这么干，反而封锁了现场，结果是相互矛盾的流言满天飞。苏军控制大使馆区时，根本不可能对希特勒之死举行完整公正的调查。

1953年，苏联发布了列夫•贝扎门斯基（Lev Bezymenski）的解剖报告，情况变得更为复杂。1968年，解剖报告的某些内容以《阿道夫•希特勒之死》（The Death of Adolph Hitler）的书名出版。报告的不一致让大部分严肃的研究者不予认可。特别是他们对“希特勒的坏牙”的认定。虽然报道的解剖是在5月初举行的，尸体一个月以后就毁掉了，同年8月中旬，希特勒的牙科X片才找到。比较希特勒的真牙和解剖时的X片是不合逻辑的。1945年5月7日，莫斯科发表了一份新公报，在美国出版，使得苏联的解剖进一步蒙上了可疑的色彩。根据这份报告，希特勒的尸体没有找到，苏联仍然相信希特勒的死亡是“纳粹的诡计”。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不止一次说过，他相信希特勒没有死，而是坐U型潜艇逃走了。应该注意的是，直到1953年3月5日希特勒的解剖报告才发布，离他所谓的死亡时间几乎拖了八年之久。报告正好在斯大林死后发布，这并非巧合。这证明了“希特勒之死”的古怪细节和情况，可以参见前面提到的布彻纳和伯恩哈特的著作。

俄国人进一步让情况复杂化了，他们认为医学结论已定，就把“希特勒的尸体”处理了。德国总理府建筑、希特勒的地下掩体和埋葬尸体的花园都于1946年被俄国人毁掉。这使得进一步调查不再可能进行。相反，俄国电影重新拍摄了希特勒的死亡现场。无论孰真孰假，看来是有人在做公关工作，向全世界兜售希特勒已死的看法。俄国人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合作者。

布彻纳和伯恩哈特声称，地下掩体实际上存在某些没有入口的空间。据报道，1963年，有个名叫沃尔夫冈•芬奇（Wolfgang Fuchs）的人挖了一条隧道进入到地下掩体，但很快就被政府拘押。伯恩哈特也注意到，根据1949年10月的照片，帝国总理府仍然有无数瓦砾。

斯大林从来不相信解剖报告，可能是因为报告材料不充分，沦为敌国的笑柄。报告可能是克格勃（The 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某些未知计划的手段。无论原来的想法是什么，事情只有在斯大林死后才会发生。

《希特勒的灰烬》虽然否认贝扎门斯基解剖报告的精确性，但并不以任何方式暗示他不诚实或在撒谎。他只是看出解剖报告有意歪曲。贝扎门斯基叙述俄国人寻找希特勒尸体的部分特别奇怪。当时，尸体放在总理府主要大厅，让所有人看。穿着希特勒服装的尸体摆成吊死鬼的姿态。尽管尸体很像希特勒，但一个在场的苏联外交官很快认出那不是希特勒。他是苏联驻柏林大使，认识希特勒本人。穿着希特勒服装的尸体只是“来自布雷斯劳的人”。尸体还穿着织补袜子，应该成为调查者的线索。一个来源显示，总理府花园地下还有别的穿着希特勒服装的尸体。

布彻纳医生指出了另一个要点，“希特勒尸体”确定只有一个睾丸，另一个不是发育不全，而是完全没有。在这一点上，布彻纳谴责沃尔特•约翰尼•石泰安（Walter Johannes Stein）医生是散布希特勒生殖器不正常、只有一个睾丸的谣言的始作俑者。希特勒所有的医生都说他的外生殖器很正常。布彻纳进一步说沃尔特•约翰尼•石泰安是众所周知的骗子、叛徒和双重间谍。当然，石泰安是特雷弗•雷文斯克罗夫特（Trevor Ravenscroft）《命运之矛》（The Spear of Destiny）的灵感来源。石泰安对希特勒身体的全部了解仅限于从远距离观察他在多瑙河裸泳。如果此说无误，那么石泰安从这么远的距离下结论就是荒谬的。

以上材料不仅鼓励我们以更清醒的态度去看待《命运之矛》，而且告诉我们，历史比一般想象的更为离奇。




15.帝国领导人逃亡



本书前面提到了《希特勒的灰烬》，作者们最后否定了关于希特勒1945年4月以后仍然幸存的设想。这当中有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他们发现当时的情况不允许。几个见证人看到希特勒在所谓的自杀前还在地下掩体之中。作者们断定，他在地下掩体中已经落入了陷阱，不可能在最后一刻逃脱。他们指出，希特勒在这以前有许多机会可以逃走，但是他全都拒绝了。

他们相信希特勒已死，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从前党卫军军官手中得到了希特勒之死的第一手资料。军官们说，希特勒被烧成灰烬后，骨灰由U型潜艇送往了南极，被称为“神圣之旅”。骨灰封存在南极的冰洞里。布彻纳和伯恩哈特写过另一本书——《圣矛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Holy Lance），书中详细描绘了这次神圣之旅。此书告诉我们这次传奇之旅的另一圣物——圣矛，也就是特雷弗•拉文斯考夫特所说的“命运之矛”。拉文斯考夫特声称，命运之矛已经归还到维也纳（Wien）的哈布斯堡博物馆（the Hapsburg Museum）。布彻纳和伯恩哈特则告诉我们，归还到哈布斯堡博物馆的矛是赝品，真品还藏在南极的冰雪中。

我相信布彻纳是在尽力表达真相。他和我们一样，都是通过直接观察在吸取信息，但也受到了有色眼镜的过滤和歪曲。《希特勒的灰烬》一书中大部分都是布彻纳的作品，他的德国合作者伯恩哈特提供了党卫军的资料。虽然两人说的都完全是真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党卫军会不会另有秘密计划。书中写到，圣矛社成员对宣传世界和平很感兴趣，他们想要了解德国领导人的真相。另一方面，他们想逃避掩盖了真相的希特勒神话。这样就会产生公众压力，要求大家去了解真相。无论希特勒有没有死于1945年，这个问题一定都还有许多隐藏的资料。

在蒙淘克所获知识的启示下，我提出了一个希特勒逃脱的新理论。首先，地下掩体的情况并不是毫无希望。我们知道地下有许多洞穴。其他文献显示二战期间德国人一直在新建地下设施。威斯勒博格古堡和彭尼穆德火箭基地都是例证。如果希特勒的地下掩体准备就绪了，那么一定会有逃生地道，连接了其他主要地道。我觉得很得意，因为这个设想没人提过，如果有，我也没有见过任何相关文字。

美国总统及其阁员都有地下逃生道，这远远超乎了你的想象。这并不是了不起的秘密。我们应该相信美国人从希特勒的错误中学会了逃脱计划。也或许，他们从希特勒的远见中学到了逃脱计划。第三帝国总理府被夷平后，我们也没能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另一个支持希特勒逃脱的理论就是前面已经暗示过的替身。我们知道，希特勒至少有五个替身，他们被用于不同的目的。这些替身是克隆人还是仅仅相貌相似？我们都不得而知。很少有人讨论到克隆，更少有人严肃地看待它。

据说，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门格尔（Mengele）医生，是基因专家。他研究孪生子以便复制准确的基因链条。他的研究是为医学专业人士而作，公开的书籍对他的作为和成就语焉不详。人们如果将他工作的恶魔一面仅仅视为贪求邪恶的产物，那就会错过很多东西。他在集中营里生杀由我的怪诞举动，不能仅仅被视为尼禄（Nero）或卡里古拉（Caligula）式的历史。他以训练有素的专业知识判断寻找基因的线索。门格尔是个恶魔，大屠杀后面还有超越任何人想象的精密而宏大的计划。关于这些，以后我们还会谈到更多，但涉及希特勒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克隆的可能性。

对于以后的历史进程，希特勒是不是死于1945年，无关宏旨。如果他还活着，我们也没有意识到他对后来的世界有什么额外的冲击。

希特勒死亡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场面，让我们考虑了其他纳粹高级领导人的命运。历史学家又一次忽视了这个问题。除了马丁•鲍曼以外，其他纳粹高级领导人肉体上的死亡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明，但是也没有多少争议。

我将从副元首和纳粹党秘书鲁道夫•赫斯开始说起。瑞士的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官员和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为，在纽伦堡露面的赫斯是替身。克隆的主题再度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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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以93岁（一个魔法数字，值得注意的是，克劳利认为这个数字是泰勒玛（Thelema）——人的真实意志——的象征）的高龄死于斯潘道（Spandau）监狱，这产生了大量的争议。新闻报道说，他在自己的囚室中上吊自杀，但他的私人护士声称，他身体不够强壮，不可能自己上吊。这位护士也非常不满他的病人受到了连累。

不管这个赫斯是不是替身，他是掌握许多内幕的神秘人物。他能从美国航天局的德国朋友手中取得充分的信息，基本上了解了有关登月的一切资料。而这些资料美国普通公民可能都不知道，但他的德国老关系却不会瞒着他。

卡尔•豪塞夫是鲁道夫•赫斯的导师。虽然他不是纳粹党人，却对巴伐利亚秘密社团影响很大。据报道，他于1946年3月自杀，死前特别要求他的坟墓不作标志。这使得他死亡的真实性受到质疑。他负责德国的海外事务，推进世界其他部分德国化。我们一再对他的命运感到惊叹。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死从未受到严重质疑，原因有二：其一，有一张他尸体的侧面照片。其二，在另一张照片上，有一个人在埋葬他。如果他费心在坟墓上作标志的话，证据还会更有说服力。考虑到整个环境，希姆莱与其造物主会见的故事会很有趣。帝国瓦解时，他企图与盟军谈判，但是被希特勒宣布为间谍。他改名换姓，戴上了眼罩，企图混过英军防线，被拘押后，他谈判了几个钟头，身份都没有暴露。他最后深感挫败，自己捅出了身份。两个情报员脱去他的外衣，以寻找毒药胶囊。搜查结束后，希姆莱挣脱出来，咬碎了牙齿里的氰化物胶囊。这一历史事件已被证实，一直没有争议，虽然信息来自两个情报员，其中一个后来成了以色列总统！又一次没有偏见的调查让我们大惑不解。

赫尔曼•戈林元帅的命运给我们提供了更奇怪的场面。他在海外囤积了大笔财产，远远超过其他纳粹领导人。戈林以一流的WWI战斗机飞行员而著称，他第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就是娶了瑞典工业巨头家族的有钱女人，独霸了一方。他的妻子爱玛经常为她家的朋友提出一些要求——救出一些犹太人。戈林屈从于她，直到事情变得太棘手了，就没法处理。

戈林站错了队，他批评元首分裂了德国空军，并把一部分送到了俄国。虽然希特勒自己的行动损害了德国空军，却反过来责备戈林无能。结果，在1943年，戈林的空军指挥权被移交给了其他人。他退居二线，享受其巨大财富，致力于收集艺术品。战争快要结束时，戈林有充分的机会从南道逃走，但他没有那么做。

马丁•鲍曼从地下掩体策划阴谋，唆使戈林致电元首，要求将第三帝国的善后清算交给他负责，因为他是希特勒的法定继承人。希特勒被自己的副官愚弄利用，下令谴责戈林，剥夺了他所有的官阶、特权和权力。鲍曼进一步玩弄了诡计，发了一封电报，想要让戈林被枪毙。但是戈林的军队拒绝枪毙他。他最后在纽伦堡面对战争罪的指控。

除了赫斯以外，戈林是纽伦堡唯一一个有“明星效应”的纳粹领导人。他断然拒绝出庭一场他认为是作秀的审判。这给盟军出了难题，直到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上校突然拜访了他。多诺万在朋友中外号“野牛比尔（Wild Bill）”，专门负责让审判顺利进行。两人会面前，戈林乖戾而不合作。两人会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真的知道。我们知道的是戈林奇迹般地改变了态度。

本•E.斯维林根的《赫尔曼•戈林的神秘自杀》（Hermann Göring’s Mysterious Suicide）暗示，多诺万和戈林作了一场交易。戈林帮助盟军表演，作为交换，戈林得到服毒自尽的机会，不用上绞架。根据这个理论，多诺万导演成功，让戈林不会死得很难堪，这代价不算太高。

根据这本书，多诺万为了击败德国人的集体罪行，就让戈林配合表演。这样，他们就可以放下大屠杀问题，继续作为民族而存在。戈林明白其中的好处，不再把自己看作大计划中的伟大演员。他认为德国人的未来更加重要。多诺万认为戈林并不是犹太人的屠夫，但是作为德国第二号人物，他是唯一能为此负责的人。戈林将成为“反希特勒”的主要证人。

我们必须想想，战略情报局局长在纽伦堡干什么，战略情报局设计目的只是为了搜集情报。表面上看，应该仅仅是战争嫌疑犯的军法审判。但实际上政治因素无所不在，压倒了一切。

多诺万与戈林谈过以后，没有留到审判。他多次表示对审判德国军官团很不满。多诺万不同意，就与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Jackson）唇枪舌剑。开始时，多诺万只是轻微地反对，这不起任何作用，他就变得更强硬。杰克逊拒绝抵制俄国人起诉军官团的要求。多诺万是天才的情报员，普通的办法是不起作用的，下一步就是阴谋诡计了。他与杰克逊法官争论不成，就决定离开纽伦堡，全力经营战略情报局。多诺万走后，戈林感到很沮丧，觉得输掉了“一场好赌”。

戈林不知怎样弄到毒药，在纽伦堡监狱自杀了。奇怪的是，他死前的四天写了一封信，陈述监狱工作人员没有责任。对于准备自杀的人，这样做是愚蠢的。只要突然搜查他的囚室或身体就会发现他的计划。

戈林自杀时，纽伦堡监狱长是巴顿•安德鲁斯（Col.Buron Andrus）上校。虽然军事法庭判断他没有责任，媒体和犹太团体仍然攻击他放任不管。安德鲁斯费心揭开毯子展示戈林的尸体，让人人都看到他确实已经死了。一位俄国医生甚至抽打尸体的脸，以便证明他不是装死。《赫尔曼•戈林的神秘自杀》是最有力的证据。此书根本没有费心指出，药物可以制造假死。无意识状态很容易被诱导出来，抵消抽打的影响。

据说，戈林自杀调查委员会，由于其调查对象的特殊性，或者说由于其没有调查对象，可以说没有先例。安德鲁斯上校的儿子是这么说的。安德鲁斯上校也是685内部安全局的成员，也在这个单位负责送戈林上绞架。他的部下进行调查，军事程序极不规范。这是一个掩盖真相的确定信号。

戈林的尸体和其他刚被绞死的纳粹堆在一起，放进了卡车，由没有标志的武装小汽车护送。这些车辆的司机是谁，没有记录。西点军校毕业生尼克•卡特（Nick Carter），指挥26步兵营的服务公司举行的葬礼。他派了两辆卡车装尸体袋，但他不知道司机是谁。据他所说，他们都被解除了军职，再也没有回来。

戈林和其他人的尸体从纽伦堡运到了慕尼黑（Munich）公墓。10月16日下午五点，一位美国军官到达了墓地，他告诉德国观众卡车在七点到，载运了“十一名在战争中死去的美国军人的尸体，家属要求要他们的骨灰”。但是直到下午九点，尸体才到，美军士兵守卫着墓地。十一个尸体袋被带进了基地火化。尸体袋没有打开，由军官们监督火化。我们又一次发现，纳粹有许多机会逃脱。

马丁•鲍曼在第三帝国最后的日子里逃脱了，他有心陷害希姆莱和戈林，剥夺他们的权力。拉德斯劳斯•弗拉戈（Ladislas Farago）在《余波：马丁•鲍曼与第四帝国》（Aftermath: Martin Bormann and the Fourth Reich）中记录了他的故事。有人坚持说鲍曼已死，本书十分有说服力。

无论这些人实际上的下场如何，不可否认事情确实很奇怪，逃脱的机会是有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具备看得见的立足点，但是他们全部都分享着同样的线索。他们都与玄学有共振关系。可以相信，他们改变身份与神圣仪式上的魔法有关，无论是黑魔法还是白魔法。沃德十段（the 10th Degree of the OTO）就是关于这些的。一个人可以消除原来的身份，取得新的身份。新身份可以跨越死亡、隐身不露。

希特勒之死是最大的谜，肯定也是最大的魔法。他选择了4月30日，这天是神圣的凯尔特升天离开这个世界的节日。这一天不仅恰好在万圣节的前六个月，也是亡灵的祭日。

无疑，第三帝国所有领导人的灵魂都没有得到安息。他们比任何其他历史人物都受到了更多的推测和研究。无论你多么蔑视他们或是仰慕他们，他们总是高踞创世生成网格的最高顶层之上。这些灵魂包含的秘密还没有到可以公开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仍然是个谜。他们受到了崇拜，虽然是在心照不宣的层面上。

他们全体致力于古代巴比伦的理想和力量。这意味着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在地球上建立起的乌托邦（Utopia），构成了通向造物主的一条桥梁。任何企图登上或审视巴比伦之路的人都会看到尝试失败者的骸骨。他们的遗骨仍然在呼喊没有实现的梦想。因为这些梦想太宏大了，所以执行起来是如此的专制，执行的时候是如此的恐怖，所以实践这些梦想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1
 　本书出版前，苏格兰克隆羊诞生，克隆希特勒的图景得到极大的支持。媒体报道显示，罗塞林研究所（Roslin Institute）的主要投资者休•卡麦隆（Hugh Cameron）导演了整个事件。记住，秘密机构早在公众认识到以前50年就已经拥有该技术了。








16.奥托•斯科泽尼



尽管战后第三帝国领导人的逃生已经没有意义，还是有更为复杂的人物幸存下来。二战最杰出的军官奥托•斯科泽尼（Otto Skorzeny）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士兵当中声名显赫，在普通民众中却籍籍无名。

斯科泽尼是奥地利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他像当时的许多乡民一样，认为犹太人是毁坏奥地利文化的主要因素。尽管我在他的早年生活中没有发现激烈的反犹态度，但二战以后他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他通过常规途径声称他不是反犹分子，但他以后的生活就是与以色列特工人员进行长期斗争。

从大尺度上讲，奥托•斯科泽尼是各种战争艺术的优秀选手。他年轻时就精于剑术，脸上还留下了光荣的剑创，他的同辈认为这是出类拔萃的标志，他也为之自豪。后来，斯科泽尼外号“疤脸”。

整个二战中，斯科泽尼是最优秀的军人。至少他的成功足以支持这个论点，交战双方都肯定他是最优秀的指挥官。斯科泽尼不断奉命在最荒谬的情况下完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却始终不辱使命。他自己训练其上级指挥官，他们狂热地忠于他。斯科泽尼不是残酷的军人，也不在乎政客和官僚。简单地说，他就是一名武士。

即使你对纳粹没有偏爱，格兰•B.因菲尔（Glenn B.Infield）的《斯科泽尼：希特勒的指挥官》（Skorzeny: Hitler’s Commando by Glenn B.Infield）也会激发你对这位纯粹的武士和领袖最大的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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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了解斯科泽尼的能力，只需要概括一下他最著名的战绩：营救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就可以了。

二战快要结束时，意大利的反法西斯党派抓获了墨索里尼，把他囚禁在悬崖上的宾馆里，只有缆车才能通行。希特勒陷入了困境，因为这次绑架严重打击了轴心国的士气。更糟糕的是，没有人知道墨索里尼被关押在哪里。希特勒亲自指示斯科泽尼出手，如果失败，希特勒就会否认与此事有关。

情报机构对墨索里尼的去向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材料。斯科泽尼只能自己去找，他很快就找到了，不过这是整个使命中最好办的一部分。悬崖宾馆无路可通，附近也没有任何着陆场，军队或军用飞机没有用武之地。也不能轰炸宾馆，因为那会危及墨索里尼的生命。

斯科泽尼不动声色地侦查了这个地区，发现宾馆所在的悬崖底下有一处突出部位。他设计了极端大胆的计划，率领士兵坐小型滑翔机着陆。经过间不容发的现场调查和人员训练，计划付诸实施了。

滑翔机成功着陆，但分队必须人不知鬼不觉地登上悬崖，然后控制宾馆。斯科泽尼自己悄悄潜入宾馆前门，德国士兵俘获了措手不及的意大利士兵。斯科泽尼和他的士兵以寡击众，控制了宾馆。专门为斯科泽尼和墨索里尼准备了一架小型单引擎飞机。他们立刻启程飞往罗马。小型飞机根本装不下其他士兵，直升机能在这样小的悬崖突出部位着陆起飞已经是奇迹了。德国士兵徒步走小路下山，最后安全抵达了德国地界。

斯科泽尼把墨索里尼留在罗马，自己飞往维也纳，住进宾馆休养，希望卧床休息，恢复元气，养护着陆时严重受伤的背部。祝贺的电话响个不停。最后，斯科泽尼接到希姆莱的口信，元首想要亲自接见他。斯科泽尼飞往柏林，获得了铁十字勋章。这是德国军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堪与美国的国会勋章媲美。他很快成为城里的明星，但他根本不想做社会名流。他只想回到行动中，因为战争还在进行。

这次著名事件后，斯科泽尼又接到许多任务，这些任务既不可能完成，又不需要胆量或勇气。大多数都荒谬绝伦，与其说需要勇气，还不如说需要愚蠢。斯科泽尼对命令提出质疑。最后，这些不可能的任务一般都被推迟了。

1944年，希姆莱交给斯科泽尼最复杂的任务——寻找法国南部纯净派（Cathar）地区的孟塞谷（Montségur）藏宝。孟塞谷是历史上卡萨斯教派的最后要塞，卡萨斯教派是诺斯替派的余脉，被天主教视为异端分子。他们被宗教法庭扫除以前，组成了地下社团，冒充共济会之类的组织露面。卡萨斯教派与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的宫廷和圣殿骑士团关系密切。

以前，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已经在孟塞谷地区勘察过了。这些勘察活动中，最著名的就是德国考古学家奥托•拉曼（Otto Rahn）领导的那一次。拉曼是圣杯和约柜玄学的热心追随者，有理由相信卡萨斯教派将这些遗产藏在了孟塞谷要塞中。此地遍布岩穴和地道，最适于这些用途。拉曼全心全意寻找这些目标以及他相信一定会伴随目标的财宝。没有证据显示，他最后获得了成功。战争开始前，宣布了奥托•拉曼的死讯，但是围绕他的死亡有许多争议。

因为斯科泽尼是个能办事的人，就拉他进来补缺。奥托•拉曼和其他人几年办不成的事，他在几天之内就办成了。他运用出众的军事战略战术知识，很快得出结论：卡萨斯教派不可能将宝藏留在孟塞谷要塞或附近地区，他们一定会带着宝物从逃离路线离开。斯科泽尼理论的唯一问题是，那儿没有逃离路线。卡萨斯教派被宗教法庭的军队四面包围，只有一处缺口：要塞后面陡峭而无法接近的悬崖。

显然，斯科泽尼对悬崖情有独钟。在营救墨索里尼的过程中，悬崖已经为他提供了方便。现在，他意识到从悬崖向上是不可能的，但卡萨斯教派可以用绳索和滑轮下行，这没有多大的困难。这就是他寻找的逃离路线，他从这条路线走，很快就到了附近的山顶上，那里有一座隐蔽的要塞，就是卡萨斯教派真正的最后避难所，完全可以在这里不受怀疑地隐居，直到千禧年的来临。

斯科泽尼的操作计划在卡萨斯教派的最高神圣日执行。传统上，几百个本地人在孟塞谷要塞实际上落成的日子里庆祝节日。1944年，他们以常规途径向德国当局申请使用要塞地区，遭到了拒绝。但是，本地人激情洋溢，不顾当局的反对，下到要塞举行了古代仪式。

斯科泽尼了解情况后，让本地人举行节庆。他不仅认同于普通人，而且不尊重任何德国官僚机构，甚至瞧不起他们。何况，他的操作离本地的朝圣仪式很远，可保无虞。

斯科泽尼及其部下很快发现了秘密财宝。他立刻通知希姆莱，让他安排复原和转运的分队。希姆莱立刻告诉斯科泽尼，让他第二天注意天空。第二天，碧蓝的晴空上，一架飞机在天空中画出了凯尔特十字——圆中十字架。这是秘密会社的联络暗号。斯科泽尼的工作完成了。他把工作留给了复原分队，自己返回了二战大剧场。

战争结束时，斯科泽尼在奥地利老家。当盟军横扫全国时，他命令部下放下武器，自己去找美国军队。简单的投降证明不是一件容易事。德国军人有的是，随着战争的结束，盟军已经不急于抓俘虏。斯科泽尼知道自己大名鼎鼎，是个很有价值的俘虏。但是他遇见的美国士兵却不相信他，或不认识他。这种有眼不识泰山的荒谬场面发生了好几次，终于有人认出了斯科泽尼：营救墨索里尼的顶级纳粹指挥官。于是，斯科泽尼受到了美军士兵的极度崇拜，成了社交明星。最后，当局也插手进来。

前面已经说过，斯科泽尼从未在纽伦堡因战争罪受审。按惯例，军人尽忠不受审判。何况，没有证据说明斯科泽尼犯有战争罪。但是，他没有被释放，这让他极不舒服。斯科泽尼成了没有理由的和平囚犯。他获准到维也纳休假，但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在家软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军事法庭控告他违反了《日内瓦战争公约》（the Geneva Rules of War）。

在第三帝国最后的防御阶段，战局无望，希特勒作了最后的挣扎。他学习盟军对付德国的类似战术，让德军穿上美军制服，使用俘获的美军交通工具，穿过盟军防线，倒转路标，破坏桥梁，迷惑敌军。他选择斯科泽尼来执行这个计划。

《战争公约》明确禁止穿上敌军制服杀人。斯科泽尼知道这一点，就询问元首。希特勒同意不能用这种办法杀人。当然，谁都知道这样在敌后活动，很容易被乱枪打死。会有人被杀的。斯科泽尼做得很出色，美军深受困扰，这就是战争。

斯科泽尼得到了美国辩护律师，他憎恨这种审判，认为是政治秀。审判对辩护充耳不闻。在最后关头，意想不到的证人出庭了。他是英国空军军官耶–托马斯（Yeo-Thomas），也是敌后活动的指挥官。他证明盟军多次使用了同样的办法，公开说盟军如果有必要就会杀人。耶–托马斯说自从一战以来，尽管没有明文规定，战争规则已经改变了许多。现在，军事法庭的手被捆住了。他们除了开释斯科泽尼以外，别无选择，否则盟军就得为自己的战争罪行负责。耶–托马斯证实了美国情报部门的行为。

尽管有以上的运气，斯科泽尼仍然没有被释放。因为其中涉及了许多政治问题。无论如何，他对美国人不满，觉得受了委屈。斯科泽尼本来指望劫后余生的他在奥地利有一个新的未来，准备与盟军合作。他慢慢发现自己没有了祖国，一个人留在恐怖可怕的世界上。旧帝国是他唯一的支持系统，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盟军当局不信任他，显然也不欢迎他。

尽管当局不让他好受，斯科泽尼在美军士兵中仍然很得人心。他们佩服他的勇敢和围绕他名字的传奇。有些人帮助他逃跑，可能更多出于同情和尊重，而不是阴谋的一部分。斯科泽尼很快逃到西班牙，寻求德国老朋友、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庇护。在西班牙，他发现自己仍然广有人脉，很得人心。毕竟，斯科泽尼亲自执行过把纳粹财宝送往阿根廷和其他计划。信任他超过其他人的纳粹上司有的已经死了，有的下落不明。他现在得到了“纳粹专使证（Nazi Express Card）”，开始了埋名隐姓的新生活。美国人否认他，旧帝国不存在了，但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无限透支卡。

斯科泽尼的忠诚是他生活环境所塑造的。他不站在这一边，就得站在那一边。美国人显然不喜欢他，与犹太人合作建立了新国家以色列。这一派绝不同情斯科泽尼、他的朋友或他效忠的任何东西，所以才会有斯科泽尼的审判秀。斯科泽尼意识到盟军和犹太人想要他的藏身处。所以不得不成为他们的敌人，并开始在财政上支持党卫军余部的逃亡和安置。斯科泽尼也成了德国和南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中转站。他的军事天才用于（有时为中央情报局服务）训练埃及、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恐怖分子。南美各国也用他作军事顾问。

可想而知，美国人难以与斯科泽尼和解。但是和解可以使他们从全世界的噩梦中解放出来。他在第三世界训练和领导的军队执行仇恨和恐怖的政策，效果至今还能感觉到。

战后，斯科泽尼成了阿根廷军事独裁者胡安•皮隆（Juan Peron）的朋友和顾问，也是艾薇塔•皮隆（Evita Peron）的个人护卫。艾薇塔的尸体被敌对势力盗走几十年后，斯科泽尼亲自出马从意大利找了回来。

斯科泽尼也在埃及建立了广泛的网络，包括集中营在内。根据我读到的报道，这是在埃及人的要求下建立的，他们想灭绝他们人口中的犹太人。斯科泽尼示惠并迎合阿拉伯人，召集知道怎样经营死亡营的党卫军旧人。斯科泽尼公开蔑视大屠杀，我相信他无论用什么措辞，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为的是建立和保持广泛的网络，供纳粹进一步经营所用。经营什么，或可能是什么，还有待于广泛的争论。

斯科泽尼也喜欢讨论第三帝国的玄学，喜欢戏弄记者。有时他鼓励记者猜测希特勒是不是还活着，或是别的“第四帝国”冒险的可能性。无疑，有时他是在寻开心，但是我们谁也不明白他到底知道什么，以及不知道什么。我们所知的一切就是，在神秘的、往往是罪恶的网络中，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世纪70年代早期，斯科泽尼被查出癌症，可能是营救墨索里尼时背上旧伤的后遗症。切除癌症的手术使他瘫痪，医生说他再也不能走路。斯科泽尼运用老关系，找来党卫军临床医生。在此人的帮助下，斯科泽尼恢复了走路的能力。他最后的公共行动之一就是参见天主教集会，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灵魂祈祷。他死于1975年。

初看起来，奥托•斯科泽尼的遗产就是恐怖主义。或许是这样的，但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复杂的遗产。他一生的故事证明：强大活跃的纳粹组织今天仍然存在，就像蜘蛛一样，在它的世界级巨网上捕捉了其他党。



1
 　尽管斯科泽尼从未列为战犯，有些犹太团体仍坚持应该起诉他。








17.阿拉伯联系



奥托•斯科泽尼与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使我们的调查极为复杂，考虑到这两个党派历史上对以色列的态度，这个同盟就更为突出了。阿拉伯古代史对阿拉伯–纳粹关系网络提供了有趣的洞见。无论这个网络如何错乱残破，它毕竟是总结真理的古代神秘门派的后身。他们的力量虽然被误用，其实还是源于这些神秘门派框架内起作用的生命传统。本章内，我们将会探索古代的遗产。

根据简•冯•赫尔申告诉我的故事，最强大最秘密的纳粹团体是神秘的黑石社（Black Stone）。简虽然对其他团体所知甚多，但对黑石社却一无所知。这样一来就难以追查了。我自己发现的唯一线索是，黑石社与伊斯兰圣地麦加（Mekka）的黑石有直接联系。麦加位于阿拉伯半岛，接近红海东岸。

阿拉伯沙漠是撒哈拉沙漠的延伸，阿拉伯半岛一度是繁荣而肥沃的平原，适于生命滋长。麦加原来是阿拉伯的圣地，很容易证明，历史上这里是印度宗教崇拜的主要中心。根据传统历史，我们今天所知的印度宗教是古代雅利安人的产物。

根据麦加的民间传说，安拉（Allah）命令亚伯拉罕（Abraham）和他的儿子以实马利（Ishmael），重建麦加古庙。安拉原来是这一地区的异教古神，融合了男女两性。阿尔（Al）或伊尔（El）是指男性原则，西班牙语中的伊尔用于男性对照。拉（La）或拉尔（lah）代表女性。这样，两个词加在一起就是安拉。

亚伯拉罕和以实马利一到圣地，就发现一位老妇人的房子占据了圣地的位置。她同意搬走，条件是新庙永远委托于她和她的子孙。老妇人名叫萨巴（Shaybah），她的后裔被称为贝诺•萨巴（Benu Shaybah），字面意义是老妇之子。今天，进入伊斯兰圣地喀尔白（Kaaba），就要通过萨巴之子的门。萨巴译成英语就是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示巴。示巴一词源于印度神斯瓦（Hindu deity Shiva），是时间与毁灭女神迦利（Kali）的亲戚。

喀尔白自身是一个立方体结构，有时称为黑色立方体，覆盖了一层华丽的外罩，叫做基斯瓦特（Kiswat）。黑石位于喀尔白的一角，总是隐藏在神秘中，非穆斯林不可能接近它。结果，没有任何关于黑石的原创性研究出现。大多数现代观察家同意黑石是某种陨星。到这里旅行的理查德•伯顿（Sir Richard Burton）认为，黑石的性质是火山岩。他引用了阿里•贝伊（Ali Bey）的话，“一块火山玄武岩，周围闪烁着小水晶的光泽，像菱形红瓦镶嵌在黑色地板上，像天鹅绒或木炭，除了一处突出，全是红的。”并进而引用了布克哈特（Burckhardt）的话，“一块熔岩，包含几处白色或花色的基质。”

喀尔白原意是阿拉伯语，指伟大的母亲。字典说，这个词来自卡瓦（kava），是洞穴的同义词，也是女性象征。音学上，卡和瓦意思都是精灵之屋。魔法师肯尼斯•格兰特（Kenneth Grant）将其定义确定为女性居所，或原始蛋。

或许喀尔白最先大众化的地点是一口天然水井，井水有盐味，称为泽姆泽姆（Zemzem）。世界各地都有富含矿物质的水，有医疗作用。在波斯语（Persian）中，泽姆泽姆意思是“伟大的光”，与维纳斯（Venus）或卢西弗（Lucifer）秘密社团有关。喀尔白黑石也被视为维纳斯生殖力的象征。泽姆泽姆也可以解释为“扎姆！扎姆！”，意思是“装满，装满（水瓶）”。

在漫长的历史中，喀尔白多次被毁灭。最近1300年，它受到一丝不苟的保护。喀尔白一度以保存多种异教偶像，特别是印度神灵而闻名。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把这些偶像全部扫地出门，但他承认了喀尔白的原始古神——安拉。这是他唯一承认的神。

根据传说，喀尔白黑石源于天国，安拉把它交给了亚当。一开始，它是一块纯洁的白石，放在亚当初次建立的喀尔白神庙中，名叫“阿尔哈加•阿尔萨德（Alhajar Alsad）”，即欢乐石。它是乐园的宝石之一，选择用于麦加的喀尔白。亚当拿着欢乐石离开乐园，降临塞隆（Ceylon）或斯里兰卡（SriLanka）。亚当把欢乐石放在了地面上，在上面建立了喀尔白。当时喀尔白一定很大。

诺亚洪水时代，喀尔白被严重损害。圣石被隐藏起来，放在安全的地方，直到安拉命令亚伯拉罕重建喀尔白。亚伯拉罕离开巴比伦的家园，在天使加百列（Gabriel）的引导下来到泽姆泽姆泉源。在麦加，加百列把圣石交给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教导人民要敬畏圣石，在附近宰牲为祭。动物的血浸透了圣石，使它变成了黑色。圣石经常被说成黑色，但有时也被说成深血红色。也有说法认为黑色是人类罪恶的结果。

伊斯兰传说变化很大，但有一点没有分歧。黑石是更伟大的圣物的原始部分，今天遗留的只是碎片。一种传说称之为“被抵制的石头”。这不仅是基督的秘传圣名，也是吉萨大金字塔（Giza Pyramids）封顶石的名字。我们参考埃及神话，就会发现加百列相当于大金字塔建设者塔户提。塔户提以加百列的身份把石头交给了亚伯拉罕，暗示麦加的黑石就是大金字塔原始封顶石的一部分。

7世纪，喀尔白毁于火灾。重建时，为了规范朝圣者进入圣地，入口处高于地面几英尺。由于重建工作由不同的阿拉伯部落承担，他们开始争论由谁负责在新庙中安放黑石。由于同步性原理，下一个进入广场的人就是穆罕默德，这时他还没有成为著名的安拉先知。年轻的穆罕默德设计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不会贬低任何部落，只会让他们争光。他把黑石放在一块布上，各部落代表围在布周围。他们一起抬起布上的黑石，进入喀尔白。在那里，年轻的穆罕默德自己拿起黑石，放进现在的位置。

后来，穆罕默德退居山洞，收到天使加百列送来的天启。他最后劝化了上千人，征服了整个闪米特（Semu）世界。穆罕默德的全部故事引人入胜，但这里限于篇幅，不宜牵涉太多。我只想提到几个要点。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本地传说认为穆罕默德从大金字塔得到了力量。女神亲自养育和保证了他的地位。他收到天启前，娶了一个富有的女商人。她不仅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也第一个承认了他收到的天启。他开始布道，颇得人心。本地最有势力的部落领导人被激怒了，想要刺杀他，但是被自己的妹妹阻止。她也是穆罕默德的虔诚支持者，这能够保证她哥哥不去刺杀新先知。最后，她劝她哥哥皈依伊斯兰教。她的支持对伊斯兰教的早期发展至关紧要。

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的整个基础是女神的观念和荣誉。尽管它有限制妇女自由的严苛律法，但它同时也具有尊崇女性原则的特征。伊斯兰（Islam）的意思是“服从神的道路”。服从是女性的属性，“伊斯”代表伊丽斯（Isis）或女性，“兰”（lam）是藏语“道路”。在实际操作上，伊斯兰教的许多批评者都说，他们服从女神，接受家长制。我们检查穆罕默德以后的伊斯兰教历史之后，再看看女神崇拜是怎样产生的。

《古兰经》（Q’ran）是伊斯兰教的圣书，据说是穆罕默德死后几年内编成的。古兰经原文是穆罕默德口头传授的，由专业的“记忆者”记住、诵读，他们受过记忆长篇文本的训练。在耶稣和穆罕默德的实例中，这些人改变了历史进程。他们两人都没有自己写下记录，这不是很奇怪吗？有许多历史资料说明耶稣写过，我们必须考虑穆罕默德也有同样的可能性。

为了更好地掌握阿拉伯半岛的女性原理，我们必须审视阿拉伯文化的标志《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它以《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而闻名。

《天方夜谭》是一连串相互联系的传奇故事，没有特定的作者，除非我们把女神自己视为作者。故事从国王山鲁亚尔（King Shahryar）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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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及其兄弟陷入了困境，看到他们的妻子与人通奸，背叛王室丈夫，从此憎恨一切妇女的诡计。两个国王悲哀地离开了王国，以逃避妇女的诅咒。他们惊讶地发现一个精灵从水中升起，精灵迅速地拿出一个水晶柜，上面有七把锁，代表七封印。精灵从柜中放出他为自己享乐而拘禁的漂亮妃嫔，命令她坐下来，以便让他在她的唇上休息。她服从了，精灵入睡。山鲁亚尔兄弟对伊芙利特（Ifrit，阿拉伯语对精灵的称呼）的法力满怀恐惧。

迷人的妃嫔没有睡，强迫两个国王与她性交，这使他们更加惊讶和恐怖。他们想拒绝，又害怕她弄醒伊芙利特来对付他们。她纵乐已毕，就拿出一串戒指或封印，代表她征服过的男性。她强迫两个国王拿出自己的戒指后，告诉他们没有什么能制止女人（或女神）的欲望，哪怕是最强大的符咒。

两个国王现在对妇女的力量更加困惑和恐惧。妃嫔竟然会冒生命危险在精灵身边做爱，特别让他们震惊。毕竟，连超自然的精灵也免不了受女人的诡计玩弄，更何况像他们这样的肉体凡胎？

国王山鲁亚尔从最消极的方面看待这种现象。他回到王国，重新执政，断定地球上没有一个女人值得信任。他解决难题的办法是，每天晚上娶一个处女，纵乐一夜，第二天把她斩首。只有用这种办法他才能保证妻子的忠诚和贞节。现在国王山鲁亚尔成了这一地区最邪恶的人，人人都怕他。宰相（有时译为顾问，甚至更为华丽地译为巫师）奉命为他的纵乐去寻找新处女。由于许多女人都已经被斩首，所以供应十分紧张。

宰相日子很不好过。他用来供奉国王的处女快要没有了，自己却有一个漂亮女儿——山鲁佐德（Shahraz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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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故事的发展可以看出，这个女人是神秘门派（布拉瓦斯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在同名著作中做过详细解释）的学徒，因为她读过所有古代的文本。

山鲁佐德不顾宰相的反对，坚信她一旦嫁给国王，就有机会运用她广博的知识镇住国王。宰相最后同意了，国王很高兴得到新的新娘。山鲁佐德的妹妹也要出嫁了，受邀参加姐姐的蜜月。她名叫敦亚佐德（Dunyazad），意思是“世界解放者”。

国王破坏了山鲁佐德的贞操后就睡着了。他醒来时，敦亚佐德根据姐姐的线索要求她讲一个惊人的故事，国王迷上了山鲁佐德动人嘴唇讲出的故事。每天早上，山鲁佐德都讲到且听下回分解。用这种战略，她延长了自己的生命，因为第二天早上还要讲故事。

国王被山鲁佐德的故事迷住了，放过了她一千零一夜。在讲故事期间，她生了三个孩子，讲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多数故事的内容是都奇迹和符咒，中间穿插色情。基本的道德寓意是，个人应该安于天命。在文本中，天命表述为安拉的意志。阿斯特劳•克劳利所说的“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整个法律”，就是这个意思。《天方夜谭》定期使用同步性原理，使人物抵达偶然的环境。同步性被认为是安拉天命的体现。

一千零一夜后，山鲁佐德已经概括了人类生命的全景，最后宣布了她的所作所为。尽管国王原来计划砍她的头，她却要求国王考虑，因为三个孩子需要母亲。国王早已被她充满智慧的故事打动，他宣布已经没有必要再杀她或别的女人了。山鲁佐德的纯洁与尊严挽回了局面。山鲁亚尔变成了好国王，造福万民。人民欢庆再生。

以前的冒险故事与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和神话故事不同。在原始版本中，通过女神而得救是《天方夜谭》的主题。虽然有些版本加了水，但是这些传奇仍然在现代阿拉伯文化中闪光。直到今天，纯洁而虔诚的灵魂献身安拉的意志还被称为奥勒马斯（Olemas）。阿斯特劳•克劳利的泰勒玛与奥勒马斯有直接联系，希腊字母T写作O，所以奥勒马斯其实就是泰勒玛。

前面提到过，现代阿拉伯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妇女受到奴役的印象。但很明显，它原来的动力是来自女性能量，《天方夜谭》就是证明。女神根植于宇宙意志和第一因中。阿拉伯神秘门派仍然遵循并传授这一原则。

伊斯兰教像大多数宗教一样神秘而复杂。媒体把它和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卡扎菲（Gaddafi）上校一流人物搅在一起时，许多美国人就认为它是“恶棍的堡垒”。其实伊斯兰教像大多数宗教一样，既有大众通俗版，又有秘传精英版。

苏菲派（Sufis）可能是最著名的秘传派。他们特选的责任是取得自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就误用的圣杯女神的智慧，秘密保存智慧，传递给世界其余部分。秉着这一精神，穆斯林夺取了耶路撒冷的关键地点。有时，似乎穆斯林的进攻主要是为了防止基督教信仰的进一步扭曲。但是，他们的方法只是强力与战争。

历史的讽刺在于，犹太人最神圣的庙宇所罗门圣殿落入伊斯兰教第二任哈里发（Khalifah）奥马尔（Omar）之手。事实上，奥马尔对此态度冷淡。他急于返回麦加，平息教友的流言，说他宁可对耶路撒冷祈祷也不对传统的麦加祈祷。奥马尔没有这个意图，但他被掌握犹太教的创始元老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想把所罗门圣殿的监护权移交给新兴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秘密创始人就以这种方式，变成了所罗门圣殿的保护人，最后在原址建立了岩上圆顶清真寺。至今这里仍然由穆斯林保管。

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伊斯兰遗产和监护权同样移交给了圣殿骑士团。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出新的载体，将基督真十字架传递给世界其余部分。新基督教的种子实际上始于查理曼，他的红头发在卡麦隆氏族中极为显眼。这里还有其他大秘密。

伊斯兰圣书或《古兰经》有一章关于阿敏（Amrin）或伊姆兰（Imran）家族的内容。你如果记得前面关于卡麦隆家族的章节，“阿姆兰（Ahmroun）”这个名字就是其实际上的来源。穆罕默德通过《古兰经》解释这个家族产生了摩西和耶稣的母亲玛丽。卡麦隆家族又一次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露出头来。如果调查有方，不难发现卡麦隆家族对人类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可以视他们为主要影响。发现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文献的山洞名叫卡拉姆，发音酷似卡麦隆，或许并非巧合。

当我告诉普雷斯顿上述发现时，他说我已经发现了斯凯岛的秘密，换句话说，卡麦隆家族的秘密在于他们是基督的宗族。邓肯至少在母系上与斯凯岛有关。

当然，许多著作都把基督家系延伸到现代。无论对不对，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最真实的传统保存得最秘密，卡麦隆家族就是这样突然出现的。



1
 　国王山鲁亚尔大概是波斯语“城市之友”，也可以拆成“山”和“鲁亚尔”，意思是雅利安之王。



2
 　2山鲁佐德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城市解放者”。旧版作山赫鲁佐德，意思是“狮生”。山赫鲁佐德的神话或传说与埃及神马特（Maat）有关。马特是塔户提的女性配偶或特性。








18.霍恩的神秘来源



卡麦隆和威尔逊两家出于同门，在时间（历史）和空间的网络中相互纠缠。他们既是伊斯兰的神圣家族，也是诺斯替基督教的神圣家族，这并不太让我们惊异。他们的踪迹总是神秘莫测，再度出现在了E•M•I•霍恩公司的故事中。这家电子和媒体巨头在电影《费城实验》中大显身手。

根据本书前言中普雷斯顿•尼古拉斯的故事，威尔逊兄弟是英国第一个电子设备生产商。他们与阿斯特劳•克劳利的父亲合作，后来又联合其他一些公司，发展成了今天的E•M•I•霍恩公司。通过同步性成分，我能够把E•M•I•霍恩和阿拉伯联系起来。这是下面的故事了。

我追踪威尔逊兄弟的踪迹时，与英国人霍华德•巴克维（Howard Barkway）交上了朋友。他以极为同步的方式卷入了蒙淘克纠葛。霍华德是电子书籍出版商，在纽约地区办事，邂逅了女人南希（Nancy）。南希拜访邓肯和普雷斯顿时，邀请他同行。霍华德不虚此行，掌握了第一手最奇怪的蒙淘克资料，度过了一段了不起的时光。这次邂逅发生在蒙淘克系列尚未写成时。霍华德已经是出版商，刚刚涉猎秘传图书市场，一度可能承担出版蒙淘克工程故事的任务。但他远在英国，安排美国的作者写书，困难太大。这我以后再说。

《蒙淘克工程》出版后，我接到霍华德的电话。他很快成为蒙淘克系列在英国的第一个发行者。他不仅订购书，还调查了威尔逊兄弟。尽管他得不到威尔逊兄弟的任何历史记录，他自己的生活就提供了最奇怪的同步性现象。他母亲就是霍恩公司创始人朱利叶斯•霍恩（Jules Thorn）爵士的私人秘书！霍恩公司后来与E.M.I.合并，成了电子和娱乐集团的E•M•I•霍恩公司。不幸的是，霍华德的母亲一年前去世了，无法向她咨询更多信息。

据霍华德所说，朱利叶斯•霍恩爵士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来自维也纳的阿拉伯人！他最后受封爵士，为了融入英国社会，才取了这个名字。他作为奥地利灯厂代表来到英国，结合阿拉丁（Aladdin）和神灯的思想鼓励我们。1928年，霍恩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名叫电灯服务公司。由于进口关税太重，他把业务转向了收音机电子管生产。最后，他得到了弗格森（Ferguson）收音机公司，参与收音机及其电子元件的生产。随着公司成长，霍恩回到电灯业务，成功地挑战了将他逐出电灯业的卡特尔（cartel）。二战后，公司扩展很快，进入了高技术领域。后来，霍恩涉足电子和留声机领域。

这时，还没有发现朱利叶斯•霍恩与威尔逊兄弟关系的文献，但是，霍华德•巴克维的同步性参与证明外部力量一再出现。他母亲与公司的奇怪联系非常遥远。任何人追踪普雷斯顿•尼古拉斯的事业，都有很多的机会发现这些工业中极为离奇的现象。

朱利叶斯•霍恩与奥地利的关系中，另一件趣事是他来自维也纳。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强大了几百年，但维也纳始终在其前线屹立不倒。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从未攻陷这座历史名城，只是选择它作为对欧洲输入伊斯兰影响的通道。

伊斯兰传统与德国传统的联系，显示在奥托这个德国常见的名字里。奥斯曼帝国的名字来自帝国创始人奥斯曼。奥斯曼和奥托都源于“神的保护人”。词典将奥斯曼追溯到阿拉伯语奥斯曼，这个词与亚瑟王（King Arthur）的父亲奥斯（Uther）非常相似。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圣杯基督教与穆斯林的秘密联系。我读过旧爱尔兰语学者的著作，认为奥斯是丑陋的意思。其实可以肯定的是，亚瑟王的父亲根本不丑。这让我们再度回顾肯尼迪的意思“丑陋的头”，及其隐含的双性神巴弗梅特意义。

在历史的面纱下，卡麦隆家族与穆斯林在迷雾中相连。他们承担代表创世力量的秘密原则。这是希特勒及其家族谋求的力量。对于这些接近神圣领域的人，腐败几乎不可避免。卡麦隆–伊斯兰的联系在今天的E.M.I.霍恩公司中出现，进入到了我们的意识，说明我们正在接触活动的玄学传统。今天它仍然和我们在一起。




19.图勒国土



当我们考虑伊斯兰以前的世纪时，阿拉伯与纳粹的联系不断出现。至大至慈的安拉指的是“图拉（Tualla）”。这个名字无疑与图勒有关
 1
 。德国秘密兄弟会就名叫图勒社。图勒是传说中极地附近北国乐园的首都。

安拉或图拉以各种方式展示着他或她自己。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太阳的古代神话——地球空洞说。无论作为实际上的宇宙图景还是真相的隐喻，图勒神话以其最纯洁的形式代表了宇宙原型的力量。这是古老种族与地球原住民最早接触的地点，这种混合创造了我们今天的人类。图勒社关注条顿传说和古老种族的神圣知识。北欧神话被视为古老种族源头神圣知识的密码。“最后的图勒”是人与诸神最初的战场，条顿人的伊甸园，与巴比伦神话传说中人类丧失神性联系的故事属于同类。

德国图勒社寻找宇宙的基本力量。前面几章提到，图勒社有些成员是年过90的素食者。我的朋友简•冯•赫尔申与这些人有联系，告诉了我有关他们的信息。玄学家与历史学家关于图勒社的著作已经不少了，我不想重复。相反，我想关注别人没有说或没有强调的部分。

图勒社一切记录都来自其创始人鲁道夫•冯•塞博腾多夫男爵（Baron Rudolf von Sebottendorff）。塞博腾多夫无疑参加了创始工作。今天图勒社的成员都报道了他和卡尔•豪塞夫主导图勒社的创始。豪塞夫资格较老，但是说话较少。

塞博腾多夫实际上就是图勒社的主要经营者，但豪塞夫确切的作用还是个谜。塞博腾多夫曾出力拥戴希特勒上台。他写过一本书《希特勒来临之前》（Before Hitler Came），书中描绘了整个组织的情况，以及希特勒是如何适应它的。塞博腾多夫被投入集中营，最后逃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致力于研究伊斯兰与纳粹的关系。《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已经讨论过豪塞夫的某些关键作用。

图勒社与鲁道夫•斯坦纳（Rudolph Steiner）的关系是另一个新发现。斯坦纳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天才、科学家和玄学家，他享有世界声誉，整个教育系统都以他命名。斯坦纳一度领导东方社奥地利分支。当然，阿斯特劳•克劳利领导英国分支。简•冯•赫尔申告诉我，斯坦纳是图勒社秘密的、内在的智囊，如果这是真的，斯坦纳的行动就会考虑图勒神话与信息的精神方面。目前大多数书籍流于漫画化，根本不能理解种族的源流。希特勒掌握图勒社的群众层面，败坏了古代传奇的名声。这关系到组织的政治因素。希特勒立刻将斯坦纳视为威胁，开始迫害他。纳粹把他追到瑞士，烧了他的哥特式建筑——一座从德国哥特式建筑取得灵感的圆顶建筑，斯坦纳视之为对秘传科学的献礼，为之自豪和愉快。希特勒的部下将它烧成白地。据说，斯坦纳其实死于心碎。还有传说认为，斯坦纳的死亡是假的，他转入地下，与希特勒秘密斗争。

我们不必涉及图勒社一切原则和历史细节，只需要掌握其要点：图勒社的真正传统是政治冒险和追逐权力。其原则的低层次堕落为疯狂的种族主义，连累了高层次。

在希特勒和鲁道夫•斯坦纳开衅前，豪塞夫也建立了维里尔社。豪塞夫的意图是分散政治资源，保证特定的政治利益，与图勒社的政治利益相同。大多数纳粹玄学文献提到了维里尔社，但是所知有限。后面两章将会讨论其功能和秘传原则。

从外在的观点看，图勒社许多历史记录是精确的，但是从内在的观点看，又是歪曲的。有些记录把图勒社视为一群狂人，满脑子都是不着边际的隐喻。另一些把图勒社视为邪恶势力，至少也是一种严重误导。有些记录暗示，1929年以后图勒社就不存在了。其实，它只是转入到了地下。这一时期，七个主要图勒社的成员都被刺杀了。德国全国都同情图勒社及其思想，这使得希特勒可以巩固自己作为图勒社外部领袖的权力，同时夺取德国政权。从此以后，希特勒或多或少抛弃了图勒社的秘传思想。希特勒不能掌握真理，因为真理使用了隐喻。物质上，他拥有绝对权力，对精神层面却没有特别的关注。他开始追随粗野的物质力量原则。

我不打算重复许多历史书提到过的细节。我建议对图勒社感兴趣的读者去查阅后面的参考书目。我集中关注图勒社的神话与词源，以便体现我们意识中的真实。它与蒙淘克现象也有许多有趣的联系。

古代德国秘密会社对蒙淘克有兴趣，因为蒙淘克曾经是图勒的一部分，位于北极的附近。那时大陆漂移还没有发生，大多数地质学家认为大陆还是一个整体。从地质学上看，蒙淘克位于海底火山的顶部，海底火山布满了熔岩隧道，像个天然马蜂窝。不过你在本书中找不到，这里只是顺便提一下而已。从蒙淘克可以看到的布洛克岛（Block Island），是类似的山顶。蒙淘克和图勒是不是同一大陆，还有争议。古代地图显示它们相当地接近。

古代神话把图勒视为北国乐园的首都或中心，字面上是“超越极点”，就是说位于这一维度之外。图勒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源头。希腊神话中，阿波罗（Apollo）教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神圣几何学，阿波罗就住在北国乐园。根据毕达哥拉斯学派，地球是从中心的虚空展开的几何结构。这个虚空被许多古代民族，包括苏美尔人，称为黑太阳。在这个意义上，图勒与黑太阳意义相同。万字格是这些古代图景的一部分，展开存在的几何图景就可以观察到了。万字格除了其他定义，意思是资源，代表永恒的缘由或创造的泉源。图勒社使用万字格象征为标志，就代表了这一理念。

黑太阳是比图勒更为秘传的概念，自己代表了创造的虚空，最古老的想象原型。于是，这个名义为图勒社的精英专用。黑太阳其实是图勒社内部的秘密会社，资格比别的会社老。简•冯•赫尔申不仅告诉我这些，还补充说，党卫军制服上的SS的意义并不是普通人或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传统上认为，SS是“保卫”和“分队”的首字母。其实，SS代表“黑色”(Schwarze)和“太阳”(Sonne)。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士兵都是黑太阳成员，而是意味着密码隐含的意义（黑太阳）。纳粹魔法试图唤起隐藏在黑太阳内部的力量。党卫军早在发挥军事作用之前，就变成了希特勒的个人卫队。

图8.黑太阳符号

上面是纳粹德国最核心的秘密会社象征：黑太阳。今天，在德国印刷或使用这样的符号仍然是非法的。




只要费心研究历史，就会发现图勒和黑太阳的概念与人类一样无所不在。然而，反对纳粹的历史学家视之为疯狂的神话。更为正确地说是历史学家解释不了神话。作为原理，黑太阳更为隐晦，图勒在几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中都可以发现，与巴比伦塔暗示的共同语言思想暗合。墨西哥有图勒神和图拉圣城。加拿大北冰洋地区土著名叫图勒。古代中国（现代中亚）陕西金字塔（Shensi pyramids）的监护人成吉思汗给幼子取名图拉(Tula)或图尔（Tule）——视不同版本而定。我敢肯定还有其他联系，但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些古人使用这些名字时，心里在想着什么。在每一种文化中，历史学家都能找到巴比伦塔倒塌的各种版本的共同线索。

我和朋友对图勒的发音比较感兴趣。我查字典，惊讶地发现了一个新词：铥（Thule）。这是一种稀有的元素，在周期表上是69号。我迅速在几家图书馆里查阅化学书，没有更多的发现，只知道这种元素是在瑞典发现的，根据传说中的北方国土而命名。

普雷斯顿•尼古拉斯受过科学教育，我问他这事，他说他只知道大学教授说学生用不着知道。这话学生爱听，因为他们大多数只想通过考试。如果不是设计好的话，那就是无意识地在模糊这种元素的意义。其他几场调查也一无所获。我只知道铥在性质上是金属，但显然与其他元素不同，因为它自身不能存在。后来我发现这些描绘不准确。不幸的是，标准课本不足为信，我不得不自己调查其秘传意义。

我注意到的第一个秘传意义是，69号恰好是英语中卡麦隆的数字。换句话说，你把英语字母换算成数字（A=1，B=2，C=3之类），卡麦隆加起来恰好就是69。我给简•冯•赫尔申发电传，简不了解铥，但他知道卡麦隆的数字是69。他指出6+9=15，恰好是塔罗牌中魔鬼的数字。当然，这与双性神巴弗梅特有关。

关于铥，我补充一句我灵媒朋友狄娜（Deanna）的话：

铥是灵气，在容器中发现，像紫水晶一样成簇，构成结节。铥存在于矿穴中，例如页岩中的气泡，这是地球的固有部分。铥是银灰色的有毒物质。

铥使得有些人能够呼吸地球上的空气，它保护肺，摄取空气。外星人可以通过铥衣在胃内呼吸，从而使得他们可以吞咽空气或特殊星球上的气体。铥是宇宙通用的万能呼吸器。在地球上，我们人类能够做外星人（在地球或其他星球）做不了的事情，用肺呼吸，而外星人往往依靠胸腔静脉插管。

灵媒富于直觉和创造性，但并不精确。呼吸是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摄入排出能量。摄入排出就是阿尼玛（anima）或生命的存在。西藏人和瑜伽师在秘法中集中呼吸，原因就在此。呼吸连接内外。如果狄娜没错，那么外星人的生存方式和生物学层次与人类相去无几。他们需要铥做介质，保证摄入排出，使得他们在大气中生存。这可以解释你为什么看不见他们在餐馆或者剧院之类的地方。

除了狄娜，我还问过玄学化学家。一开始，他没有说有关铥的事情。一年之后他才说。我得知铥是地球上第十四种稀有元素，这并不稀奇。但我得知，铥之所以稀少，是因为它是地球孕育时的产物，出现于创世初期，很像图勒传奇本身。十四与矢量均衡有关（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使之大众化）。矢量均衡包括十四个点，通过它可以到达几何进化的下一层面，把碳元素联合起来，构成今天我们所知的碳基生命。

上面是一种有趣的解释，但仅仅是开始。玄学化学需要全面的研究，非得另外写一本书。我们以后还会接触到这个关键问题的其他方面。

以后我还会参考涉及到铥元素的相关有趣问题的化学书籍。尽管文本简略，它们仍然说明铥元素是通过从氧化铒中分离绿色氧化物而提取的。氧化不难理解，奇怪的是狄娜怎么会通过传心术知道。书上还说，独居石（monazite）是铥元素的主要来源。同步性体现于独居石的前三个字母（mon），与蒙淘克前三个字母一模一样。你只有读完全书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独居石含有地球上所有的稀有元素，包括钍和钙。铥元素银色、有毒，柔软得可以用小刀切开。除了激光以外，铥元素几乎没有商业上的用途，但是因为它很难被发现，所以价格昂贵。

我找到的铥元素的相关材料就是这些了。读者如果了解得更多，欢迎评注。蒙淘克调查证明了这个办法是成功的。

铥元素除了与秘传财富有关外，在地球孕育的玄学化学理论中也有相当地位。在我们目前的状况之前，存在的是原始基质，比我们今天体验的物质密度更低。我们如果相信神话背后存在真理的话，先于原型的原始基质与我们今天所知的生命一定存在着平行关系。先在的领域就是奥林匹斯山（Olympus）的诸神或我们所知的创世原型。

我闯入铥元素的领域，因为它是图勒社的象征。我们的探索再一次触及了创世原型的力量。图勒运动是回归希腊神话最初的男性原则乌纳努斯（Uranus）运动最纯洁的形式。在《相会在昴宿星团：从内部看UFO》中，解释这一运动贯穿了整个历史，带我们通过希腊神克罗诺斯（Cronus）和罗马神萨图恩（saturne）的崇拜，返回原有时间线的过程。返回乌纳努斯的运动将会把我们带回进化的更早期。乌纳努斯是创世生成网格原来的监护人，直到克罗诺斯推翻他，占领了他的位置。

图勒社的思想是追寻存在的最高特征，这不是给那些参与大屠杀或践踏人性的人找借口。希特勒当时就抛弃了图勒社的高贵层面，得罪了许多社员，包括鲁道夫•赫斯和卡尔•豪塞夫。两人都参与了与英国议和的计划，安排了赫斯时运不济的英国之行（参见《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尽管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丘吉尔不肯合作，别的图勒社员还是安排了从第三帝国的专制下逃走的路线。我们还发现图勒社员的团体不仅仅只限于德国。

1945年初，全世界图勒社员在加拿大北冰洋地区的秘密基地集会。这里标记为103号点，聚集了中国西藏的僧侣、其他东方人、阿拉伯人、墨西哥纯种土著以及美国军官和众多其他来客。所有这些人都相信：图勒社的基本宗旨是救世。他们的师承和遗产可以追溯到远古。

以上资料来自威廉•兰迪格（Wilhelm Landig）的《图勒社的哥特源流》（Götzen gegen Thule），约塞林•葛德文（Joscelyn Godwin）又续了一部《阿卡提斯：科学中的极地神话、象征和纳粹余孽》（Arktos: The Polar Myth in Science, Symbolism, and Nazi Survivsl）。《图勒社的哥特源流》在德国出版，形式上是小说，反映的故事却是真实的。葛德文在《阿卡提斯》中指出，这种事业需要先进的飞行技术。两个作者都认为V7垂直起落飞机可能是这些传奇式集会合乎逻辑的结论。兰迪格写的是小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葛德文经常抱着怀疑的态度，从学术立场出发，很快就把推测和真实区别开来。葛德文笔下的V7飞机特别有趣，因为他完全没有采用我参考的任何德国飞行器资料。

《图勒社的哥特源流》的故事是：两个德国军官在北冰洋附近坠机，被纳粹党卫军军官救出。这个党卫军军官成了他们的哲学领袖，教导他们：图勒如何体现了宇宙秩序，宗教和神话如何从这个神圣的种子发芽成长。这涉及到万神殿，葛德文的神话学记录是准确的。还应该补充一下的是，所谓的103号点不存在种族主义。

103号点最有趣的特征是其领导人自称与神秘泉源有心灵感应的联系。神秘泉源不仅是雅利安人，也是地球上一切积极力量的中心。其他人通过不同名字了解到它。印度人称之为须弥山（Sumeru）。埃及人称之为奥格（Og）或奥兹（Oz）。《阿卡提斯》是这样描绘中心的：

最高中心通过从最早期宗教崇拜就开始举行的马尼索拉斯现象（Manisolas）体现。马尼索拉斯与德国的圆盘UFO飞行器完全不同，是活的“生物机器”，可以自我复制，经过七次生命循环后死去。他们开始时是纯洁的光环，随后结晶为金属形式，含有高浓度的锆石成分。它是女性形式，“母性化”。随后，它发育男性阴茎，形成阴阳合体。随着再生过程的开始，新的马尼索拉斯又在其子宫中孕育了。

葛德文接着翻译了《图勒社的哥特源流》中的一段话，涉及可能的UFO现象：

余下的母体核心排出再生部分，形成了新的能量环，这与生产技术有关。新的能量环同样进入七次生命循环，而生产后的母体缩成球状，最后会爆炸。余下的金属包含铜粒子。目击证人的印象是，到现在为止，马尼索拉斯全都是一模一样的。白天，它们显示非常明亮的金色或银色光环，往往留下玫瑰色的烟雾，随后凝结为灰白色的尾迹。晚上，光盘显示赤红或光泽的色彩，边缘有长长的火焰，红色和蓝色的闪光，光彩如此强烈，好像把它们环绕在火焰中。最了不起的是，它们对付追踪者的能力就像理性生物一样，任何电子定位或电波控制都找不到它们。

这些马尼索拉斯及其行迹代表创世生成网格的一切审美光荣。根据兰迪格的书，许多文化以不同方式在解释它们，其中有些与目标思想的形式有关。如果研究神圣几何学的第三或第四维度，就会发现马尼索拉斯是创世的神秘载体。

这些马尼索拉斯或“生物机器”基本上以第四维界面与其生命力接触。无论它们为善为恶，这些力量都谋求将自己的思想形式刻录在地球及其集体存在的意识中。“刻录”程序的监护权对于那些能够控制它的印记而言，是地球上至高无上的力量。这种控制如此强大，以至于它慢慢侵蚀了地球上的流通货币。上面提及的许多“刻录”程序是通过世界媒体，包括许多政府的宣传部门进行的。

这种力量通过中国西藏的维里尔证明了其首要地位。维里尔是古语，与造型有关（见图9）。力量泉源有许多名字，其中之一是生命力。维里尔研究的是图勒神话学的更深层面。

图9.维里尔造型






1
 　图拉在德语中发音为图勒，在英语中可以发音为瑟勒。梵语中，图拉指平衡。《天方夜谭》中，图拉指杀死某人的妻子。法语中，图拉指“杀死她”。








20.维里尔的力量



我和简•冯•赫尔申讨论维里尔社，他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有趣的团体。维里尔社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名夜光小屋（Luminous Lodge）。我遇见简•冯•赫尔申时，他告诉我，德国没有一本书完整地叙述维里尔社。早在二战前，盖世太保早已把维里尔社存在的一切痕迹抹去了。德国被占领后，他们没有扫尽的一切都让盟军扫除了。维里尔社自己也善于保守秘密，它在UFO研究方面领先于全世界。自从柏林墙倒塌，德国重新统一，信息就慢慢开始泄露。维里尔社的资料片断出现在录像带上。还有一个改编的德文版本叫《维里尔项目》（Das Vril Projekt）。

可笑的是，大多数讨论纳粹与玄学的著作，对维里尔社的力量都只是泛泛而谈。本世纪，大多数知道维里尔社的人都是通过德国火箭科学家威利•莱伊（Willy Ley）知道的
 1
 。1933年，他来到美国，成了大众读者的科普作家。莱伊的大部分著作证明，他是政府的宣传工具，在理性科学的面具下，只关心冷硬的事实。莱伊称纳粹为头脑不清的伪科学。随后他又作了一个巨大的跳跃，谎称纳粹从皮尔卫–里顿爵士（Lord Bulwer–Lytton）的《未来的种族》（The Coming Race）中得到了维里尔的理念。本书前面提到过，维里尔是藏语。简而言之，它的意思是气或生命力，可以通过振动来鉴定。它不是一个陈腐的词，而是为创始人保留的专用词，汉藏语教授是不会让你明白其中的含义的。

尽管《未来的种族》并不是纳粹追寻维里尔的原因，但这本书确实是阿斯特劳•克劳利教育的一位创始人写的。当然，是克劳利转世前的阿道夫斯•康斯坦（Alphonse Constant），化名伊利菲斯•李维（Eliphas Levi）。有关的创始人是当时最有声望的作家皮尔卫–里顿爵士。

皮尔卫–里顿爵士选择小说形式，显示了维里尔神秘力量的某些方面。《未来的种族》讲述了山洞探险家的故事。叙述者探险过许多山洞，最后陷入了奇幻世界。根据小说，维里尔是一个“自然能量整体，结合了地面上许多哲学家的代理”。叙述者接着引用法拉第（Faraday）的话：

我一直有一种看法，大体上，几乎够得上坚信。我和其他许多热爱自然知识的人一样相信，物质力量的各种形式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换句话说，它们有直接联系和自然的依赖，可以相互转化，在行动中具有同等的能量。

下面所说的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描绘一切造物产生的统一场。维里尔显然是在暗示先于物质存在的创世状态。当叙述者告诉我们，维里尔的操作可以产生天气时，显示了与蒙淘克项目的惊人联系
 2
 。维里尔显然是生命力的另一种说法，叙述者称之为“催眠术、电生物学或假设力量之类”。他又说，这种力量可以通过维里尔制造者应用于科学，特别是影响心灵、动物和植物。

《未来的种族》中的主要角色，是居住在地洞深处的巨人族。他们比我们先进得多，在大洪水时代就已经深入地洞。故事依据从火星移民地球的古老种族或耶洛因（Elohim）的传说（参见《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在《未来的种族》中，古老种族名叫维里尔–亚（Vril–ya）。他们告诉我们，心灵的功能可以通过迷幻或异象来加速，在迷幻或异象中，大脑可以相互交流。这样，知识可以在种族之间共享。普雷斯顿•尼古拉斯在《相会昴宿星团》（Encounter in the Pleiades）中讨论过同样的现象。维里尔的实践者能够影响个体，从下意识去吸取知识。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维里尔背后至少有一个坚实的设想。我们自己能不能利用，这是另一个问题。纳粹因为他们的“伪科学狂想”而受到非议，其实他们是在开发一种联系物质先验状态的技术。出于上面的描绘，我们也可以看出迷幻状态可能掺入或污染了邪恶。

如果把《未来的种族》当作科幻小说，就会错过维里尔的主题。当时的人可不是这么看待作者或这本书的。那时最流行的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能与皮尔卫–里顿爵士同列，就感到非常自豪。他高度评价皮尔卫–里顿是一位大师。

《未来的种族》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告诉我们维里尔–亚使用“原始语言”。这是没有污染的语言，没有与其他文化的语言混杂。这种语言以单音节为基础，用颤音发出。叙述者举了基于音调语言的汉语为例——汉语一音多字多义——意思是维里尔–亚语言更接近原始语言，汉语就是世界上原始语言的最好例子。显然，合理的语言如此复杂，是一切创世泉源的漂移。不过，我试着描绘一下自己的追寻，一般意义上的词源学会将我们带回共同的来源。

维里尔–亚语言显然参照了人类共同的母语。《未来的种族》很了不起，简要描绘了这种语言的成分。它们通过秘传渠道联系，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最有趣的词源学问题就是维里尔这个词本身。叙述者说，金字塔的象形文字△（倒V字）象征着至高无上，代表品质或力量。如果我们扩大词源学，考虑维里尔的其他成分，就得到“里”（ri）和“尔”（l），“里”象征统治原则（参见《帝王》[regal]或《梨俱吠陀》[Rig–veda]）。“尔”相当于耶洛因中的“伊尔”（El）或“神”（God）。这样一来，维里尔的意思是，通过金字塔统治原则体现的神的力量。

维里尔–亚的女性在体型上和运用维里尔的能力上都高于男性，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问题，我希望其他人都来读一读《未来的种族》，以便更为深入地理解该书。

当我们考虑到阿斯特劳•克劳利死于1947年12月1日时，维里尔的概念又出现了。他身上带着一块方形羊皮纸，据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离身。羊皮纸上刻着维里尔的名字，据说是天使或外星实体。肯尼斯•格兰特在《时间环外》（Outside the Circles of Time）中暗示，克劳利与这个名字代表的实体有联系。

格兰特恰到好处地定义了维里尔为性高潮建立的魔法力量，为的是唤醒外来的存在。他进一步定义，唤醒的对象是奥诺玛（Onoma），也叫深者（Deep Ones）、可憎者（the Repulsive）或可恨者（Abhorrent Ones）。它们是下意识最深处的原型，据说是唤醒古神或被遗忘者的关键。它们激发了H•P.洛夫克里夫特（H.P.Lovecraft）著作的灵感，洛夫克里夫特与纳粹的联系是臭名昭著的。

布拉瓦斯基夫人的著作《秘密教条》（The Secret Doctrine）中可以找到与维里尔有关的秘传。布拉瓦斯基夫人知道维里尔的力量，但是称大西洲人叫它“马茨–马克(MASH-MAK)”。我们看长岛地图，看到离蒙淘克近在咫尺的庇护岛（Shelter Island）自然保护区马茨马克点（Mashomak Point）时，不免再度忍俊不禁。《蒙淘克的金字塔》讨论过这些印第安名字，蒙淘克印第安语源于维里尔。这就暗示，蒙淘克印第安人是从传说中的高水准没落下来的民族。

维里尔或马茨马克出现在长岛，是最高秩序安排的耦合。这里是道教医疗大师蒙淘克•蔡（Mantak Chia）选择的家，他现在住在老家泰国。《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提到过此人，因为他的名字体现了同步性原理。他告诉我，蒙淘克这个名字是他的老师、一位西藏僧侣给他取的，在藏语中意思是品质，也有慷慨、理解、光明的意思。在那以后，我又发现蔡的意思是兽。联系看来没完没了。我希望蒙淘克•蔡的“蔡”意思是“气”——能量。但是，这种能量的运行通过了人类的兽性特征——他的身体。

蒙淘克•蔡主要教导人们如何通过身体运“气”——性能量，与天地灵气和谐。他的分店遍布全世界，他写过几本书。他的一项教导是内化性高潮，从而延长它。他最近的新书是《多重男性性高潮》（The Multiple Male Orgasm）。

有关维里尔的有趣故事涉及到蒙淘克•蔡的学生迈克尔•摩根（Michael Morgan）。摩根在道教医疗所工作几年后，出了一起严重车祸，几乎丧命。他昏迷了一段时间，最后获得了特异功能，成为大西洲实体约卡（Yokar）的灵媒。

在过去的几年里，灵媒倡导人们加入维里尔社，并在这个主题上发布了数量可观的深奥信息，我在这方面的信息是从朋友肯•阿瑟那里和其他一些途径获得的，肯尼和灵媒一起学习过。

在巴比伦传说中，古代母语名叫维里尔，是比天使语言伊诺克语（Enochian）更基本的传说语言。在人类进化出语言器官以前，他们通过心脏与咽喉之间的遗痕器官表达意图。这个器官与动物的催眠术有关，直接联系到以太精神财富。我们的祖先一度通过振动这个器官表达意图。孤立的个体发展语言相互联系，其实是整体意识的退化。如果从这个“维里尔点”发送信息，集中表达真实愿望，就会激活自我的特征。在这方面，维里尔与个体的真实愿望有关，与泰勒玛和安拉相同。

当我们把维里尔视为语言机制时，维里尔是古代创世的语言，是单弦琴上发出的72个音调。这个数字恰好等于伊诺克和所罗门的72把钥匙，是同一原理的不同形式。它自身构成了整体文本和全面研究。我的目的是要证明纳粹无疑不是科幻小说中的疯子，把他们疯狂的主意付诸了实施。他们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被历史忽略的分类秘传原理。

纳粹企图通过维里尔启动天国的非常力量。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多么接近于成功。



1
 　关于莱伊有两个有趣的事实：他在火箭推动力方面与杰克•帕森斯有联系。他第一个出版了火星人面照片的著作。我见过照片和书，但是记不起书名。书是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



2
 　从法拉第屏蔽可以看出一种联系。法拉第自己的引文暗示，他的屏蔽与统一场有共振关系。在《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中，灵媒基尼猪（guinea pigs）在蒙淘克被放进法拉第屏蔽，进一步暗示，统一场理论的未知因素就是意识的成分。








21.维里尔飞碟



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会明白UFO的研究充满了谎言，也非常滑稽。为了确定若干相对真实的信息，必须在大量垃圾信息中删选。

或许这一领域最不合逻辑的信息在于，当考虑到飞碟的历史时，你就会发现所有照片都来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如果你看肯尼斯•阿诺德（Kenneth Arnold）在华盛顿州拍摄的照片和其他早期照片，就会发现造型有些过时。有些飞碟极为粗陋，几乎是拿马口铁钉成的。它们肯定不像现代UFO那样，都是精致的金属制品。当我们前进到70或80年代，就会开始看到高技术的飞碟。微风湾飞碟（Gulf Breeze）是它们的原型。有些飞碟明显是恶搞份子的杰作，穷尽了想象的极限。

如果我们相信照片的真实性，那么以上信息都是不合逻辑的，除非外星人的技术这些年突飞猛进。从马口铁雪茄到高技术飞碟，恰好与人类从螺旋桨飞机到鬼怪式战斗机同步。只能把它们视为历史图景。当20世纪50年代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粘贴简单的海报时，古董飞碟就很配得上它们。现在麦迪逊大道布满了高科技电脑造型，外星人也与时俱进，变成了高技术飞碟。当然，在第一个地方，说飞碟是麦迪逊大道的产物也很可笑。

以上方程式遗漏的因素是，那些飞碟根本不是外星人，而是地球人的创造。这也是为什么人类遭遇飞碟如此隐秘的原因：大多数相关技术源于纳粹德国！这是UFO研究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了。

媒体不去调查真相，反而拿罗斯威尔事件和目前最著名的外星人解剖录像带转移视线。易于上当受骗的公众买了下来。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也放出风声，要把罗斯维尔事件搬上银幕，纪念其五十周年。应该明白的是，媒体欢迎罗斯维尔事件，是一个明确的标志，说明其中有诈。没有人曾经暗示过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飞碟是纳粹飞行器。当然，根据目前流行的传奇，罗斯维尔飞碟中的外星人尸体需要解释。我们只要想到世界著名探险家雅克•科士蒂（Jacques Cousteau）的众多冒险之一，就会得到解释了。

科士蒂在亚洲探险时，在新几内亚附近群岛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种族，在许多方面都像人，有大眼睛，没有头发。这是长期生存在地洞中的结果，显然已经进化多年了。你只要稍加篡改，就能把他们放进纳粹飞碟，改变一下标记，在现场制造外星人来临的可怕声音。我不是说这个案例一定是这样，但是这些稀有人种的文献一度要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曝光，我一个朋友当时就想拷贝一份，结果不行，文献从未出现。原始记录无法复原。这一点很可以说明问题。

科士蒂探险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德国研究项目的亨利•史蒂文森（Harry Stevens）指出，自从纳粹时代以来，基因技术创造的类似灰色外星人早已存在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的克隆羊，实际应用被视为遥不可及的事情。

人们经常忘记罗斯维尔事件上过头条，消息无所不在。这不是了不起的秘密。这使得智能生物的活动更有说服力。外星人威胁可以成为烟幕，给国防部门提供了开发的理由，或是有助于掩盖战后纳粹飞碟的威胁，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

没有任何信息能证明纳粹涉足了罗斯维尔事件，但人们应该思考，维里尔社的全部历史，远没有维里尔社在西方历史中未经报道的飞行技术来得重要。

1996年，我的朋友简•冯•赫尔申计划出一本书，其中有几百张维里尔的飞碟照片。如前所述，德国政府封杀他，是因为他的书“煽动群众”。因此，我们从未看到他的书。我见过他的一些照片，有几张包括在此书里。在他的许可下，它们和他的书《秘密会社》（Secret Societies）一起重印，这本书以后还会被提到。

当简•冯•赫尔申告诉我另一点时，泄露纳粹飞碟的信号出现了。他说，德国MUFON（UFO统一研究体，Mutual UFO Network的缩写）首脑迈克尔•赫斯曼（Michael Heseman）和《众神之车》（Chariots of the Gods）的作者埃里希•冯•丹尼肯（Erich von Däniken）一听说纳粹飞碟就会勃然大怒。为什么这个理论如此令人不快？我们对赫斯曼有一种解释，他诋毁蒙淘克信息，在德国毁谤它。关于他，我们还有别的故事可说。

1992年，我在法兰克福认识了赫斯曼，亲自听到他的批评。因为我的利益是推销此书，根本无意与他争执。出于礼貌，我告诉他我对蒙淘克及其项目体现的秘传很感兴趣。他看上去很困惑，但是并不震惊。随后，他突然大声迸出几句话，令人想起电影里的纳粹军官。

“秘传！”他说，“我和一些西藏喇嘛研究了十年，人们需要知道的，我们都告诉他们了！”

所有这些荒谬的表现都是为了隐藏真相，特别是有关纳粹在飞碟技术上的神秘作用。

作了这些说明以后，我现在可以分享我从维里尔社学到的东西了。这些信息令人激动，也充满了争议，你从正规的飞碟著作或纳粹玄学图书中找不到。许多信息来自我的朋友简•冯•赫尔申及其友人，他们拍摄了录像带《飞碟与第三帝国的秘密》（UFO Secrets of the Third Reich）。参考书目中几乎没有列出信息来源。

卡尔•豪塞夫建立光明兄弟会时，维里尔社与图勒社大致同时建立。其他书称光明兄弟会为光明社。这个团体最后重新被命名为光明协会，由三个团体组成，登峰造极。这三个团体是：黑石社，1917年从条顿社分出。图勒社黑骑士团。黑太阳社，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精锐。条顿社集中关注物质与政治计划，而维里尔社关注“另一方面”。

如果没有玛利亚•奥赛克（Maria Orsic）这个灵媒，维里尔社可能不会得到大发展。她收到未知语言以秘密符号的形式向她传输的信息后，掌握了整个项目。玛利亚不认识这种语言，但寻找到了秘传解释，并结束于定期会议。与会者是一小群精英，包括图勒社、黑石社和维里尔社其他成员。另一个灵媒西格伦（Sigrun）也在会议上
 1
 。

玛利亚和西格伦为维里尔社接收了几次传输，记录被转换为教条。根据这条联系线路，阿尔德巴兰星球（the star Aldebaran）传来信息，这是一颗有两个行星的星球，形成了苏美尔帝国。苏美尔帝国人口分为两个阶级。雅利安人是统治种族，此外，还有一个奴仆种族，是气候变化的产物，以消极风格发展。两个阶级人口都在增长。他们的问题在于种族混杂，人种退化，太空旅行技术失传，尽管语调是种族主义，但我们得知苏美尔帝国没有种族主义，两种不同的民族彼此相互尊重。

5000万年前，雅利安人（名叫耶洛因或古老种族）开始殖民太阳系，因为阿尔德巴兰星球已经不适于居住了。今天位于小行星地带的马尔杜克首先被殖民，接下来就是火星。当他们来到地球时，这些雅利安人以苏美尔人闻名于世。

随着他们继续输送信息，维里尔社发现古代苏美尔是源于阿尔德巴兰星球，与德语类似。

撇开上面的种族政治，维里尔社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造飞碟。是否阿尔德巴兰实体的命运即将在地球再度上演，不得而知。当慕尼黑大学的W•O.舒曼博士（Dr.W.O.Schumann，有人说是学者）发言时，事态恶化。他说：

决定事件的每一件事上，我们都可以认出两个原则：明与暗、善与恶、创造与毁灭。电学有阴阳两极。总是这样：是……或否。

这两个原则：创造与毁灭，决定了我们的技术方法……

一切毁灭源于撒旦，一切创造源于上帝……一切技术基于爆炸和燃烧，因此源于撒旦。未来新世纪将会有新的、积极的、神的技术！

舒曼第一次出现在历史年鉴上是在1919年。那时图勒社和维里尔社在柏斯伽登（Berchtesgaden）的狩猎小屋聚会。从此，人类通向群星的技术和装备开始产生。这里储存的秘传知识和技术知识极为丰富，可以超越时间本身。他们造出了时间机器，可以面对诸神。查清此事用了两年时间，但大部分仍然留在历史的迷雾中。

关于此事，我们得知的一切就是：某种时间机器已经造出来了，在1924年底，被秘密存放于德国南部，可能在奥格斯堡（Augsburg）的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飞机厂。有关时间旅行的一切信息都经过了圣殿骑士团的整理。无论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这个故事与《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中1923年黑太阳时间旅行实验的传说，高度吻合。

维里尔社大多数成员一定是时间旅行的旁观者，没有参加这次实验。我们只知道他们的一个支流：飞行驱动器。我们得知，维里尔社占据了一座建筑作飞碟驱动实验。鲁道夫•赫斯很欢迎这种技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讲演广为人知。

在这一时期，德国人还试验了科安达效应（Coanda Effect），得名于1911年发现反重力的哈瑞•科安达（Henri Coanda）。在厨房拿一个圆边盘子，用水龙头冲过圆边（注意让圆边轻轻倾斜），就能证明这一效应。水流出圆边低处，逆重力冲过一小段距离。用这种技术，侧面喷射就可以增加更大的主流。德国人称这种新技术为“流体学”，用流体代替电流。他们有些飞碟就是运用这种技术和喷气燃料。似乎纳粹在狂热地追求飞行技术，其实并非如此。希特勒对常规战争武器的兴趣更大。它们的作用已经被证明，而不是实验。据说，任何开发时间超过一年的项目，希特勒都不感兴趣。

维里尔社得不到财政资助，虽然德国媒体为维里尔飞行器大肆鼓吹。广告大吹法螺，说他们利用了古代大西洲技术，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人不熟悉也不喜欢任何外国主意。1934年，维里尔社在舒曼的领导下造出了第一个环形反重力飞行器。飞行器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阿拉多（Arado）飞机工厂诞生了，被称为RFZ–1型。飞行器运行不佳，垂直上升六十米后，变得不稳定，不断失去控制。飞行器无法定向。飞行员卢瑟•瓦尔兹（Lothar Waiz）设法着陆逃生。而后，飞行器像陀螺一样狂转，化为了碎片。尽管这是一场灾难，维里尔社仍然继续制作更多飞碟。

下一架飞行器是RFZ–2型，前后不到六十英尺，外形模糊，色彩鲜艳，很像现代的UFO。尽管它后来用于跨越大西洋的侦查，在不列颠之战中大显身手，但是在直接交锋中毫无用处。它可以奇迹般改变方向90度、45度、22.5度。尽管它在战斗中笨拙，这些方向突变恰好是UFO飞行的常态。尽管RFZ–2型取得了有限的成功，纳粹高层并不重视它。海因里希•希姆莱是唯一一个对此很感兴趣的人。他命令党卫军寻找替代能源，以便德国空军摆脱对航空燃料的依赖。

他建立了两个特别部门，集中开发维里尔社的新技术：U–13和SS–E–4。后者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直接监督下，希姆莱就是黑太阳社第四号人物。SS–E–4主要依靠维克多•勋伯格（Viktor Schauberger）的成果。勋伯格是科学家，毕达哥拉斯通过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指点过他。圣殿骑士团长期在许多其他人中保存着这些秘密知识，然后自己选择历史时间揭示它们。

勋伯格运用毕达哥拉斯创世理论：“音乐通过和谐共振创造了我们的宇宙。它教导我们，物质结构取决于其整数的比例均衡关系。一切构造都具有内在的比例和谐，是巨型乐器的组成部分。所有的科学规律：化学、生物学、遗传学都是和谐的一部分。”勋伯格是博物学家，也相信自然秩序憎恶粗陋的爆炸原理。他寻找宇宙的内在力量，运用于宇宙外部。既然爆炸是毁灭，那么内爆也许是替代办法。他遵循这一思想线索作了巨大努力去追寻反重力，接近反物质的领域。

1934年，维克多•勋伯格会见了希特勒，讨论他的工作。勋伯格的目的是根据自然秩序和谐技术。这与希特勒原来的喜好相合。随着第三帝国进入列强之列，接下来的问题就产生了，勋伯格是和平主义者，开始大声疾呼纳粹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与宇宙本体相分离。

希姆莱的SS–E–4是基于勋伯格和维里尔社的著作，形如飞盘。至1938年底，他们实际上已经造出了飞碟型飞行推进器，最后发展成了RFZ–4型飞盘。1939年，党卫军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RFZ–4型，发展为65英尺长的长途飞行器，开始时取名为RFZ–5型，最后称为哈柏或哈柏Ⅰ型（Haunebu or Haunebu Ⅰ）。

这时，英国情报部门发现了党卫军的行为。可能他们收集的德国飞碟资料严重影响了英国对德的决策。历史告诉我们，德国人擅长技术，政治上的智慧不能令人佩服。二战前的那些日子里，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德国的外交，也适用于德国的内政。德国军队、海军和工业虽然在技术上成功，却不能协调配合成一个整体。

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工业竞相争夺政府的军火合同。新型飞碟必须靠边站，但并没有完全被放弃。1942年底，党卫军推出了哈柏Ⅱ型或RFZ–6型，最大长度为100英尺，中心高度30英尺。哈柏II型在地球大气中的速度超过了马赫–4型（Mach 4）。据信，这种飞船可以用作太空旅行。它装备有射线枪，有长途旅行的空间。这个型号如此成功，党卫军为哈柏飞行器系列招标。1945年3月，也就是在战争结束前，杜纳耶公司（Dornier company）中标了。

最后，产生了哈柏Ⅲ型（Haunebu Ⅲ）——一切飞碟的原型杰作。它能载运32人，飞行至少8周，速度和马赫–10型一样快。它做过19次飞行实验，也拍过飞行电影。据报道，只生产过一架哈柏Ⅲ型。

图10.RFZ–2型

RFZ-2型前后不及60英尺，外形模糊，色彩鲜艳，很像现代UFO。尽管它后来用于跨越大西洋的侦查，在不列颠之战中大显身手，但是在直接交锋中毫无用处。它可以奇迹般改变方向90度、45度、22.5度。尽管它在战斗中笨拙，但这些方向突变恰好是UFO飞行的常态。照片中的颗粒是原始照片第三版数字化扫描的结果。




德国统治时期的飞碟不是只有以上这些，但以上这些都只是基本原型。还有其他几种都取得了各不相同的成功。也实验过许多不同的推进系统，但本书的任务不是列举它们或记录它们。我只做大略的技术描绘，因为大多数读者不会有耐心看气动之类的技术说明。有兴趣的人可以咨询德国研究机构，我补充这一点，主要是为了那些爱好技术的读者。




图11.勋伯格设备

1939年，奥格斯堡飞盘。据信，根据维克多•勋伯格的设计制成。本书上面和其他飞碟照片都是简•冯•赫尔申好意提供的，首先出现在他的《20世纪的秘密会社及其权力》（Secret Socieites and Their Power in the 20th Century）中。

二战以来，其他几种纳粹飞行器也很重要。

雪茄型母子飞船计划在1943年建造，被称为安德洛墨达（Andromeda）或安德洛墨达设备（Andromeda Device）。它长139米，里面至少可以放下一架哈柏Ⅱ型、两架维里尔–Ⅰ型、两架维里尔–Ⅱ型。据信，它的设计是要被用于迄今尚未确定的星际项目。雪茄型飞船的构思颇有道理，因为齐柏林飞艇已经是长条形了。UFO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录。

还有著名的富／夫战斗机（foo fighters）。1943年，许多人见证了UFO经过德国，本地报纸也有报道。这些UFO至少有一些与美国战斗机飞行员王德尔•斯蒂文（Wendelle Stevens）所见的相同。据斯蒂文报道，这些UFO是灰绿色或橘红色，在他的飞机五米上方飞过。众所周知，富／夫战斗机能阻塞雷达，造成电波问题。虽然盟军飞行员统称为富／夫战斗机，但是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德国飞机。其一，是飞行龟，在维也纳–纳斯塔特（Vienna-Neustadt）由SS–E–4发展而来。它们包含先进的超短波电子管（蒙淘克也在使用）。党卫军称SS–E–4为死亡射线。它们是必要的无人探测器，能分散点火系统和电能。不仅当时UFO有见证人，而且50和60年代的蒙淘克居民都可以作见证。

图12.来自金星的纳粹

1952年12月13日，乔治•亚当斯基（George Adamski）的照片局部。他谈到来自金星的金发碧眼外星人。显然，他们坐在德国的哈柏II型（Haunebu Ⅱ）中！




除了飞行龟以外，还有“肥皂泡”。它们都是气球，里面有金属螺旋，用于扰乱敌方雷达。它们在心战部门可能是最有成效的。

除了以上史料，还有詹姆斯•J.胡塔克（James J.Hurtak）教授的录像带，他声称自己详细查阅过纳粹档案，包括彭尼穆德岛建立天空城的计划细节。他调查过纳粹火箭科学家，说德国人在1935年就已经意识到，人类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他们也是第一批打开窗口，与外星人接触的人。




图13.维里尔–7

维里尔-7（Vril-7）着陆在巴伐利亚的照片局部。原始照片中，飞行器底部的党卫军标记明显可见。

外星人问题导致维里尔社采取了更为秘密、更不寻常的方式潜入了地下。与外星人接触保密严格，连曲别针项目的科学家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希姆莱的SS–E–4用于传统的侦查和军用飞机。某些科学家，大概是维里尔社成员，开发了矮小的哈柏。这些飞船中包括用于外太空旅行的大型电磁飞船。就算没有实际上的建造，肯定也有过这样的打算。

胡塔克教授说，第三帝国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打开了通向外太空的窗口。他也提到更高级意识的活动，像斯文赫定（Sven Hedin）去西藏，这个地方我后面会提到的。胡塔克的评论可以在录像带《第三帝国的秘密》（Secret of the Third Reich）中看到。

或许关于维里尔社，最不寻常的是1934年1月3日和4日的会议。希特勒与希姆莱一起讨论维里尔项目，发射巨型太空飞船，通过独立于光速维度通道的前景，拟议去阿尔德博兰星球。正如胡塔克所说，如果参考苏美尔和圣经文献，就会发现外星人在人类历史上的长期影响。早在罗斯维尔之前，德国就有类似事件发生。这个国家有世界上最出色的科学家，有理由成为接触对象。纳粹前沿研究机构彭尼穆德岛本身就意味着“世界之首”。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知道德国人或纳粹到底把他们的技术推进到了什么程度。本书的信息显示，他们的触角远远超出了日常经验的范围。这里面显然有某些神秘的玄学力量在起作用，意图利用创世生成网格。通向这些神秘的门户只是刚刚打开而已。

图14.维里尔–7最后的已知照片

维里尔-7的这一版本中，加农炮（canon）的司令台（Admiral’s Bridge）被架到了冲天炉的前面，后面加了一个“阳台”。






1
 　应该提到这些秘密会社，特别是后来与纳粹有关的，利用了现代文化认为最搞怪的女性风格。我读过听过许多报道，女人在德国玄学家面前脱衣，同时外胚质（ectoplasm）从阴道出现，与秘传联系。这些女人一般被说成老农，不配出现在玛利亚或西格伦年轻漂亮的艺术照中。








22.布鲁黑文联系



上面几章只是概述令人困惑的整个场面。许多人会奇怪，这些与蒙淘克有什么关系？我们一想到勋伯格博士的命运就会明白了。勋伯格以其“积极能量”技术执行了维里尔项目，宣称纳粹是错误的运动。1958年，维克多•勋伯格和他的儿子沃尔特（Walter）在紧急需要下被带到了美国。也就是在这一年，国会命令蒙淘克工程，或统称的凤凰项目停止。

勋伯格来到美国，因为帝国一片废墟，只有美国才能实现他的梦想。他的个人动机是，整合内爆技术和毕达哥拉斯音乐模型，形成平衡地球的全面技术。二十五年前，他徒劳地与希特勒分享的乌托邦就是这个。现在，他希望说服取代邪恶纳粹的美国人，使善在历史上获胜。不幸的是，美国人另有打算。

维克多•勋伯格和沃尔特发现他们的签证都是四年时，应该注意到邪恶在起作用。维克多过去一直坚持只在国外呆三个月，他儿子愿意呆一年。这一事件证明是未来一系列挫败的前奏。

卡尔•格西摩（Karl Gerchsheimer）和罗伯特•杜拉（Robert Donner）负责带勋伯格来美国。格西摩是自然科学家，知道内爆的意义。杜拉负责财政，是幕后操盘手。勋伯格一到美国，第一个目标就是将他的先进知识传授给格西摩。结果，格西摩非常失败，因为勋伯格的训练和术语对于他熟悉的科班科学极为陌生。格西摩对杜拉抱怨说自己一无所获。杜拉想要得到德国第一天才科学家的核心知识，听到格西摩失败后，立刻飞到国家原子能实验室，验证勋伯格工作的可信度。国家原子能实验室今天名叫布鲁黑文实验室，构造了蒙淘克项目的思想水箱。在布鲁黑文讨论了三天后，一份书面命令要求杜拉安排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埃里克•A.鲍纳（Eric A.Boerner）作勋伯格的中间人。

鲍纳是个奇怪的人，可能是个两面派。他挤进了布鲁黑文高能同步稳相加速器的设计团队，高能同步稳相加速器基本上是粒子加速器。从技术上讲，就是质子（氢原子去掉电子）加速器或利用巨型电磁线圈产生的高能电子和电磁场的同步加速器。

在杜拉的赞同下，勋伯格用德语写出了他知道的一切内爆资料，该书不考虑是否符合科班术语。这些报告寄给了纽约州厄普顿（Upton）布鲁黑文国家原子能实验室的埃里克•A.鲍纳。报告是1958年8月15／16／17日在杜拉或其代表格西摩签署的命令下写成的。格西摩随后要求鲍纳将报告翻译出来，解释给布鲁黑文的科学家们。

鲍纳不是物理学家而是工程师。由于他与高能同步稳相加速器项目有关，勋伯格一家很容易误解他的真实身份。他们认为他是高能同步稳相加速器项目的领导，其实他只是一个同情祖国的德国人。鲍纳不在最机密的物理学家当中，只是工程设计团队的一员。勋伯格一家以为资料是要提供给美国政府和军队。他们知道内爆可以创造比氢弹更为可怕的炸弹。他们如果知道真相和他们行动的后果了，一定会感到震惊。

克服了解释勋伯格报告的最初困难后，装有勋伯格全部作品的盒子和箱子被送往了欧洲，里面的信息展示了勋伯格的全部作品，并且使他意识到技术的实现须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据说，有些手稿包括E=MC2的解释，澄清了自然能量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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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杜拉及其布鲁黑文密友策划的是常规科学力所不能及的宏大项目。他们准备启动创世生成网格，根据自己的设计引导它。在这期间，勋伯格上当受骗了。他们告诉他，这个项目会造福全人类，需要四年时间才能充分完成。虽然骗局很明显，但是勋伯格文化上背井离乡，没有充分适应，所以没有看出来。

勋伯格一家最后不肯合作。维克多因为健康不佳，住进了医院。沃尔特借口忘记重要约会，前往科罗拉多州。在科罗拉多，他会见了东方石油公司和中继线公司执行官。勋伯格一家决定回家。

杜拉从来不会失望或害怕，他命令他的律师制定合同，要求勋伯格签字，说是离开美国的手续。勋伯格英语不好，不懂合同的全部含义。维克多•勋伯格经历许多争论、愤怒、误译，决定不惜代价急于回家。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签署了什么，就放弃了一切专利、发明和思想。此外，他同意永远沉默。

维克多•勋伯格回到老家林兹（Linz）后几天就死了，这并不令人惊奇。

勋伯格的作品经过布鲁黑文科学家的解读，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HAARP——高频极光研究项目，意图控制地球网格。它影响气候和一切物种的思想。幸运的是，这个项目不完整，漏洞很多。

整件事是纳粹–蒙淘克联系的范例。卡鲁姆•柯尔特兹（Callum Coats）的《生命能量：与维克多•勋伯格理论有关的设想》（Living Energies: An Exposition of Concepts Related）提供了充分的文献，可资参考。尽管勋伯格的历史复杂纠结，也不过是巨大网络中的一段。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参加这场骗局的组织之一。



1
 　根据1996年8月、9月《联系》（Nexus）杂志的文章，爱因斯坦（Einstein）的著名方程式1903年首先由弗莱德里希•哈森诺尔（Friedrich Hasenohrl，1874年12月30日——1915年10月7日）教授提出。哈森诺尔是因斯布鲁克大学（Innsbruck University）物理系主任，后来去了奥地利维也纳。








23.战争的余波



许多希特勒的将军在战争最后几年都与他反目，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希特勒要求著名的沙漠之狐埃德温•隆美尔（Erwin Rommel）自杀，以免因反目而受辱。大多数纳粹高级将领都意识到他们面临着失败。

1944年8月，马丁•鲍曼制定了万一德国战败的预案。8月10日，他召集德国顶级工业家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宾馆。这些人包括弗利兹•蒂森（Fritz Thiessen）、克虏伯（Krupp）家族和I•G.法本（I.G.Farben）的执行官。大量计划付诸实施，世界从未了解。科学家、机械、蓝图、流动资金（许多是假美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德国移往几个中立国，其中包括西班牙、瑞典、瑞士、阿根廷。只有精确而一丝不苟的德国人的头脑才能坚持，什么也不会忽略。运走的不仅有工具，而且有制造工具的工具。哈米尔•斯哈策（Helmar Sch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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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选中负责财政银行事务，而奥托•斯科泽尼则负责将人和物转移到预定的国家。

这样巨大的工程，必须有高效而富于献身精神的网络才能执行。即使斯科泽尼和财政官斯哈策有巨大的资源，但没有相当的帮助也执行不了整个计划。在这些领导背后是国际卡特尔I•G.法本及其无数分公司、联系人。由于I•G.法本对世界事务，特别是战争的重大影响，我们有必要详细观察其历史。

I•G.法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670年，德国成立了六家小型柏油染料公司。到纳粹掌握权力时，小公司已经变成巨无霸联合体，名叫“染料生产公司利益共同体”，控制了全世界染料工业。

1947年，参议员霍华德•华生•安普儒斯特（Howard Watson Ampruster）写了一本书，揭露了I•G.法本的内幕，名叫《阴谋的和平：德国染料和美国冤大头》（Treason’s Peace: German Dyes and American Dupes），由纽约比彻斯特公司（Beechurst Press）十字路口出版社（Crossroads Press Book）发行。书中内容并不稀奇，今天的市场依然如此。此书以无法反驳的证据，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证明I•G.法本是神秘组织，通过海外分公司和秘密联系，缔造了高效而难以捕捉的间谍机器，最终目的是征服世界，实现I•G.法本指导的世界统一。

当然，在今天的政治气候中，没有人会说I•G.法本是好公司。问题在于，它与美国政府高层有心照不宣的合作。

许多人记得I•G.法本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的经营者。据说，这里的工人一旦精疲力竭，就会随着犹太人和囚犯进入毒气室，受到齐克隆–B（Zyklon-B）毒气的处理。

《阴谋的和平》精确评论了经济史，证明I•G.法本应该为美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解除武装负责。

法本处在科学应用的边缘，其政策就是在整个文明世界发起恶性竞争。他们在其他国家申请专利，成功杜绝了竞争。他们的科学知识提供了内在的视角，让他们能够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自然资源。公司建立在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名字，但都是法本的下属。其他成功的公司通过交换股票纳入了网络。I•G.法本用尽了可以想象的、但并非不合法的途径，实现了世界上罕见的垄断。哪怕是只有笔和电话，他们都能供应军备和自然资源。

I•G.法本没有忘记美国。有时专为财务，有时参与重大的罪恶政治。一战证明了I•G.法本无疑是主要的幕后操纵者。凡是读过当时报纸的人都不会对此质疑。但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为其美国分公司的建立提供了财政支持。于是，I.G化学公司诞生了，分支遍及美国。

一个关键演员“野牛比尔”威廉•多诺万是中央情报局前身和原型战略情报局的奠基者。多诺万上校领导战略情报局以前，在赫伯特•胡佛时代担任总检察官助理。多诺万是锐利的华尔街律师，但是常常被人遗忘。他从司法部辞职时，华尔街的事业已经开始。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I•G.法本案。1929年以前，他的事业同步性并不惊人，特别是那些看起来有阴谋的。

多诺万有反对美国的外国后台，这点颇有争议。他在一次化学工业宴会上微弱地回答了批评。提到技术联系时，他指出美国在法德两国投资设厂（生产卡车、汽车和机械），德国人当然有同等权利在美国办化工厂。他完全抹杀了I•G.法本不可信的因素，他们的合作以垄断告终。

另外几位关键人物是I•G.法本董事会的领导保尔•瓦博格（Paul Warburg），阿斯特劳•克劳利的朋友奥托•卡恩（Otto Kahn）。卡恩把家安在长岛的最高点——冷泉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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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最先进的基因实验室就在冷泉港。实验室有他们与纳粹分享基因信息的历史记录。卡恩的妻子也是优生学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保尔•瓦博格与奥托•卡恩都是犹太人，却扮演了I•G.法本支持者这样奇怪的角色。强大富有的银行家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这不是稀奇的事，但这两人一向是犹太人最大的保护者。有确凿证据说明卡恩在这方面是诚实的。卡恩以积极反对纳粹而闻名，但他的行为却与之不符。共和党参议员乔治•H•摩斯（George H.Moses）让他担任共和党委员会的财务官，希望他捐款支持当选议员，以照顾I•G•法本的利益为回报。

瓦博格是美国I•G化学公司的领导，人们指控他企图毁灭美国化学工业。世界上许多重要工业都有这样的嫌疑。这不仅是美国，也是世界所有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无论瓦博格多么强大，他并非无所不能。无论瓦博格的动机多么神秘，有一点很清楚：他和卡恩都是外国代理人，扎根美国，执行外国有关委员会的任务。

《阴谋的和平》清楚地解释，I•G.法本的阴谋并非无人注意。国会做过全面调查，但是大多数报告至多受一点申斥。I•G.法本最大胆最狡猾的代理人是列奥•T.克劳利（Leo T.Crowley）。这个名字显示了不寻常的蒙淘克同步性。克劳利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也是公用标准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的高薪总裁，此外还兼任外国财产监护人。这意味着战争时期他掌握了一切敌国财产。应该注意，敌国财产包括长岛亚浦汉克（布鲁黑文实验室后来就建立在这个小镇上）的德意志同盟。

一个克劳利控制了纳粹在美国的最大盟友——长岛西格弗里德营，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事了。反纳粹联盟想要把这里的土地作为训练基地，但是克劳利另有主意。尽管联邦调查局在亚浦汉克到处抓德国间谍，但是他们认为，让公认的巫师克劳利掌握这片微妙的土地，并没有什么。克劳利能够在军事和司法部门以外保持他小小的阴谋。

我们深入调查克劳利，就会发现蒙淘克的同步性更不寻常。他明显是FDR（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宠儿，有政府高层保他。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怎么与罗斯福总统合作的，但《阴谋的和平》暴露了他们不合法的财务关系。克劳利在财务上依靠J.亨利•斯赫德银行（J.Henry Schroder Bank）经理维克多•伊曼努尔（Victor Emanuel）。伊曼努尔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调查，因为他为标准天然气和电力公司舞弊。他把克劳利安插进来，给他50000到75000美元的待遇，几乎什么也不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外国财产监护局（Alien Property Custodian）都是罗斯福的领地。

斯赫德银行支持列奥•克劳利有着重大意义，因为他们都是纳粹在二战前的财务代理人。他们也支持I•G.法本国际氮卡特尔（cartel）。斯赫德家族也通过科罗涅（Cologne）的石泰安银行（Stein Bank）在经营，石泰安银行是希特勒和I•G.法本的联系人。

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是斯赫德银行的经理之一。他的兄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不仅是斯赫德银行的顾问，也是克劳利的顾问。列奥•T.克劳利在他的小屋中为纳粹秘密联系工作。

以上这些操作不可能没有总统的认可，克劳利得到外国财产监护局的位置，就能掌握一切外国专利，扣押他认为有必要的东西。他虽然已经兼了三份差，还要再来第四份：代替副总统华莱士（Wallaee）担任经济战争办公室主任。因为他揽了副总统的工作，目标太显眼了，所以只好把外国财产监护局的位置让给詹姆斯•E.马克汉姆（James E.Markham）。马克汉姆是克劳利的密友，恰好也担任过标准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经理。克劳利的官运亨通背后显然有鬼，但在对付纳粹时他的确是个不可缺少的齿轮，特别是在长岛方面。

二战后，I•G.法本仍然没有被触动，但是被剥离了大部分资产。为了安抚公众的愤怒，这些资产被分给了别的德国公司。生产阿司匹林的拜耳（Bayer）公司就是受益者之一。如果你想要发现今天的利益控制的话，追查这些线索，就会找到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首先，迷宫网络会带你到一个毫无生命力的外壳公司，今天，I•G.法本仍然存在，但这只是过去的一个阴影而已。它的幸存也是一个谜，我猜大屠杀受害者反对它也是一种古怪的公关策略。或许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迷惑犹太人。换句话说，他们抱着潜在的希望，想要在新帝国崛起时重建公司。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文化中，所谓的统治权力只是不露面的真实统治者的一个幌子。当然，治理国家的人也不是蠢人，在整个历史上，统治者与支持他们统治力量的人一样强大。因此，怀柔公众，是统治者的利益所在。罗马皇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斗兽场举行竞技。今天，我们有美式橄榄球大联盟（NFL）和太多的有线电视频道。当然，通过创世生成网格有实质性的进化。不是一切分化都是坏的或错误设想，但是它们往往是幕后秘密权力的工具。我们的政府也服务于社会依靠的常规目的。这本身不是坏事，应该如此，只是需要经常检查其基础。

或许纳粹关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野牛比尔多诺万将军保护被追捕、审判的真正纳粹党卫军将军莱因哈特•盖伦（Reinhard Gehlen）。他与杜鲁门（Truman）总统会面，建立了中央情报局。盖伦后来号称盖伦博士，作为四星将军偷运进美国。他一到美国，就在福特•亨特（Fort Hunt）置了一处大宅，让一个管家和一群仆人服侍。盖伦为第三帝国服务时，是俄国情报大师，间谍遍及全欧洲。多诺万计划让盖伦对付俄国人，欺骗了杜鲁门和其他所有人。我们是否应该当真相信俄国人的威胁，考虑到多诺万早年对I•G.法本的支持，也还是不能相信他。

几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显示，盖伦用战略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党卫军旧人组成了中央情报局最初的班底。中央情报局成立后，盖伦回到西德，组织了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欧洲间谍网络。他是新西德官方的情报官员。美国用了300万美元建立了他的新机构。在他以前，这个机构一度掩盖了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鲁道夫•赫斯，掩盖了党卫军。

盖伦后来在埃及与奥托•斯科泽尼会合，执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指示。他常花费几百万美元，与埃及军队中最有势力的凯马尔•纳赛尔（Gamal Nasser）结盟。纳赛尔最后因为美国不肯资助阿斯旺大坝（Aswan Dam）而与苏联结盟。

中央情报局和纳粹在埃及的合作还包括爆破狮身人面像及其地下室。我写这本书时，到处都有流言说狮身人面像爪下的地下室就要开放了。所有这些歇斯底里都是不必要的。首先，中央情报局和纳粹早已在战后拿走了关键的石碑。地下室虽然被发现，但考古学家看不到最重要的信息。

今天，纳粹在埃及的势力仍然强大，其影响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感觉到。在本章中，我集中描绘了这个帝国的财政和政治方面。纳粹在埃及及其在中国西藏的姊妹活动都是有趣的秘传资料。本书余下的部分将集中于纳粹与西藏神秘而重要的联系。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首先瞥一眼南极洲。



1
 　斯哈策的儿子是琼斯顿（Jonestown）的总医官，主管验尸。



2
 　卡恩的地产已经分割，但游客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房子。一位管理员好心给我看一部介绍卡恩住宅的书，罗伯特•D.金（Robert D.King）的《开发没落的宝藏：奥托•卡恩在长岛亨丁顿的家》（Treasure: the Otto Kahn Home, Huntington, Long Island by Robert D.King）。房子修复以前，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沦落为了废墟，寒鸦哀号，酷似今天的蒙淘克基地。肯•莫非（Ken Murphy）在20世纪70年代为军事科学企图得到这片土地，作了一番有趣的考古。他听到废墟里发出光和抱怨的声音，之后，他在凌晨两点到了宴会厅，看到大约十几个人围绕火堆裸体跳舞。他们邀请他参加聚会，但他有事先走了。这不是长岛一般人的做法，却很像蒙淘克基地发生的事情。卡恩住宅也有地下隧道。书上说这些隧道是气动竖井，可能是真的，但此书记载这些隧道的故事有很多都经不起推敲。








24.新施瓦本



二战后，海军上将理查德•拜耳（Richard Byrd）考察了南极洲地理。他带了一个分遣队，有人说有十万人，再加上一艘军舰、一架运输机和整个后勤团队，这大大超出了考察地理的需要。他在那里干什么？

第一个不合常规之处在于，拜耳并不是真正的军事领导人，其中涉及到了严格的军事问题，他既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能力胜任。他的本领就是探险。拜耳其实是掩人耳目任务的傀儡领导人。美国政府的目的其实是寻找并消灭南极洲的纳粹余孽。

1938年，希特勒决定展开广泛的南极洲研究。有人说，他预见战争失败时他会需要一个避难所。另一些人说，他是想寻找一个进入地球内部空洞的通道。赫尔曼•戈林命令阿尔弗雷德•里彻（Alfred Ritscher）上校去探险。李希勒舰队来到玛丽地（Queen Maud Land），用空军运输机出发。在两次探险中，他的飞机拍摄了10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来回两次宣示了主权。边界用万字格作标志，他们用标枪打进冰层，使这些万字格保持直立。他们将这片土地命名为新施瓦本（Neuschwabenland）。这一有军事目的的使命一开始就使用了策略，德国人声称是研究捕鲸的可行性，但这是荒谬可笑的。挪威人在这里成功捕鲸已经好多年了。

有几个人作出了天才的评论。德国海军总司令邓尼茨（Doenitz）说：“德国潜艇部队为了元首的光荣，在世界另一部分的香格里拉（shangri-la）建立了坚不可摧的要塞。”这话是在1943年说的，1977年《国家政治杂志》（National Police Gazette）有过报道。1946年，纳粹有了安全避难所的想法，这体现在希特勒的挪威总督吉斯林（Quisling）上校的话：“我相信，我们为正义而战。我不会从自己的岗位上逃走。纳粹崩溃后不久，邀请我坐潜艇去安全避难所，我拒绝了。”后来吉斯林在纽伦堡被绞死，所以我们无从得知他指的是什么。

尽管英国保护了南美洲的德雷克海峡（Drake Passage），盟军并未触及新施瓦本及其海岸。两艘德国船在那里巡逻，直到战争结束，其中的一艘是科梅特号（Komet）。这样，U型潜艇就可以保持稳定的供应线，运来先进的水肺技术设备、深入内陆冰层的物资和储备。水肺可以让U型潜艇留在水下，从水中取得空气。这样的潜艇可以无限期在水下行驶，如果船员有心理需要，才会浮出水面。据说，U型潜艇从彭尼穆德火箭基地带来了人员和设备。

新施瓦本是良好的天然要塞，四面受到永久性冰雪防线的保护。那里不仅有高山深谷，也有大片平原，可以用于着陆场地。其内部有许多温水湖。

U型潜艇广泛地探测了这一地区后，发现了许多从新施瓦本到其他大洲的沟渠。这些沟渠源于火山。德国探险队循着沟渠，发现了温水湖、洞穴、冰谷、冰隧道。有了电力，大部分都适于人类居住。据说，战后“圣矛”或“命运之矛”就存在一个冰穴中，直到1979年马克西米连•哈特曼（Maximilian Hartmann）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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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取回了它。

更为夸张的理论说，新施瓦本的大洞里种了庄稼，支持战后的德国文明。有一本书《希特勒还活着》（Hitler is Alive）于1946年出版于布宜诺斯埃利斯（Buenos Aires），书中声称希特勒就住在南极洲的要塞中。作者拉底斯劳斯•斯扎布（Ladislas Szabo）大胆地要求盟军公正地对待希特勒。同时还有报纸声称，有确凿证据说明希特勒飞往了南极洲。《批评报》（Critica）于1945年7月16日发表了这篇文字。

我作为作者，不能从个人经验区别孰真孰假。显然，世界上有许多未解之谜有待于探索。拜耳海军上将的考察从八个月缩短到八个星期倒是真的。几架飞机失踪了。我得知德国的飞碟技术发展到了足以制止美国军队。美国海军夹着尾巴逃走了。当然，这将会成为美国的安全大患。我们知道不久就通过了《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比这些故事更为夸张的是关于地球内部大洞的传说。许多书籍和神话说，地球内部大洞的出口在极地。许多人可能听说过拜耳海军上将传奇式的飞行，在飞过极点后，发现了猛犸象和极地植物。这些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水手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中往往揭示了天气在更南更北的地方会更暖和。这些故事不见得都是错的。但我不希望在本书中讨论它们。相反，我准备核对传统史书，看看哪种更符合我的发现。

理查德•拜耳的相关文字没能给人上面那些印象。我发现他是个可怕的大喇叭，总想人人都相信他的成功。他和随行记者争执，为的是要自己写原始材料。拜耳海军上将的忠诚观与众不同，谁也不能公开说他的探险没有成功。我读过他的文字，他的班底全是共济会员，发过保密誓言。根据史书，拜耳海军上将精神严重错乱，这可能从他一个人在南极洲过冬，几乎死于煤气中毒就开始了。他在自己的书《独自一人》（Alone）中描绘过这件事。此后，他一度与飞行员争夺飞机控制权，因为他病态地怕死。如果飞机让他接管，大概早已机毁人亡。相反，拜耳被放倒了，整个事件被掩盖起来。

如果上面的故事还不能说明最著名的南极洲探险家有多搞笑，下一个故事大概可以。

有一天，我给一个绅士打电话，恭贺他的70大寿。谈话中，他提到他听过拜耳海军上将的讲座。我问他，拜耳有没有或明或暗地提及南极洲大洞或神秘现象。绅士说，拜耳有一种奇怪的做派，他没有提到任何惊人的信息，可是动不动就要打断自己的演讲，用一种非结论的语调说：“今天早上没有什么像麦克斯韦咖啡屋（Maxwell House coffee）的杯子！”这话毫无意义，听起来不像计划好的。每一次特定的题目进入他的脑海，麦克斯韦咖啡屋就会冒出来。

我注意到其他南极洲早期探险的同步现象，但是它们大多数要么太复杂要么就是太抽象了，以至于无法理解。有一个我喜欢分享的故事是有关1823年众议院法案的，当时俄亥俄代表J•T.约翰森（J.T.Johnson）要求政府资助极地探险。法案包括一份来自几千名支持者的请愿书，希望与地球内部居民建立贸易和商业联系，或是要求为美国取得新土地。尽管法案没有通过，但是至少还有半打类似的法案接踵而来。虽然没有一个成功的，但争论留下了印象，成为政府探险的种子。

以上是约翰•克莱夫斯•西蒙斯（John Cleves Symmes）的思想结晶，他相信地球内部有大洞，所以想要发现它。几次失败后，他与J•N.雷纳德（J.N.Reynolds）合作，后者向财政部长理查德•罗斯（Richard Rush）、海军部长塞缪尔•L.索哈德（Samuel L.Southard）建议，想说服他们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总统任内探索南极洲。雷纳德负责海军人员。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执政，否决了计划。最后，雷纳德找到了私人赞助者，与帕尔默（Palmer）上校一起去南极。帕尔默上校十年前就发现过大陆。记录相互冲突，我们不知道孰真孰假。早期南极探险涉及很多复杂的纠葛和政治斗争。除了不寻常的温暖气候、彩色绿洲、温水湖以外，我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提示地球内部大洞的材料。我必须补充一下，我只看过几家图书馆。但是，正如拜耳海军上将和纳粹的故事一样，它们也有许多理由隐藏秘密。

我的朋友简•冯•赫尔申路过纽约，我决定问他所有这些的问题。他已经坦白地告诉我南极没有UFO基地。他怎么知道的？是来自他在南极的相识。我随后问他有没有自己核实过。他说没有问题，要去随时可以去，只是提醒我一点：去了就不能回了。理由是：如果外国政府或情报机构抓住这样的人，他们就会折磨他说出一切实情。这样一来就不好办了。

无论纳粹有没有在南极洲建立长期基地，可以肯定，他们在等于香格里拉的海外建立了另一个据点，那就是中国的西藏。



1
 　马克西米连•哈特曼上校是第三帝国的神秘人物，希特勒的宠儿。据说，战后他将元首的骨灰和“圣矛”藏在新施瓦本冰穴中。1979年他取回“圣矛”，保存在德国秘密地点。这个人的一切信息都被从公私记录上抹去了。他如果不是神话人物，就很像从蒙淘克来的。








25.战略情报局在西藏



本书前面有多处提及到中国的西藏，这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开始积极调查。一个合伙人提醒我，这个题目的最好资料库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他的朋友做西藏题材的博士论文就是用的国家图书馆。他和管理员谈过，得知最丰富的西藏资料是由德国人搜集的，现在被称为“俘获的德国档案”。我惊讶地得知这些文献已经被译成了英语。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不会说德语，而且也不能流利地看德文。根据这些，我感到我有必要去一趟国家档案馆。

我很快做了安排，与一个蒙淘克迷留在了华盛顿。后来证明，此人比国家档案馆更有趣。尽管我以前不认识她，但我很快就听说她出生后被拐走了，是在纳粹家庭长大的。因为她是犹太血统，纳粹对她的基因和精神能力很感兴趣。她的故事太个人化，我不便细节描述，但具有惊人的同步性，与我的调查高度吻合。毕竟，我只是找到一个地方呆了几天。

这个女人非常聪明，她的故事好像经得起核查。她已经很熟悉档案馆的人了，她提醒我，不管有意无意，他们会试图说服我放弃目标。我很快从她的言论中发现，她有几分牧师气质。首先，我认为他们只是不明白我要找什么。他们不知道译文，要么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我得到国家档案馆的索引，可是毫无用处。尽管很失败，档案馆还是有一位乐于助人的绅士。不幸的是，他的领域不包括俘获的德国档案。但他告诉我，比尔•多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二战时派过一支队伍去西藏。我很感兴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

档案馆的研究不是茶话会，而是有着严格的官僚主义程序，这不得不遵守。我花了半天时间，才找到有关文献。可能是有人忘了把它拿出来了。档案馆关门前，我只有很短的时间翻阅。我的东道主解释说，这是他们的标准程序，用来保证读者集中注意力。她说他们不希望我明天还会来。

第二天，我又来了。几个管理员对此颇为惊讶，还有点不高兴。还好，我没有着急，找了个方便的位置，开始挖掘战略情报局的西藏探险。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怪事就是，探险者名叫伊利亚•托尔斯泰（Ilya Tolstoy），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孙子，不仅有俄国情报网络（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是战略情报局情报员，月薪250美元），而且还是贵族联系网络。托尔斯泰家族是罗曼诺夫皇族（Romanovs）的分支。虽然伊利亚•托尔斯泰是俄国血统，却是美国公民。

托尔斯泰的团队只有两个人，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是副官，两人都是X基地的老手。X基地位于昂塔里诺湖（Lake Ontario）北岸，是秘密情报员的训练基地，正好在加拿大城市奥斯哈瓦（Oshawa）和温特贝（Whitby）之间。托尔斯泰和多兰带着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给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的信。尽管这次使命的档案远比档案馆更多，我还是能从泄露的信息中得到粗略的印象。

第二件怪事是，这次使命有其目的性。显然多诺万有指示，要利用西藏作为重要的后勤交叉路口，特别是在日本入侵到已经被封锁了的中国大多数入口的情况下。这个计划很荒谬，因为西藏的高山绝域让坦克或其他后勤根本无法通行。托尔斯泰和多兰不得不骑着牲口，跟着本地向导翻山越岭。这些探险家不可能相信后勤计划，因为多兰上次就走过这条路。

媒体也注意到了其中的荒谬，批评西藏之行就像批评战略情报局的其他冒险，这导致了大家都去恶搞，它的缩写OSS变成了“噢，如此愚蠢”或“噢，如此颠覆分子”。愚弄对秘密颇有帮助，这样就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它们。

根据档案，使命的目的有侦察并注意敌人的态度。这些参数如此漫无边际，什么都可以包括在里面。1942年5月12日，总统开始了计划。1943年6月，计划完成。文件上没有什么实际的成功。《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有一篇很长的文章，但是都是烦人的细节和西藏人的风俗。档案馆的文件说托尔斯泰和多兰向3000名僧侣的庙宇捐赠不少，也拜访了一个黑喇嘛庙（black lama temple）。他们报道喇嘛信徒几乎灭绝。这个说法很荒谬，尽管对他们去过的特定地区可能适用。也可能是喇嘛藏起来不让他看见。探险队拍摄了1600万米胶片，名叫《西藏内部》（Inside Tibet），可以在国家档案馆观看。

另一件怪事是，我研究文件时，发现了一个被当地认可了使命的人，这个人就是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西南亚洲战区的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外号叫“醋乔”（Vinegar Joe）。我知道他的姓氏，因为这是普雷斯顿•尼古拉斯祖母的姓氏。调查普雷斯顿的父亲和姑妈，就可以确定，他确实是史迪威将军的远亲。

西藏探险队最后向中国西藏地方政府递交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信，受到外交礼节的接待。两个美国人被引荐给宫廷占星师，寻找良辰吉日。使命算得上高度成功，托尔斯泰回家时身体很好。多兰出发时就有重病，据报道，结束时“健康不佳”。

回家后，托尔斯泰于1944年8月21日重访中国北部，包括陕西金字塔。我没有找到此行的材料。

布鲁克•多兰回到美国后，收到中国西藏地方政府高官的求助信，信中涉及到西藏布料毛料的出口问题。显然，这种帮助是在预料之中的，这封信被交给了多诺万。

文件里没有提到的是，我在战略情报局的相关著作中看到西藏人要求建立大型无线电传输站。大卫•斯塔福德（David Stafford）的《X营地》（Camp X）显示，托尔斯泰敦促多诺万提供无线电传输站。多诺万让西藏人如愿以偿，其中应该考虑到传输站的精神方面，尽管我没有充分的材料。

《X基地》除了传输站的插曲，还记载两人运了300磅照相仪器和“科学器材”。

一言以蔽之，我发现很难相信这里面有关于西藏之行中发生的关键信息。

托尔斯泰为战略情报局出使西藏后就退职了，在弗罗里达的缅因兰（Maine）作馆长。1960年，他在去纽约的途中去世。

布鲁克•多兰后来的历史极为神秘。日本投降后不久，多兰遇害，死因不明。

战略情报局出使西藏的全部内容仍然是谜。最有可能的是，他们企图发现纳粹十年前发现的痕迹。




26.党卫军的探险



我从国家档案馆回来后，向几个朋友抱怨说此行收获不大。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个自称是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孙女的女人已经知道党卫军在西藏的探险。她建议我可以读一下彼得•列文达（Peter Levenda）的《邪恶的联盟》（Unholy Alliance）。

列文达先生显然是讲德语的人，在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俘获的德国档案”的微缩胶卷。需要更多材料的研究者可以用他的杰出著作作为向导。

列文达发现，安赫纳布（Ahnenerbe）的欧内斯特•舍费尔博士（Dr.Ernst Schafer，党卫军的祖传遗产研究和教育组织者）带领探险队进入了西藏。斯哈弗主要是生物学家，至少带领过两个探险队进入西藏。一次是1934～1936年，另一次是1938年4月～1939年8月去西藏中部和东部。他20岁就参加了费城自然科学会组织的西藏探险。可笑的是，1931年，他和未来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布鲁克•多兰一起去了西伯利亚、中国西藏和内陆。

无论斯哈弗是投机分子还是真正的信徒，反正他在纳粹掌权后就加入了纳粹。1933年夏天，他进入党卫军。许多其他德国人也准备搭纳粹的顺风车。斯哈弗不仅担任党卫军的高级军官，而且是希姆莱个人班底的成员。在西藏的探险中，斯哈弗的兴趣从政治转向了宗教。

德国媒体赞赏斯哈弗的工作。1939年7月21日，《新闻报》（Der Neue Tag）刊登了一篇最有趣的文章评论他的工作：

斯哈弗博士探险得到的西藏神圣经文

用九头驮畜载运穿过高原

特稿——法兰克福——7月20日

斯哈弗博士探险西藏，在拉萨和班禅喇嘛的首府日喀则停留了很长时间，目前返回德国。由于季风开始得特别早，探险队返回的日程特别紧，以便保证珍贵的收集物品的安全。这次探险的科学价值无与伦比。不仅对当地的地理和地磁研究大获成功，他们还收集了格外丰富的人种学标本，包括宗教物品和日常生活物品与用具。在拉萨摄政的协助下，斯哈弗博士也成功地得到了西藏神圣经文——108卷包罗万象的西藏圣经，需要九头驮畜载运。还有众多动植物标本，部分已经上船运往德国。动物标本包括研究地区的全部鸟类群落。斯哈弗博士捕获的藏羚羊尚属首次。50种活动物已经上路运往德国，许多其余动物仍然和探险队在一起。而且，他们已经取得价值连城的地理和地史成就。虽然政治局势紧张，且和英国当局发生了摩擦，但是斯哈弗博士和江孜（Shangtse）的英国官员个人接触后，紧张已经解除。因此，探险队及其宝贵收藏品可以保证一路绿灯地离开西藏。

列文达想要发现碑铭的意义，但是没有成功。其他人告诉我，它们是西藏内部洞穴珍藏的神圣经文原本的副本，已经落入了俄国人之手。僧侣以毕生时间抄写了神圣经文，把它们藏在了一个秘密之处。显然，并不缺少这些碑铭。

列文达还指出党卫军在西藏的探险包括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博士（Dr.Bruno Beger），他后来牵扯进奥斯维辛为纳粹人类学博物馆收集115个骷髅的案子里。骷髅是从准备处决的犹太人、波兰人、亚洲人囚犯中选出来的。他们是用特殊方法处死的，以免损害骷髅材料。他们的尸体被运走，用于“科学的分解实验”。据调查，贝格尔的导师就是组织西藏探险的斯哈弗博士。

以上信息没有让我找到全部想要的东西，但已经足以证明纳粹广泛涉足到了中国西藏地区，他们与该地的秘密联系已经相当明显了。




27.西藏联系



西藏与纳粹的联系始于古物的研究，尽管许多玄学作家都将其归功于卡尔•豪塞夫，他在日本任职，研究西藏。无疑，豪塞夫对玄学和政治外交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只不过是在为古老荣耀的盟友服务。

那个带着绿手套的僧侣有着神秘的影响。没有多少材料提到他，但据说他与希特勒经常在联系。我相信这里面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交流，而不是社交关系。僧侣名叫“钥匙的监护人”，因为他知道阿噶萨（Agartha），又叫阿里亚娜（Aryana）、阿卡迪亚（Akkadia）或阿卡迪（Arcadia）的入口。阿噶萨是地球中心的王国，雅利安人的发源地。我们知道僧侣实有其人，在媒体上的外号是“带着绿手套的人”，精确地预言了希特勒被选为国会代表的号码。一般认为，上述的死亡，包括“带着绿手套的人”， 是举行自杀仪式的结果。

为了理解纳粹与西藏关系的神秘本质，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完全忽略了地理上的西藏及其所代表的真实意义。

西藏曾是中亚的心脏，无数传奇和历史都认为它是人类的发源地。精神启蒙的无数开端也发生在这里。有许多人都值得一提，其中包括卡尔•豪塞夫、G.I.古德杰夫（G.I.Gurdjieff）、阿斯特劳•克劳利和L.雷•哈巴德，甚至汉米尔顿公爵（Duke of Hamilton）也有份，他作为皇家空军飞行员飞越了珠穆朗玛峰。公爵是阿尔伯里克•豪塞夫（Albrecht Haushofer）的一个亲密伙伴，赫斯飞往英国就是为了找豪塞夫。约瑟夫•斯大林曾经是豪塞夫母亲房子的看守，也是神学院的学生，与中亚传统关系密切。

不是只有德国人和俄国人才把文化根源追溯到中亚。鞑靼人（Tartar），多多少少是土耳其帝国的起源，得名于中亚的塔里木盆地。希腊人把鞑靼读作柏柏尔（Barbar），因为这些人迁往非洲，产生了柏柏尔海盗以及摩尔人（Moors）文明。苏菲神秘教派也与中亚关系密切，而中亚一度就是西藏。苏菲教派虽然很隐秘，但是对今天的土耳其世界影响极大。

在我们的文化中，亚洲的错误概念及其历史流传甚广，特别是印度人的起源问题。大多数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印度人一定是黑皮肤的德拉威人（Dravidian peoples，旧译达罗毗荼人），其实不是。传统历史显示，从北方来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德拉威人，把神圣的宗教典籍《吠陀经》（Vedas）或“知识之书”传授给了他们。如果你研究《梨俱吠陀》——意思是“上帝知识之书”或“国王知识之书”，梨俱的意思是统治——并意识到维京人的圣书是《梨俱吠陀》，就会明白这一点。维京人是了不起的航海家，但还不至于在斯里兰卡或孟买（Mumbai）抛锚，向最新的宗教导师学习，然后带着智慧回去教化杀奔瓦尔哈拉神殿（Walhalla）的兄弟们。两个民族的传统都来自中亚的同一来源。

在某些方面，布拉瓦斯基夫人的著作好像是完全奉献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图景了。她再三提供证明，引导严肃的研究者揭示真相。虽然她个人有时不太靠谱，但是她的学术却是靠谱的。批评她的人总是忽略掉了这些。

在典型的纳粹玄学文献中，与西藏的联系集中于卡尔•豪塞夫。不幸的是，关于此人的材料少得可怜。尽管他有长篇的德文著作，但是基本上没有英语译文。他的许多个人材料可以从国家档案馆的微缩胶片上看到，但前提是你必须懂德文才能明白其意思。

以前的文献强调豪塞夫是希特勒的导师，但是有些书却说他们没有接触过，看不出他们的关系是什么。简•冯•赫尔申的资料显示，豪塞夫确实是希特勒的导师。资料中有一个名叫安娜的女人，她的祖父也是希特勒的导师，但影响主要在占星术方面。希特勒的生命似乎受到几个玄学家的影响。无论豪塞夫对希特勒起的真正作用是什么，他在德国舞台上都是主角，特别是在希特勒开始掌权的时候。特雷弗•拉文斯考夫特在《命运之矛》中毁谤豪塞夫，将他描绘成崇拜恶魔的黑巫师。在这些歪曲、短视的描绘中，豪塞夫玩弄巫术力量，最后巫术力量征服了他。

巫术大师古德杰夫也卷入了与西藏的联系。据说豪塞夫在他门下做过研究，也参加过古德杰夫参加的伊斯兰托钵僧团（mendicant orders）。事实上，据说古德杰夫化名多杰夫（Dorjieff），到过拉萨。有些学者相信此说。另一些材料显示，古德杰夫是俄国的秘密警察，奉他们的指示前往西藏。但是几乎无人相信此说。不管古德杰夫真相如何，他在玄学、政治两方面都有很大的势力。有一次他在柏林大街上公开讽刺纳粹而被捕，尽管纳粹掌握了警察局，权力正在高峰，但最后还是放他走了。历史记录说，纳粹把他当成疯子打发走了，但这和纳粹对待疯子的一贯做法不符。通常纳粹会把疯子送交集中营或强制绝育。古德杰夫的关系人显然对纳粹颇有影响，他不但没有受到一般捣乱分子的待遇，反而安全地离开了德国。

古德杰夫总是表现得像个巫术大师，豪塞夫却总是像个恶棍。两人都与西藏和德拉威的秘密有关系。在两人的关系中，古德杰夫好像是长者。

战后，美国人总想贬低豪塞夫，坚持说他的地缘政治学说有邪恶成分。豪塞夫的名言“战争是万物之父”经常被引用。他的生存空间学说将雅利安人的边界要求合理化。豪塞夫虽然对雅利安统治征服世界着迷，但是并不是这么简单。他的妻子儿子都有犹太血统，被鲁道夫•赫斯亲自“雅利安化”，因此他个人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也和希特勒争论，说德国自己问题重重，所以不能征服太多土地。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他的许多著作已经被束之高阁，如果听他的意见，二战也许能够避免。他的著作要么被误解，要么根本没有译文。我们不能充分估计他的遗产，即使只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你如果去研究豪塞夫的理论，就会发现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取得关键地区对于种族的生存与繁荣是绝对必须的。他提供给公众的语言只是一层面纱，真正讨论的是如何控制地球网格的关键部位。他是代表神秘门派的神秘作家。在这方面，他的书写过不同的群体。

以上遗产给我们留下了新的谜，我们并不能确切连接。尽管这些西藏联系及其历史目前都难以理解，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去揭开西藏和苯教的真面目。研究会引出一些有趣的结果的。

图15.维里尔

上面是维里尔社的旗帜，惊人美丽的西藏造型，中心标志维里尔。旗帜一边是黑色的，另一边是淡紫色。







28.苯教



本书的灵感来自警方监督在长岛集合的苯教。虽然报道说这些人高度秘密，可能现在仍然如此，但是我只知道他们是诡异科学讨论的雅利安型集合。苯教一词暗示了西藏因素在长岛的出现。考虑到这些，我开始调查苯教或有时说成的苯波（Benpos）。

据俄国学者库兹涅佐夫（Kuznetzov）说，公元前5世纪，大量移民从波斯（伊朗）进入了西藏。这些雅利安殖民者带来了得名于伊朗大地女神阿拉玛替（Aramaiti）的阿拉米字母（Aramaic alphabet）。几个历史文本都同意苯教创始人来自波斯，因此这一点没有争议。宗教源流隐藏在古代迷雾中，很难分辨历史从何处开始，神话在何处结束。

西藏人说苯教的创始人名叫辛饶（Shenrab）
 1
 ，据说来自伊兰（Elam），在那里他是公牛神密特拉（Mithra）。他也叫穆拉（Mura），恰好与失落的穆（mu）大陆、埃及太阳神拉暗合。

一千八百年前，辛饶通过一卷绳子从天而降，他穿过燃烧的沙漠，将苯教带到西藏。回家以前，他在凯拉西（Mount Kailas，即冈底斯山）设教。辛饶或穆拉教授“时轮”（Kalachakra，代表宇宙基础智慧），也可以解释为女神之轮或时间漩涡。如果拆开这个词，可以发现卡拉（Kala）来自印度教时间女神迦利（Kali），日历（calendar）一词就来自这个词根。在印度密宗或性爱魔法中，卡拉指的是阴道的散发。这是魔法师企图开启创世原理时研究的同一原理。

从上面的词源学，可见时轮是女神及其无数化身中最纯洁的形式。有些人可能认为时轮其实是佛教的原理，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它不是起源于佛教，而是从佛教借来修改后纳入了自己的遗产。由于某些原因，西藏佛教徒必须与原有宗教合作，才能征服信奉本土宗教的人口。原始教义改变，在佛教、天主教、诺斯替教都很相似。尽管天主教仪式和礼拜都是基于古代女神崇拜，他们还是故意改变风格，从她最活跃的形式中排斥女神。

苯教原型基于女神，在黑太阳象征主义中得到了认可。在这方面，黑太阳象征产生万物的创世缺席。根据当时佛教徒的编年史，西藏人信奉女魔鬼。这仅仅是苯教的批评和他们通过女性原则看世界的说法。佛教徒说，女神必须“钉在十字架上直到被驯服”。此后，佛教徒掌握西藏，使之可居、文明。十字架女神的造型实际上象征地理同心方形。在四个角建立四座庙，接下来三个方形象征钉入女神肢体的钉子。为了镇压她，用了十二个钉子，用十二座庙象征。这个故事流传、润色，直到成为佛教文学的经典。

我们应该认识到，西藏佛教徒是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上的，有自己的日程表。在这个题目上，有许多真相有待于发现，不过有许多都是掺了水的真相。

大多数历史或佛教书籍都会说，佛教始于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uatama），他是雅利安贵族。乔达摩追求人类精神上的纯洁，教导人们，简单而智慧的生活通向启蒙。这些教导记录在巴利文（pali）的经典上。关于人性和伦理纯洁的传统被称为小乘佛教（Hinayana），与任何秘传教义无关。当然，佛教与许多宗教一样，也有秘传。据说乔达摩用来启迪天分高的学生。

佛教还有一种形式称为大乘佛教（Mahayana），与小乘佛教不同，因为它与乔达摩•悉达多的生平和教导无关。今天西藏佛教的核心有一种传奇，说乔达摩通过死亡离开了地球，以金刚之身进入了象征天堂的涅槃（Nirvana）。南印度也有许多类似传说，有些斯里兰卡人也说，是他教导了时轮之道。西藏的群山里也有同样的传奇。




图16.时宗具

时宗具是打坐时唤醒精神的视觉造型。时宗具是古代西藏宗教最神圣的造型。意念可以使这个二维图形在思想中变成三维。你如果成功，就经历了四维体验。

许多人已经通过“香巴拉”（Shambhala）传奇，有时是通过香格里拉（Shangri La）传奇了解西藏。香巴拉是梵语“幸福之源”。藏人相信香巴拉是物质的存在，也相信时轮之道如果恰当实施，就是获得启蒙的捷径。

苯教称香巴拉为俄莫隆仁（Olmolungring），变体为奥姆（Ong）、奥格（Og）、奥兹（Oz）。这是一个看不见的王国，在西藏西北，四面冰雪环绕。辛饶就是从这里从天而降的。许多国王追随他，在奥格有秘密神殿，由苯教金刚守卫。

如果你研究过时轮之道的基本形式，就会掌握阴（yin）和阳（yang）的基本概念以及这两种力量是怎样合并起来，构成了所有其他宇宙力量的基础。它相当于秘传的生命之树。在创造的早期原型中，女神的生殖器经常被运用到。根据早期传说，这种运用与月亮的周期有直接关系，一切月亮魔法都以此为依据。

时轮在大多数光荣形式中，包含了从宇宙继承的全部信息。它可以被称为宇宙智慧，一切知识都源于这个“时间之轮”。宗教的解释是，我们的祖传遗产包含了广大的智慧。它包括整个人体的子午系统，针灸以此为基础，许多瑜伽原理也是。它能解释西方科学理论忽略了的东西，不过还没有吸收到科学数据库中。

西方把金刚之道视为魔法。“时间之轮”背后是迦利，代表规范和联系创世的血魔法。这些乃是特殊的通感、同步性和自然方程式。它们存在于人类女性的骸骨中，精确联系着宇宙创世原理。

无论你研究的道路或传统是什么，古代智慧的本体与任何人的记忆一样久远。它通过苯教进入西藏。在关于西藏的流行读物中，苯教要么没有，要么极少，就和大多数地球历史书一样，这不是精确的描绘。后来，佛教进入西藏，改变了西藏的宗教。甚至乔达摩•悉达多自己的转世也已经是一个遥远的传奇了。公元400年，时轮之道传入西藏，无论如何阐释，它初期的信息一直模糊。

据远古传说，时轮之道代表神的智慧，产生了整个宇宙。《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介绍了智慧是如何通过几何形态展开的。根据印度传说，智慧在香巴拉中心的须弥山（Meru）展开。这里就是辛饶从天而降的地方奥格或奥兹。当然，在不同文化中，这座山有不同的名字和意义。希腊奥林匹斯山和日本富士山也是它的代表。须弥山是世界圣山的原型。

图16中有须弥山的几何造型时宗具（Shi Yantra）。时宗具是打坐时唤醒更高意识状态的设备。时宗具是印度最神圣的造型，在其他宗教和信仰体系中也颇受尊崇。如果有人能将这个造型形象化为一系列的堆积盘，就可以将时宗具三维化，形成一座山。成功的打坐者可以收到四维红利。

斯坦•特能说须弥山是生命的几何隐喻，把他的研究组织称为须弥基金会（Meru Foundation）。须弥山其实是漩涡形。特能在他的纪录片《生命的几何隐喻》（Geometric Metaphors of Life）中证明得很清楚。他解释，希伯来字母表名叫马里布（Meruba），字面意义是“盒子里的漩涡”。《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介绍过希伯来字母表这一特点及其与漩涡的关系。漩涡或须弥根据其性质表现了不同运动和频率。这样一来，将产生我们所知的波。这就是为什么mer相当于海的原因。因此，Mermaid（美人鱼）或Merlin（梅林）都有魔法的意义。两者都有产生不同频率和生成的能力。他们也都是变形者。

我提到的圣山，通常被称为须弥山，因为大多数人熟悉这个名字。事实上，须弥山是西藏人及其祖先须梅弥（Sumeru）的简称。须梅弥是时宗具的现象，须指太阳和资源。万字格（swastika）是梵语的“吉祥”（suasti）。这样一来，所罗门（Solomon）就是太阳山（Sun Mountain）的意思。

历史学家忽视或有意抹杀的最大秘密，就是藏文源于苏美尔文。这是很好的例子，说明语言简单的忽略可以歪曲水晶般明澈的概念。考古学家、作者和其他人都强调苏美尔人来自中东。这里面有真实的成分，但更多属于误导。阿莫尔（Aoumiel）在他的书《跳舞的阴影》（Dancing Shadows by Aoumiel）中有趣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歪曲。这本书证明了近东所有名字背后都有东方的真实事件。

耶稣和摩西有许多故事，他们其实是在东方长大并度过一生的。克什米尔有摩西墓，你只要高兴就可以去看。西方人的偏见认为，这都是粗鄙的野蛮人编造的神话，为的是证明自己的土地上也有伟大领导人。更加诚实地对待历史，就会发现，我们文明的传统是来自中亚，然后流入中东，没有其他路径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流行的史书和思想完全误解了西藏。西藏与外部世界有许多联系，从词源上就可以看出。

藏语中，能量是约苏（yesh）。基督教学者立刻在约苏上认出了约书亚（Yeshua），亚兰语（Aramaic）对耶稣的称呼。藏语中，约苏也是女性力量的宝库。从这个意义上，耶稣的原名Jesus在他的母语中就是女性力量的意思，这在语言上是成立的。一直有传说，耶稣在《圣经》中缺席的时期是去了西藏。

一般学者会认出西藏（Tibet）一词本身就是“人”（bod）的意思。R.A.石泰安（R.A.Stein）研究过这一点，他查阅苯教编年史后，发现“人”和“苯”（bon）也是一个词。汉语译为b'jywan，发音为“黄”。（作者似乎混淆了佛教前的苯教和佛教一派的黄教——译者注。）

石泰安的著作说，西藏赞普托托日（Thothrori）就是穆氏族（Mu clan）的人神或巫师。色若是希腊语塔户提，金字塔之王或主人。托托日的名字听起来就像金字塔之王，指的是须梅弥或陕西系列阶梯金字塔，位于今天的中国西部。苯、苯教和神这几个词可以交换使用，意思是广义上的巫师或魔法师。苯教译成气功，意思是魔法。今天美国流行的中国古代气功就是它。据远古传说，气功源于中亚金刚之道。

西藏还有其他有趣的词源关系。据理查德•伯顿（Sir Richard Burton）爵士说，伊斯兰第二圣城麦地那（Madinah）一度名叫提蕃（Tibah）或塔蕃（Tabah）。词根“提”是“好”、“甜蜜”、“合法”的意思。法语中，“苯”也是好的意思。

古埃及和古希腊都有底比斯城（Thebes），发音很像吐蕃（tubo）。埃及的底比斯城因为鸦片原料而闻名，化学名词叫蒂巴因（thebaine），分子式C19H21NO3，是一种毒药生物碱晶体。底比斯城以后还要以更为神秘的化学物质而闻名。

西藏还有一个流行的误解，就是西藏文化是由喇嘛主导的沉思冥想的文化。喇嘛一词来自宗师，是僧侣的反面，是佛教从苯教借来的。今天，佛教和苯教都用喇嘛一词指导师。两种喇嘛的传统都是精神武士。媒体英雄功夫片使之家喻户晓这些历史读来比西方的同类历史更有趣，因为他们对战争、包括精神战争艺术都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态度。西方人也有战争艺术，但不那么专业，很少涉及精神领域。

要点之一是，西藏是古代文化传说最后失传的地方。西藏佛教至少在较小程度上明白了这一点，开始许可出版苯教书籍。这是一个不再逃避的姿态，只是困难仍然存在。西藏人和蒙淘克土著一样，也是原住民，失去了大地母亲和创世生成网格的监护。有趣的是，当蒙淘克萨满莎伦•杰克逊（Sharon Jackson）邀请我去看两个民族之间不寻常的联系时，蒙淘克人和西藏人充分展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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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饶可能与陕西金字塔和拉比有关。








29.蒙



在《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写完以后，就发生了不寻常的情况，引起了与西藏有关的复杂干系。这是从莎伦•杰克逊的电话开始的。我们经常讨论埃及与蒙淘克的关系，因为她记得有一本书说她的祖先是坐埃及船来到长岛的。不幸的是，她找不到这本书，也记不起在哪里看到的。她给了我“萨满的联系”，还告诉我，我可以得到某些埃及历史材料，名叫“蒙格塔克塞（Mongetucksee）”。

蒙格塔克塞是蒙淘克大酋长怀亚丹茨父亲的名字，在《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中，我参考过各家史书，确定为蒙格塔克塞。莎伦告诉我，蒙格塔克塞是正确的发音，此人身高七英尺。蒙格塔克塞是蒙淘克民族历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酋长，继承他的酋长们的历史记录要么失踪，要么被隐藏起来。

在蒙格塔克塞的名下，我找不到任何埃及记录，但我发现了更有趣的东西。我查阅资料卡时，发现了“蒙库克（Mongkut）”一词，发音很相似。在著名电影《安娜与国王》（The King and I）中，暹罗（Siam）国王就是这个名字。这个联系很容易被忽略掉，除了重要的一点——普雷斯顿•尼古拉斯的母亲吉尼（Ginny）很关心玉尔•布亚纳（Yul Brynner），此人在百老汇和电影里的标志是蒙库克国王。吉尼有布亚纳的书，认为他很了不起。我概括不了她的激情，只能说，她可能是布亚纳最大的粉丝。这有些奇怪。她也是第一个告诉我普雷斯顿的父亲与史迪威将军有亲戚关系的人，史迪威将军一度把总部设在泰国。由于吉尼是通向过去的神奇通道，我觉得应该去调查蒙库克国王，看看有没有同步性在发挥作用。

我找到一部关于历史上的蒙库克国王的书，此书的作者是一位威尔士夫人（Wales lady），是国王的导游，也是他后宫的一员。虽然她的书令人回想起《安娜与国王》，但别的书说她缺少历史精确性。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发现了我想找的同步性。此书提到猴子蒙瑟（Menthu，属于后宫的一位女孩）。在《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封面上，蒙瑟是公牛神。阿斯特劳•克劳利的《律法之书》中，蒙瑟是底比斯武士之神。你想一下有些蒙瑟在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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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意义，就会对它出现在亚洲后宫感到惊讶。蒙瑟和蒙库克的一起出现就更为古怪了。我开始做进一步的调查。

我发现蒙库克国王是个有趣的人，堪称是引导他那个时代的几个关键人物之一。他掌握几种语言，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有关系。蒙库克国王单枪匹马整顿、恢复了当地的宗教。他的寺庙空间广阔，以奉献给女神崇拜为原则。里面有许多圣地，只有国王及其后宫能够进入。蒙库克国王的圣旨大受赞美和传诵，但他大部分工作都无人理解。可能有不止一个研究项目。

我的调查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暹罗或泰国的历史，发现了名叫蒙（mon）的古代民族。与蒙淘克同步的许多名字都作为巧合被打发了，我没有发现很多材料。蒙族占据了东南亚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地方，他们并不是当地的原住民。有些记录说他们留在中国，另一些记录说他们来自别的地方。一般认为他们是原初蒙教的守护者。这个地区的历史很模糊，难以探讨早期历史。

东南亚，特别是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地方，有世界上最美的佛教建筑，这要归功于公元400年后前来的西藏佛教徒。不幸的是，没有发现任何关系。我发现蒙族今天仍然存在，但是关于他们的信息却很模糊。他们人口不多，历史和现状的记录就更少了。我们知道的一切就是，他们与这个地区的古代宗教有联系，可以追溯到远古。

我发现这些同步现象后，给我的朋友肯•阿瑟打了电话。他恰好和妻子去看玉尔•布亚纳去世前最后扮演的《安娜与国王》了。肯简要地说蒙是古代大西洲的名字，不断在世界各地出现，例如蒙淘克、蒙图（Montu）之类。

蒙的来源在一年多里仍然是谜。我在《蒙淘克脉冲》（最新蒙淘克系列）中报道过，然后放弃了研究。莎伦•杰克逊也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和我的朋友多次找她，都没有结果。有趣的是，在我解决了系列谜题后，她才重新出现。

东方学家R•A.石泰安对苯教编年史最后一章的研究解决了蒙族之谜。我很快知道了这个有趣的发现。这可以回溯到6～7世纪的第一批国王在某种程度上是泛指，但也可以特指许多原住民部落。这不仅解决了东南亚移民的来源之谜，也显示了苯教和蒙族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苯教及其名字体现了古代遗产，蒙族根植于更远的过去。

我们进一步澄清蒙这个名字，要不然别人可能会受害，要被弄错成蒙古人了。蒙这个名字需要定义。简单的词源学显示，西藏土著是蒙古人种，蒙古和中亚从记忆模糊的远古就遍布了喇嘛庙。有些喇嘛庙属于佛教，有些又不是。蒙古人，特别是与成吉思汗时代有关的蒙古人，往往被描绘成不文明、嗜血的武士，但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成吉思汗出生时，手握血块，占星师和教士做过精确记录。这标志着火星的统治权力，显示他将统治全人类。他凭籍自己的部落，统一了塔里木盆地的鞑靼部落，继续征服了世界，西到欧洲。他的孙子忽必烈成了中国皇帝。拿成吉思汗当野蛮人看，这可能会错过要点。他代表文明的高级秩序，尽管是暴力的秩序。他的儿子名叫图勒或图拉（忽必烈的父亲），并不是偶然。这关系到德国图勒社探索的古代传统。成吉思汗联系着神秘传统，但主要在约瑟夫•斯大林之流嗜血型的博物馆中。

成吉思汗第一个主要行动就是接管了陕西金字塔及周围地区的监护权。他这样做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历史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历史也告诉过我们，成吉思汗为他的人民取名为霍（hor），霍在中亚起源种族回纥或维吾尔人中很常见。历史学家往往得出结论说成吉思汗采用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今天中国西部的西康——当时西藏的东部有五个霍封邑。我相信，成吉思汗采用霍这个名字，一定有其中的原因。如果他这么做，一定是这个名字后面有意义。

霍这个词或名字的同步现象，我在《相会在昴宿星团：从内部看UFO》中讨论过。霍不仅是马的词根，也是时间的词根，测时、星位两个词都与时间科学有关。马对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古人是相当神圣的，是他们许多仪式的关键。马也是时间和马尔斯神（Mars）的象征。在蒙淘克工程的传说中，马是时间的基础象征。成吉思汗出生时手握的血块就是象征。

以上的关系过于同步，不会是巧合。在埃及传说的词根中，霍变成贺鲁斯，永生之神、奥西里斯（Osiris）之子。成吉思汗及其兄弟对猎鹰格外有兴趣，那是他们的圣鸟。猎鹰或游隼对贺鲁斯来说也是神圣的，经常用猎鹰代表。贺鲁斯作为蒙图或蒙瑟时，常常被描绘成公牛或游隼。此外，古代西藏的西康地区与埃及词黑火药有关，从而产生了炼金术一词。

以上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所有同步现象得出结论：西藏和埃及存在坚实的文化联系。布拉瓦斯基夫人的书显示，蒙是隐身之神的秘密名字，是看不见的生命进程的主宰，兼有积极和消极的特征，一般被描绘为非创始的阿蒙（Amon）或阿蒙–拉（Amon–ra）。我们每一次说阿门时，都是在向蒙致敬。

肯尼斯•格兰特以此为题写过一整部玄学书，名叫《阿斯特劳•克劳利和隐身之神》（Aleister Crowley and the Hidden God）。但格兰特用阿姆恩（Amoun）这个更为普通的名字来描绘这个神，我不知道格兰特是否明白隐身之神的名字就是蒙，但我告诉过其他秘传人士，他们认为我的发现大概不错。

众所周知，阿蒙–拉是埃及的太阳神，但他秘密的对偶蒙代表着看不见的太阳，在创始的世界中名叫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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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瑟多半起源于拉丁以外的地方。








30.陕西金字塔



埃及与西藏的联系不仅限于命名，而且体现在金字塔的物理位置。著名的新西兰飞行员和作家布鲁斯•卡瑟（Bruce Cathie）观察到陕西金字塔的分布与尼罗河两岸的金字塔相似。更重要的是，吉萨大金字塔上有16944的数字，与最高的陕西金字塔经度之间有16944分的弧度。他的结论是，西藏和埃及金字塔是同一个人建立的。

据说，中国的神秘比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都还要多。秦始皇于公元前212年去世之前，下令毁灭一切古代书籍文献，包括所有的历史、物理科学、天文学和皇家图书馆所有的藏书。此后，一切真正的知识都被隐藏在了喇嘛庙里。

1995年10／11月《联系》（Nexus）杂志发表了关于陕西金字塔的出色文章。文章简要描绘了传说中建筑陕西金字塔的列王以及后来的探险家。文章告诉我们，美国空军拍摄西安地图（pop6000000），显示了16座金字塔。西安就是古代的西安府，一度是中国的首都和中心。

1994年，哈特维希•豪斯多夫（Hartwig Hausdorf）和一群游客前往西安寻找金字塔。豪斯多夫站在一座金字塔顶上，看到周围有二十多座金字塔。那时是10月，天气好，可见度高。

《联系》杂志回顾了1948年在中国发现白色金字塔的经过。飞行员詹姆斯•考斯曼（James Gaussman）在中国投下补给物资后飞往印度基地，由于机械故障，调整行程，绕过大山，在下面的山谷看到了一座金字塔。金字塔是白色的，似乎是用金属或宝石建成，封顶石上嵌有珠宝。他拍了照片，交给了军事情报机构。最后，作家布莱恩•克劳利（Brian Crowley）复原了照片，在《火星面孔》（The Face on Mars）中出版。据我所知，只有德国的《白色金字塔》（Die Weisse Pyramide）有白色金字塔的更多信息。到目前为止，此书并无英译本。

图17.陕西大金字塔

上面是中国陕西金字塔中最大的一座，也是世界最大的。




在我们研究陕西金字塔时，白色金字塔的出现恰到好处。毕竟，它已经经历了多少个世纪。西藏自身的神秘足以塞满整个图书馆。《蒙淘克工程》中描绘了住在洞穴里冥思苦想的僧侣，走遍世界的思想项目“观察之眼”。据说，这些洞穴通向地球中心、失落的图勒或阿格萨王国（Agartha）。还有漂浮与物化的故事。当然，别忘记了大名鼎鼎的雪人、蒙淘克野兽的长兄和前辈。传奇永无止境。

其中有一个与纳粹有关的西藏奥秘，并没有那么广为人知，但是纳粹的利益就在那里。他们掠过西藏，搜寻古代知识。纳粹追寻保存知识的古代碑铭。这些碑铭揭示了意识的秘密。尽管它们不能保证立刻启蒙，还是显示了取得强大意识的秘密途径。纳粹想要这个意识给他们带来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相当于征服创世生成网格和决定进化的思想进程。它是一种通向上帝力量的阶梯，纳粹和古人都认为它就是黑太阳。在极端和负面的情况下，征服网格包括“思想警察”的图景。卡尔•豪塞夫的地缘政治学仅仅是征服网格的一方面。更微妙的方面在亚洲——特别是在西藏——的剧场上演了，那便是纳粹进入西藏探索延年益寿的秘密或高层次意识的秘密。纳粹在追求和保持权力的过程中，从古代碑铭上学到了大秘密，保卫宇宙的炼金术方程式。这个故事标志着要限制开发这些原料，要取消纳粹保留的任何权力。这可能是神秘的西藏神谕所在操作。

上面是有趣的故事，有证据显示炼金术方程式和原料的存在。我个人通过三种方式理解：其一，历史和文学暗示炼金术的秘密传统。其二，这是古代神谕所传统的一部分，我已经部分了解了。其三，一切证据都显示方程式和原料有科学依据。超出本书范围的方面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然后我才能提供相关证据。对于我们所有人，掌握物质原料转化为意识的蛛丝马迹都是有好处的。秘密保护得很好，我将集中分析传说和历史方面。

尽管我发现原料在西藏存在的痕迹，但是揭示纳粹追寻古代遗产的过程仍然困难重重，其中包括圣杯，特别是约柜。




31.约柜



大多数人知道纳粹追寻神圣遗产是通过霍恩拍摄的电影《夺宝奇兵》系列。尽管电影太富于想象力，仍然有传说和真实的历史依据，本书将会提到一部分。纳粹自己追寻这些遗产，依据无数这一题材的罗曼史、历史和文学。纳粹高层不仅爱好玄学，而且是秘密会社的成员，深深卷入了古物收集的活动，远远超过一般历史记载的程度。

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奇最广为人知。亚瑟王来自阿卡图里（Arcturus）或阿卡图斯（Arktos）。阿卡图斯是熊的意思，因为北斗七星–大熊座在北方天空中指明了方向。熊这个字源于奥丁之父博尔（Bor），博尔源于希柏里尔（Hyperbores）或北国乐园。阿卡图里的意思是熊卫士（熊卫士也可能是维京人的变形传说，据说他们在战斗中变成熊。亚瑟王当熊卫士，因为他负责平衡圆桌骑士，不许一个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在这方面，他是监督者和能量平衡者），代表守卫极地，意味着监护创世生成网格。

亚瑟王的骑士致力于追求圣杯，经历了无数的障碍。他们追求基督，中了敌基督的魔法。这些史诗故事显示了两种力量的作用。这些故事也是通过伊斯兰帝国和圣殿骑士团传入西方世界的传统遗产。秘密的神是双性神巴弗梅特，隐喻为“所有人的和平神庙之父或修道院长”。这个定义是俄尔菲斯•李维（Elphias Levi）提供的（阿斯特劳•克劳利说他是自己转世化身之一）。把“所有人的和平神庙之父或修道院长”的每一个词的首字母取下来组成新词，就是双性神巴弗梅特。巴弗梅特双性同体，有女性的乳房、山羊角、脚和偶蹄。有时巴弗梅特显示驴头，在西藏故事里常常如此。圣殿骑士团追求“魔鬼”原理，以便荣耀比斯特，从而引入基督。对于他们，这是万物之母的方程式，我称之为黑太阳的力量。它包括了基督和敌基督。

纳粹荣耀古代原理。无论他们的动机是否纯洁，他们认为这是自己谋求权力的唯一途径：女神，万物之母，包括善恶的隐藏传统。女神最终是唯一真实的权力，因为她是一切力量的来源：创造的虚空，女性的象征。

纳粹通过命运之矛和圣杯，追求基督的力量。基督与敌基督相遇，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电影《夺宝奇兵》。纳粹打开约柜时，天使的力量从里面出现证明了自己。他们一露面，天使就变成可怕的魔鬼，把所有见证人化为了灰烬。这里同时有创造和毁灭的力量。这是自然力的极好描绘。

约柜显然体现印度教的三位一体，婆罗门代表创造，湿婆代表毁灭，而维斯奴则平衡二者，代表保持，以人的形式出现，由克里什纳（Krishna）代表。在许多文化传统中，克里什纳就是基督。这些都是创造力量的不同方式。

约柜是我们最大的历史秘密之一。力量和魔法适合传说中的分类，但是许多历史告诉我们它确实发生过。所罗门时代以后，许多有趣的故事和惊人的传说都被隐瞒了。如果客体自身吻合灵感和精神刺激，就能与神的力量面面相对。

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看《夺宝奇兵》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约柜。许多年前，我听说过摩西与十诫版，但没有提到约柜。摩西故事讲述的方式足以让有头脑的人感到反感。摩西一般表现出“比你们神圣”，告诉人们不准做什么。把约柜加进故事，纳粹放进锅里，汤就变得有趣了。不过，以后十年，我对约柜只知道一点点。最后，在我的蒙淘克–纳粹调查中，我扫过一部破旧的书《翡翠杯——金约柜：第三帝国奥托•兰恩上尉的调查》（Emerald Cup—Ark of Gold: The Quest of Lt. Otto Rahn of the Third Reich），是由霍华德•波谢（Howard Buechner）上校著，书中试图理清所罗门宝藏（包括约柜）的历史，以及它是如何结束在纳粹手中的。

根据波谢的调查，从摩西到大卫时代，约柜保存在犹太人的手中。它经常放在帐篷里，有时放在隐蔽所里。当犹太人在所罗门时代登峰造极时，约柜保存在所罗门圣殿内堂。所罗门以后，犹太人权力衰退，约柜被藏在了圣殿山地下的墓穴里。地下墓穴上面就是哭墙，今天被称为所罗门的马厩。在所罗门以前，这些设施是古代的打谷脱粒中心。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犹太人颠沛流离，但约柜一直隐藏得很好。公元70年以后，好运不再，提图斯（Titus）的罗马大军大肆屠杀犹太人，破坏其文化。据说，他们尽取所罗门圣殿的财宝运回罗马。今天，提图斯的凯旋门仍然屹立在罗马，纪念他的胜利。提图斯返回罗马后不久，他父亲去世了。他父亲是罗马皇帝，提图斯就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不能绝对肯定提图斯实际上占有了所罗门宝藏，波谢聪明地解释，在提图斯时代，罗马人重视财富超过信仰。在罗马的历史上，卡里古拉、尼禄之类的皇帝都散发罗马的财宝讨好罗马人民。为了举行战车比赛，他们以天价从非洲运回沙子。首先必须讨好大众，而不是保持动摇的帝国，后者实际上可以减少相当多的费用。输入斗兽也是很昂贵的。

所罗门宝藏维持着罗马，一直到阿拉里克（Alaric）、西哥特人（Visigoth）410年围攻罗马。他掳走了所罗门圣殿的全部财宝。据信，包括约柜、圣杯、大卫王的竖琴和许多其他神圣遗产。西哥特人带着财宝去法兰西西南部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卡萨松（Carcassone）。财宝藏在赫拉克勒斯（Heracles）坟墓中，距离孟塞谷的卡萨斯要塞并不远。奥托•兰恩描绘洞穴是伊伯利亚（Iberian）太阳神伊赫马德尔（Ilhomder）的天然大教堂：

在两块巨型独石之间，一块已经破碎，陡峭的小路通向大教堂的门廊。在白色钟乳石石笋之间，在深褐色和明亮的石英之间，小路通向了山腹。高260英尺的大厅用于异教徒的大教堂。

西哥特人占有所罗门宝藏也有一些历史合法性。当阿拉伯指挥官塔里克（Tarik）于711年在托莱多（Toledo）征服西哥特人时，就索取了所罗门宝藏。根据历史记录，西哥特人将它藏在孟塞谷附近，直到奥托•斯科泽尼的使命成功完成。

到纳粹取回宝藏时，奥托•兰恩已经在神秘的环境中消失很久了。1939年2月20日，他留下一封信，离开了党卫军。可以肯定的是，3月13日，他就已经走了。他的党卫军上司伍尔夫（Wolff）将军放出一份报告，说他是死于雪崩。据他所在的党卫军部门透露，兰恩与荷兰、瑞士、法国都有神秘的联系。据说，他做了整容手术后，担任驻意大利的大使，最后死于1975年。

斯科泽尼的使命成功后，宝藏被运到默克尔（Merkers），藏在废弃的盐矿中。几件传说中的宝物送往了希姆莱的威斯勒博格古堡，一部分藏在埃克塞特斯泰因的洞穴中。据说，是希姆莱自己占有了圣杯。战争即将结束时，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指挥的美国第三军占领了默克尔。巴顿将军起了什么作用，流言和推测极多。有些人说，这就是他提前“意外死亡”的原因。据称，他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探宝，发现了价值2.5亿美元（今天价值3亿美元）的宝藏，而这仅仅是没有用船运走的残余。波谢的调查显示，U型潜艇将七吨黄金运往了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更多的部分被运往了南美。

约柜还有另一些记录。格雷汉姆•汉考克（Graham Hancock）写过《标志与封印》（The Sign and the Seal）一书。在这部冗长的书中，作者探索了法兰西大教堂的许多秘传象征，他旅行到各地，最后到了战乱中的埃塞俄比亚。他的结论是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政治上不稳定，高度危险，使得汉考克的书暂时显得可信。如果有人想要把神圣遗产藏在远离利益纠葛的地方，战乱的环境是最为理想的。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令人惊讶。因为更早以前，野牛比尔•多诺万将军也曾经插手埃塞俄比亚。在墨索里尼加入轴心国以前，多诺万与墨索里尼会面，获准参观前线的权利。他做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都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他想用矛作为战略情报局的标志，但是没能成功（见图18）。

以上的一切增加了埃塞俄比亚的可信度。当然，也有可能是上述所有人都在捕风捉影。如果你这样认为，事情就有些滑稽了。想象一种力量一直被视为圣中之圣。现在，让你的思想转移到《夺宝奇兵》约柜打开的场面。创造的漩涡以以太形式升起，附近的目击者不知所措。研究暗示，如果得到真正的“圣中之圣”，就能以物理形式得到造物主的大能。让人忍不住想到，战争竞技无非就是星期六早上的儿童卡通电影

我认为墨索里尼、多诺万和汉考克寻找真正的圣中之圣，没有多少疑问。他们要么是希望得到它赋予的力量，要么是陷入了与它有关的纠葛之中。在最高层次上，他们与造物主合而为一。所有人都非常接近了，但没有一个达到了最终目的。




图18.战略情报局标志

1943年6月为战略情报局人员设计了这个标志。黑底，因为“黑色掩盖之下适于行动”。金矛，因为“显示打开征服敌人防御的道路”。参谋长联席会议否决了这个提议。但1944年，这个标志和442个面板一起送往伦敦，为心战委员会所用。

我们必须记住的是，约柜对我们的主要服务是在意识意义上作为真理的隐喻。这些人追求的是物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追求的是力量的外在方式。这种方式会阻塞内在道路以及相关的个人发展，因而臭名昭著。我认为追寻约柜在历史意义上颇有教益，可能是误导。

我持着上述观点，自己开始调查。我不能调查全部历史，就把范围收缩到只问约柜到底是什么。这好像是一大未解之谜。在霍恩拍摄的电影《夺宝奇兵》中，我注意到约柜中有粉末。因为我们西方的宗教灌输，大多数人都谦卑地想，摩西的十诫版已经化为了尘土。这又是一种误导。

根据犹太的《塔木德》，摩西拿着两块十诫版，第一块十诫版是透明的蓝宝石，“上帝的手指刻成”。也就是说，第一块十诫版是上帝而非摩西写成的“证言”。根据我们文化中最流行的传统，摩西从山上带回十诫版，看到人们“做污秽事”，一怒之下打破了十诫版。后来，在上帝的指示下，摩西重返西奈山，但是这一次他自己写下了十诫。当他第二次带着十诫版回来之时，人们不能看到他额上的闪光了。后来的翻译说额上有闪光，而早期的翻译说是额上有角。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些故事显然是指摩西不得不教导的秘传，类似于人类最初进入造物主专用的神圣卡巴拉（Kabbalah）。十诫其实是卡巴拉的十个相位或面。这些是存在的十种展现，进入神圣几何学的路径。摩西有许多秘传要教，由第一块十诫版（蓝宝石或水晶）代表。他们是创造的法则。

摩西回到凡间，遭遇了无法无天的暴民，不肯停止斗争，领会或理解更高的真理。他们理解不了卡巴拉或任何其他东西。摩西为了控制暴民，不得不用严格的法律约束他们，以免他们自我毁灭，相互毁灭。对于这样的暴民，共同体的政治家根本不能想圣中之圣存在什么。祭司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暴民。第二块十诫版是摩西自己写的，代表的就是这个意思。根据经文，他是十诫的作者，也就是立法者。这样，秘传传统也就诞生了，同时，外在传统产生，以限制大众，以免造成无法控制的混乱与毁灭。

以上进一步澄清了摩西的秘传传统，告诉我们他的秘密很多。但是，这不足以解释约柜本身。《圣经》和其他经文含混不清。秘传之路有一个传统：有问必答。这一次，我得到两个答案。其一，约柜的材料是超自然秘传。其二是非自然秘传。两种材料出自不同来源，同样与自然吻合。两个词也是同义词。我也知道要找到书面资料并不容易。尽管只有上面的线索可供我追寻，但是我希望在各种不同文献中去发现蛛丝马迹。不寻常的是，纳粹在西藏挖掘的，也正是同样的原材料。




32.白金与玄秘



在本系列丛书第三部《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中，我们讨论过贺鲁斯的左眼和右眼门派。

这个门派的目的是启动大脑两侧水晶结构的融合。一旦成功，在启动仪式上，第三只眼就会从前额散发白金粉末。在意识的开启过程中，发生相应的化学反应，刺激身体与第三只眼有关的激素。参加者、身体的能量场、地球的能量场之间发生和谐场共振。联系能量中心的内分泌腺开启，七封印打开，高潮来临，促成了真实的白金同位素生成，石棺中还有残余。白金也名叫贺鲁斯的金泪、诸神的灵丹、天国甘露。

根据克劳利、布拉瓦斯基和其他人的超自然秘传，白金包含一种财富。据传，该财富就是约柜的原材料。

同样，别的传说也告诉我们，摩西知道超自然秘传的用法。

根据一种古老的说法，摩西在逃离祖国埃及时，携带着用法和约柜。当摩西带领他的部落在沙漠中流浪时，遇上了以征服为乐的雅利安赫梯人军队。摩西及其希伯来人表现为无害的游牧部落，被放在一边不管，但是埃及人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

随后，赫梯人（Hittite）到达埃及，征服了整个地区，杀尽了余下的祭司。超自然秘传自此失传。

但传说认为，超自然秘传并未真正就此消失。是摩西通过希伯来人将之保存了下来。直到所罗门圣殿建立之时，希伯来人一直都是超自然秘传的忠诚守护者。据说，所罗门圣殿是第一个石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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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济会员）哈莱姆•阿比夫（Hiram Abiff）建立的。哈莱姆掌握了神圣几何学的知识，把许多秘密放在了所罗门的圣殿中。他在工作期间被谋杀，共济会（自由石匠）从此将这个事件仪式化了。以后超自然秘传的秘密和用法就由秘密社团保存。

纳粹破坏德国所有共济会圣殿，寻找一切秘传的片断，志不在小。纳粹保留德国主要共济会圣殿，作为博物馆留给群众。以这种方式，他们向公众显示：共济会的世界性网络有反对全人类的阴谋。当然，共济会高层次的活动及炼金术的真正进展没有显示出来。纳粹的两面做法，使得他们的高层能够得到秘密而不引起公众的怀疑。这是常见的政治手腕。由此，就可以看出战争和政治的内幕在内部秘传层面是如何操作的，不至于被新闻报纸愚弄。纳粹在这方面是现代的典范，超过了其他人。

超自然秘传吻合上述谜团，因为其本质就是神秘。神秘往往指的是“神秘原子”，普通观察方法看不见。原因之一是：超自然秘传是我们所知的物质的原型。另一个名字叫非物质，完全不同于相似的“反物质”。非物质是我们通常所知的物质存在以前的状态，是物质本身的前体或先驱者。

古代，我们考虑古老种族或耶洛因时，意识到这是人类堕落以前的更高状态，亚当夏娃的故事就是其隐喻。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有密度和不可逆的状态。所有形而上或秘传原理都告诉我们，精神堕落为物质。在意识的原始状态下，生命的生物化学不同于今天。

接下来，我们考虑生命力本身及其进入物质。通过物质探索精神，我们发现它源于DNA和RNA。这其实不是新闻，只是被严重低估了，没有充分被重视。DNA和RNA是物质与意识的桥梁。超自然秘传，在拉丁语中的意思就是隐藏，是物质与生命力的超导体。在适当条件下，这是意识进入原子创造物质，从而影响物质的门户。

如果你想象一下物质宇宙的蓝图设计室（blueprint room），就很容易理解了。首先，设计师构成氢原子作为其专用财产。其次，构成了氦原子，最后构成了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原子。蓝图设计室代表最高层次的创造地带。它也联系着零点，因为创造地带是在三维时空以外。随着各种原子在第三维的相互作用，偶然事件自发生成。生命力进入了混合物，主导物质，执行设计日程，形成了今天的大千世界。

当L•雷•哈巴德推出《排除有害印象精神治疗法：现代科学与精神健康》（The Modern Science of Mental Health）时，提出每个细胞都有记忆痕迹。现在的心理学和科学已经普遍接受此说。玄学家通常也知道此说。现在，科学已经证明，原子自身也有记忆痕迹，能讲述自身的整个历史。如果你停下来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宇宙一切事物，都会留下痕迹或密码，可以解码。玄学家一直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加以澄清。即使受损最严重的硬盘，也能被自负手艺高超的计算机大师完全修复，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只要你是内行，任何事物都可以解码。

在上面提到的蓝图设计室的例子中，可以说当亚当决定把工作留给设计师，探索外在宇宙，物质宇宙就建立在运动的基础上了。沿着这条路线，探索失落的设计室。换句话说，他进入了虚拟的全息摄影画廊，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实在。智慧的观察显示，从那以后，设计室或其反面被进行了多次操作。这些都是历史的奇迹。不幸的是，生命作为一个整体，陷于物质的泥潭中，在太多的实例中失去了记忆和自身的连续性。在贫民窟里，我们能看到这些，但是即使在那里，也仍然存在抵抗和斗争的精神。无论生命失败得多么惨，总会有残余的品质使他矫正过来，恢复更大的整体。

超自然秘传是蓝图设计室与物质世界的桥梁。如果再次用计算机技术比喻，你就会明白可以通过更好更快的方法，以光速储存和传递数据。限度只由用户和设计者决定。超自然秘传并无不同。最大的奇迹是完全重新安排物质上的死亡和解体，拉撒路（Lazarus）和麻风病人就是这样的。发生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由运用超自然秘传或原理的人决定的。

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要加一句：上面的事情不需要超自然秘传也可以做到。作为灵性的存在，不能绝对地说你能与不能。原理发挥作用，是在超越物质层面、蓝图设计室得到空白草案时，超自然秘传开始体现，或物质身体出现白金。耶稣对此的描绘是一条归入他名下的格言“我有汝辈不知的食粮（或‘肉’）。”

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变化的层面。物质层面上，善恶相继，要依赖参加其过程的各种人类个体的意图来确定。

当集体意识由祭司象征时，我引用的这些古代的超自然能力能够掌握物理定理，因为它们在物质层面的亚层面发挥着作用。在意识开始堕落为物质的古代，它就失去了以常规途径到达蓝图设计室的自然能力。这有点像你弄丢了你的银行账户密码。于是，超自然秘传作为古代在地球层面幸存下来的交通工具，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像我们用空气呼吸，他们用超自然秘传保存自指意识和不朽的物质宇宙场景，尽管这些场景仍然有严重限制。古老种族迁往地球时，发现了这些场景。他们不仅试图保存物质生命，而且还要保存自指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种族最后选择埃及为殖民地的原因。在底比斯附近，阿比杜斯（Abydos）的峭壁之间，他们发现了矿产和超自然秘传必须的化学物质。

埃及最古老的名字是卡姆（Kam）、肯特（Kamt）或奎特（Qemt），意思是黑色或灰色。有些学者相信这些名字源于尼罗河的黑色泥浆。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些名字与西藏的卡姆（西康）有关。埃及称为黑色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在阿比杜斯的峭壁之间开矿的超自然秘传。这些埃及南部山区以泥土中富含黑色生物碱而闻名。洪水来临，黑色泥土顺流而下，进入了尼罗河。根据埃及学者巴基（Budge）所说，早期基督徒称埃及为“卡赫姆（Kheme）”，把整个词形传给了希腊、罗马、叙利亚、阿拉伯。阿拉伯人加上前缀“阿尔（Al）”，就成了“阿尔–卡赫姆”，也就是今天炼金术一词的前身。

巴基被公认为埃及学者的大师，他告诉我们，埃及因为冶金学而闻名，善于转化金属。他们用水银和其他途径制造了金银。他还告诉我们，大部分金银都是从天然矿产中分离出来的。此外，这些途径产生了“黑色”的粉末，据说有神奇的力量，保存了各种金属的特性。以下是引用他的话：

在神话的意义上，黑色粉末是掌握下界的奥西里斯的身体，二者都有魔法特性，都是力量和生命的来源。

以上的陈述虽然迷信，但也可以视为实际上发生的科学过程的同义语。但是巴基要么是不懂科学，要么就是故意混淆（不太可能），不提供信息。他告诉我们，大多数下层阶级和外国人都相信冶金学变得非常重要，融化了合金中存在的魔法力量。冶金学，生成了金属以及了解其物理性质的科学，以炼金术而闻名。炼金术的词源是准备黑色粉末或矿物，作为金属转化的灵丹或催化剂。所以产生了黑魔法一词。原义不是邪恶和暴行，而是暗示返回蓝图设计室的程序。

巴基没有告诉我们，阿比杜斯的峭壁之间开采的特定黑色矿物，是如何通过超导体的存在变为黑色粉末的，是如何转化为黄金的。金属刚才还在泥土里，现在一下就转化为粉末了。如果这听起来像是魔法，那么别忘记所有的化学反应都是这样的。自然，这种冶金术需要火力。无论多么不寻常，阿比杜斯的天然泥土化学组成，提供了更自然的途径。

上面方程式的关键元素是超导体。它允许电子和“非物质粒子”的流动完全没有电阻。在上面的例子中，黄金转化为自然形式的粉末。由于我们运用的是看不见的进程，原材料叫“超自然秘传”。正如前面所说，“超自然秘传”的意思是隐藏。“超自然秘传”允许在原子水平上重新安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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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学应用“超自然秘传”，是基于将人类高贵精微能量用于低层次。这是低层次上升高层次的途径，反之亦然。“超自然秘传”以白金粉末证明了这一点。

在贺鲁斯神秘门派中，启动最为重要，以便他自己的系统作为超导体发挥作用。摄取白金粉或其他铂族金属粉（它自己就是超导体，相对于真正的金属或元素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可以加速这一进程。白金是左右脑叶（对应无限与有限）融合的象征或残余效果。白金自身是强大的超导体，作用于同样的目的，是生命的证明——与创世原理的联系。据报道，白金粉的消耗量与随之发生的精神和肉体转化存在有趣的相关性。它会让皮肤变成蓝色的。



1
 　哈莱姆•阿比夫是阿多尼斯（Adonis）或阿多奈（Adonai）的秘传名字，后者被公认为是神最受尊崇和最神圣的方面，指的是创世的权力。就此而言，谋杀哈莱姆就是谋杀创世原理本身。我们考虑到共济会的因素，他们保存着其他人无从企及的秘密创世力量的暗示。尽管大多数共济会员不知道这里所说的线索，共济会最高层往往是创世力量的工具，借以利用创世的大能。



2
 　在物质或非物质前体中，你得到体现实际原子的几何形状。第一个元素氢有“月亮”或电子环。它其实来自原子中心，是整个能量域的体现。对于有天赋的人，物质前体可以表示为666。例如它代表八面体（每一面六个点）。八面体也是德尔塔–T天线（Delta-T）的形状，代表物质前体的见证。几何形状用于波导或天线，允许正确频率的信息通过。每个几何形状各有其确切的共振频率，炼金术秘密科学和政府非常清楚其数字。在亚原子水平上，通过这些几何形状的频率（一般测量系统无能为力）可以视为波化为粒子的点。波化为粒子就是一种冥想技术。在上面的例子里，代表信息的波化为原子中的粒子。通过这种方法，物质结构被改变。应该注意，一般的超导体由原子几何晶格构成，这是科学常识。构成晶格的原子自身也保存了几何网格。形状很像构成地球网格的线路，一般的人类构思不足以判断，需要别的途径。二者都可以用人类方法衡量。但这是一种稀薄的科学。




33.蓝族



古代秘传传统提到了蓝皮肤民族，他们不是地球原住民。根据某些文献，这个种族与来自火星的古老种族有关，《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描绘过他们。蓝皮肤与人类静脉的蓝黑色有关。根据布拉瓦斯基的图表，蓝族恰好是第三代种族的末期。

古代秘传传统和蓝皮肤神灵的故事流传到雅利安种族中。在艺术插图中，克里什纳神被画成了蓝皮肤，雅利安后裔试图以此确定自己是神的血亲。还有许多事例都能证明，这个古代种族的后裔把自己画成蓝皮肤，以便和祖先和祖神拉上关系。一直到今天，凯尔特仪式的参加者都要把身体涂成蓝色。

蓝色其实是古代仪式的一种象征，关系到物质身体中产生超自然秘传。这是精确的化学反应，血液中会产生钴。这一过程最奇妙的影响就是皮肤变蓝。这个效应在皮克特人和德鲁伊教都有报道，但知识源于古老种族。

以上都是对蓝血王族的参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国人有“神圣的蓝色”之说。“蓝”、“血”和“上帝赐福”几个字的发音都有联系。

蓝族存在的进一步证据在RH阴性婴儿的报道中。这些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变成了蓝色（或其他颜色）。现代医学认为这些婴儿缺氧，专门采用透析技术给他们供氧。尽管这些都是常识，我们仍然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RH阴性婴儿血液缺乏地球一般婴儿正常数量的铁，同时，他们的血液中有特别多的铜。铜氧化就产生了蓝色，而铁氧化就会产生红色。RH阴性婴儿出生在地球上，就处在了一种富氧的环境中，与他们固有的生物化学体系不合。

我个人的直觉告诉我，RH阴性个体的生物化学体系可能与铥有关。我曾经从科学家处得知：铥可以形成“碱性氧化物”。这意味着它可以溶于水，混合时会产生氧气。氧原子不易与其他分子结合，在少数例外中，铥却可以结合得很好。铥是地球罕见的金属，有许多不同的复杂特性，特别不易切割、干燥。在这方面，科学好像已经没有更多的相关知识了。我希望读者能就此提供更多信息。整个图景可以添加到我朋友狄娜的读心术祭台上。

有些生命形式的血液中载氧血色素是含铜的血蓝蛋白，主要是在甲壳类、软体动物、昆虫中。更为精确的科学研究显示，血蓝蛋白其实就是血色素中的无色铜溶液，被氧转化为了蓝色的氧化血蓝蛋白。这是铜基血液在氧存在的情况下变成蓝色的科学证据。

当我们想到甲鱼中有铜基“蓝血”时，不免忍俊不禁。正统派犹太人反对吃甲鱼，因为这些物种就像清洁工一样，被认为是低级生物。历史学家可能会告诉你，这条规矩基于古代甲鱼出身不好。蓝血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见解。正统派犹太人直接反对雅利安铜基蓝血的观念，暗示了犹太人和雅利安人基因型不同。当然，最后一点是同步性现象，我们不应该严肃对待。我的研究显示，犹太人有许多蓝血，来自不同教义。

血红蛋白的词源问题上还有更滑稽的事情。血红蛋白把氧从肺部运到组织。血意味着血红蛋白分子中铁基载氧的部分，源于亨姆（hem），亨姆源于卡姆。于是，我们回到卡赫姆，超自然秘传自然产生的埃及土地。包围突然被赋予了新的涵义。似乎我们被铁基红血，而不是产生意识的铜基血包围了。

在我们讨论原始蓝族时，涉及到了非常遥远的古代。因此，没有多少参考点或辨认方向的标志。但是，我们的语言中留下了非常特殊的传说和表达。许多不同的民族受到了激发，寻找著名的知识和蓝族的源流。在某些地方，可以看出古老种族与地球原住民的混合，导致了目前许多冲突和困难。

通过传统，古代智慧根据等级制度不断传递到配得上接受知识的人手中。这些古人看到大年的黑暗时代就要来临了，希望保存知识，不让它落入会误用知识的人手中。最后，西藏的洞穴就成了避难所。僧侣就是知识的监护人。

随着古代蓝族的“退化”，产生了两个分离的神秘门派。关于是什么支持着进化的精神网格，他们各有自己的观念。在西藏出现的门派认为，人人都参与了进化，一直到最后一个灵魂走出大年的黑暗时代。同样的观念认为，除非每一个人都到达了乐土，否则没有一个灵魂能够休息。这种教义向上拥抱整体，向下否定个体，不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太重要。它能降低斗志，激发更伟大的人类整体中的同感。

另一个门派同样源于西藏，但团体在埃及扎根。古人称之为图–须弥（To-Mera），显然是源于须弥山。这种教义产生于埃及，致力于长生不老。他们通过化学科学来追求这一点。完全的不朽并不总是目的。他们想要的可能是通过两个百万年之间的漫长岁月，当DNA印刻改变，下一个黄道纪元来临时，个体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工具。这种操作非常高超，可想而知不会对通过金字塔的每个人开放。早期的埃及人想要掌握一切物质定理，以便达到更高的意识。他们运用前面提示的超自然秘传来追求这个目的。我发现整个图景最可信的证据，就是埃及最著名的遗产——木乃伊（mummy）。




34.木乃伊的诅咒



在拿破仑（Napoléon）时代，人们就开始对制作木乃伊的历史内容和目的很感兴趣。人们感到困惑，为什么前王朝时代没有人发现任何木乃伊。虽然没有明显的答案，但是可以大概推测，只有占有化学原材料，特别是超自然秘传的人才能制作木乃伊。

拿破仑刚开始追求权力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就是进军埃及。他击败了当地伊斯兰政府，于8月12日进入了大金字塔国王墓室，想要独自留一会儿。史书是这样记载的。8月12日国王墓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个谜，但我们知道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此后，他立刻拒绝再讨论此事。他临死时，差一点就提到了这一点，但很快就改变了话题，对床边的人说：“反正你们不会相信的。”

拿破仑除了鲜为人知的历险外，还有明显的玄学背景，尽管一般著作都不提此事。拿破仑这个名字提供了第一个线索，这个名字的字面意义是：那不勒斯的狮子。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地区RH阴性血型比例很高。正如《蒙淘克的金字塔：探索意识之谜》中所说，RH阴性血型意味着基因没有恒河猴因子，强烈提示这种血型不是在地球上起源的。这也提示了，出生于科西嘉（Corsica）贵族家庭的拿破仑自己就是蓝血。

拿破仑的母语是意大利语，后来才学的法语。9岁时，父亲送他去布鲁尼学院（Brienne），他是那里第一个穷贵族子弟。在布鲁尼学院，是法国国防部长圣日耳曼（St.Germaine）指定学生的全部课程。历史课本是勒内•维托特（Rene Vertot）的《马耳他骑士团史》（History of the Knights of Malta）。这清楚地说明了是玄学力量在拿破仑身上起了作用。他对命运之矛也很有兴趣。而且，他的爱妻约瑟芬（Josephine）是最后一批女性共济会员。

这些使我们推测，拿破仑在大金字塔体验了超自然秘传。我们没有历史记录，但是材料已经从国王墓室中挖掘出来，证明拿破仑有没有使用超自然秘传并不重要，但他不可能忽略它。
 1
 这时，木乃伊的粉末用于超自然秘传已经至少四百年了。

大约公元1400年，拉丁语“木乃伊粉末”开始在英语著作中出现。早在1200年，木乃伊粉末就已经被视为包治百病的灵药。莎士比亚写过，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推荐它为“止血良药”。大多数医生说他有医治多种疾病的潜在力量。几百年过去了，经营木乃伊变成了一宗大买卖。最后埃及人结束了这种贸易。他们不仅想保护古迹，也想把木乃伊粉末留给自己用。

从木乃伊粉末的历史记录看，作者对这种“野蛮行为”表现得非常恼怒。很明显，他们并没有掌握全部情况。认为外科医生用了几百年，纯粹是出于迷信，是荒谬可笑的。显然，其中有某些未知原理（超自然秘传）在起作用，允许身体的联系渠道开放，以便发挥治愈作用。

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木乃伊粉末其实意味着沥青，一种树脂样矿质柏油。波斯有一座山，名叫木乃亚（Mummia），岩缝里会涌出柏油。据传，黑色柏油其实就是沥青。木乃亚或沥青在自然界并不丰富，因而价值连城，保存在皇家宝库里，时刻被守卫着。这位历史学家进一步得出结论：“人们如果知道真正的木乃伊是什么制作的，这种可憎的买卖就从来不会开始了。”他解释说，当西方文明开始研究木乃伊包装材料时，发现木乃伊是保存在黑色树脂样材料中的，一般认为这种材料就是沥青。它看起来像沥青，所以一定是沥青。历时七百年的木乃伊粉末用途，仅仅建立在一个简单的误解上！

沥青在自然状态下仅仅是柏油或矿质柏油。沥青一词的意思是“保持不坠落”。如果沥青有治愈功能，或者超自然秘传有治愈功能，那就暗示着人类从伊甸园开始堕落了。矿质柏油颇为有趣，令人联想起诺亚方舟和约柜。你可能忘了，诺亚用沥青保持方舟。从秘传角度看，诺亚方舟和约柜是一样的。用“沥青”的意思不仅指超自然秘传，而且指保持DNA（由《圣经》中成对的动物象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批评野蛮地利用木乃伊粉末的作者们忽略了我上面提到的研究。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木乃伊的买卖臭名昭著。随着木乃伊越来越少，人们开始用刚死的人制作假货。真正的木乃伊粉末越来越少，木乃伊粉末的使用也越来越不名誉。1800年以后，木乃伊粉末从医药中消失了。那时，英国人在开罗建立了医学院，从底比斯带来了两个大型王室木乃伊库。木乃伊粉末成了黑市贸易商品，只有精英贵族才能弄到手。

学者们开始争论木乃伊是不是真的保存在沥青中的。早期历史和传说认为是的。后来的历史持怀疑态度，这时木乃伊已经很少了。明显的答案，也就是《亡灵书》（the Dead）的关键秘密，说木乃伊保存了黑色粉末的超自然秘传。超自然秘传和沥青都有治愈功能，但是在木乃伊制作的过程中，他们确切的功能是什么还有待于研究。而且，虽然早前埃及学家认为是沥青，但据我们所知，他们并没有科学的证据。

大多数人对埃及《亡灵书》的印象就是晕头转向、昏昏欲睡。此书主要是愚蠢的官样文章。最流行的译本出自巴基，完全忽视了我上面提到的传统。《亡灵书》在整个历史中没有解开，掌握在秘密兄弟会之手。一般的历史会告诉你，早期盗墓贼都是共济会员。他们从家庭到家庭传递传统，继承了生物化学和基因的知识，倾向于专业盗窃王陵、祭司和富人，在自己的系统中产生超自然秘传。这些家系追溯自己的根源到没有书面记录的远古。

今天生活在开罗及其附近地区的某些家族仍然非常认可以上信息。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不是既成权力机构的一部分，仅仅是旁观对他们古代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践踏。他们遭受的命运与土著美洲人的文化相似。他们通过家族传统知道超自然秘传。自无法记忆的远古以来，他们一直被纳粹或其他政治力量追踪。这对他们来说不新鲜，他们不可能大肆宣扬。

现在，埃及为什么被控制得如此严密，为什么二战后奥托•斯科泽尼会把他的武德用在这里。超自然秘传不仅用于看不见的过程，也是世界黑市看不见的日用品。世界上有些人追求长生不老，永志不忘。在某些场合，这是一个可怕的题目。

事实上，这些原材料在西藏就可以得到，中国人称为草药的喜来芝（shilajit），其实是一种矿物，看起来、闻起来都很像沥青。它是从喜马拉雅山黑色油腻的岩缝中冒出来的，在自然状态下被老鼠、猴子消耗。本地人把岩石磨成粉，熬煮直到胶质浮出水面，取出胶质，在阳光下晒干，与草药混合物一起熬成糊，然后在水里泡开，便于饮用，这就是喜来芝。它富含铁质，对骨骼和肾脏有好处。

我的意图不是证明以上任何一点，而是介绍人类历史丰富遗产的某些新方面。许多秘传都提到了神秘的粉末，这些故事不像是随便编造的。你只要想找，就能找到这些信息。关于这些题目未来可能有更完整的书。

现在，超自然秘传的线索引导我们回到原有的出发点蒙淘克。我们通过一个蒙淘克临时居民的场景，开始看到包罗万象的原型出现。此人就是阿斯特劳•克劳利。



1
 　根据一位读者的证明，拿破仑在阿玛刚赛特附近被俘，离蒙淘克只有几英里，这是他最后一次流放圣海伦娜岛（Saint Helena Island）时的事情，英国人大为不安。拿破仑回到圣海伦娜岛，在那里被毒死。消息来自《星期天新闻》（Sunday news）杂志，但这位读者没有留下副本。




35.克劳利



阿斯特劳•克劳利在1918年去蒙淘克之前，和他取名为“骆驼”的女化学家罗迪•米纳（Roddie Minor）一起作性爱魔法。在玄学意义上，骆驼是指方舟，因为它在沙漠中载运货物，是交通工具。根据《圣经》，骆驼是载运贤哲的动物。又一次，方舟和基督表现出复杂的关系。

克劳利与罗迪的工作最奇妙之处在于，他能够与外星人实体兰姆（LAM）接触。克劳利形容兰姆的外貌，“泡状头灰色外星人”。某些外星人研究者称克劳利超越了他的时代，灰色外星人吸引了媒体的许多注意力。尽管这些作者无一确认克劳利与蒙淘克的关系，这种关系仍然是无可否认的。

克劳利在这个领域的工作仍然显得比较含糊，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外，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处在一个有趣的场景前列了。一位来自沃德的史学家告诉我，克劳利在蒙淘克的时候每天都要写日记。但是，他只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条重要信息。他还说，克劳利在日记里提到，他要去拜访蒙淘克千里眼，但是此后就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了。

克劳利与兰姆的工作不仅与蒙淘克有关，而且与我在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主题都有关。这开始于兰姆被认为是统治人类的智慧生物，因为超自然秘传是统治的物质。兰姆其实是下意识因素的原型，存在于我们精神结构的深处，与前面提到的蓝图设计室有关。过去，魔法师称蓝图设计室为“赖耶（R’lyeh）”，这里有沉睡或隐藏的神图卢（Cthulu）。图卢第一个字母不发音，指的是图勒。赖耶的一切诸神都称为被遗忘者，又名古老诸神或古老种族。因此，兰姆守护通向隐藏的诸神门户，通过我们心灵的最深层面而到达我们。兰姆是古老种族的代表，也是联系时间的代表。

图19.兰姆

兰姆的艺术画。在克劳利的传统版本中，兰姆的眼睛几乎关闭。上面的照片象征意识的新觉醒。




被遗忘者通过H•P.洛克克拉夫特（H.P Lovecraft）而家喻户晓。洛克克拉夫特至少有了不起的直觉，写出了这些统治人类下意识深处的智慧生物。洛克克拉夫特也因为与纳粹、与克劳利同时代人的奇特关系而闻名。从官方记录上看，洛克克拉夫特只是作家。如果他有更多身份，比如实际上的魔法师，一定会在作品中有所显示。洛克克拉夫特写过时间旅行的题材，但那是另一回事。

有趣的是，克劳利称兰姆为西藏语道或路，提示兰姆是回家的路。这一点没错，但是还有更合适的定义。

著名埃及学家巴基的研究中提到了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万字格》（The Swastika）。巴基说威尔逊的书是这一题材最全面最权威的书。《万字格》写于1898年，已经很难再找到。因为作者是威尔逊，这挑起了我的好奇心。

托马斯•威尔逊在写书的过程中是史密斯尼安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e）的图书馆长，收集了与万字格有关的一切人工制品和信息。他发现这是真正的普世象征，对全人类来说都是最基本的。由它衍生的艺术遍布了东方，一直到土著美洲人。在中国内陆和中国的西藏地区，万字格地位显赫，设计成螺纹或创造漩涡。它象征着“起源”，不仅暗示，而且直接指向黑太阳（黑色创世虚空）的概念。

威尔逊对喇嘛一词的定义更加有趣。一般认为喇嘛是宗师或宗教领袖。虽然喇嘛通常是僧侣，但西藏人并不认为两者是一回事。威尔逊的研究说明，喇嘛一词发音为“喇”，H不发音。于是我们面临阿斯特劳•克劳利的兰姆。威尔逊指出，喇嘛意味着十字架，与万字格相同。基督教十字架有耶稣的格言“我是道路”。克劳利定义兰姆为道或路。我们有了道或路，就形成了十字架或万字格，这就是《律法之书》的“万物锁钥”。事实上，锁钥是指存在几何学的展开。一切创世之源都是来自黑暗虚空或女性代表的再生。我们又一次得到了黑太阳的概念。尽管黑太阳还有许多其他的意义，但所有的定义都来自于创世虚空力量之源。不必更加复杂了。

万字格更常见的定义是“善”、“苯”、“祝福”。前缀在梵语中是源泉，加上后缀就是精神或善灵之源。

所有这些提供了有趣的来源：兰姆–喇嘛–十字架–万字格–源泉–黑太阳–隐藏的神–蒙。

我完成本书初稿后，发现了更不寻常的同步现象。一部西藏导游手册显示，西藏色彩最丰富的节日名叫毛兰木节（Monlam），又称“传召大法会”，年年都会举行。根据历史，传召大法会于1400年由喇嘛宗喀巴设立。

一位西藏僧侣告诉我，传召大法会与我们的马蒂•格拉斯（Mardi Gras）相似。这一天，僧侣和朝圣者蜂拥而入，遍布西藏。在僧侣们忙于争论哲学问题时，人们用酥油制成雕塑，抬着弥勒佛（即将降临的佛祖）游行。传召大法会后就是藏历新年，从阴历一月四日开始庆祝，外加祈祷、许愿、示范及其他相关活动。这些词语本身不仅显示了黑太阳的存在，也显示了各种与蒙淘克有关的同步现象。

我们从肯尼斯•格兰特的神秘学著作得知，维里尔一词与前面的词语方程式兰姆–蒙有关。格兰特使用希伯来数字系统——数字解经学——证明维里尔与兰姆有关。根据他的定义，维里尔是存在于性高潮运动中的魔法力量，用于从外部唤醒存在或本体。

“外部”包括我们心灵深处的原型，如被遗忘者或古老种族，这些实体记得古代蓝族与超自然秘传，他们自己就是超自然秘传的开路先锋。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有古老种族的记忆遗痕。超自然秘传是回溯意识领域的已知途径，意识领域就是我说的蓝图设计室。

当然，当实体恰得其分时就能体现我们下意识中的原型。这当中总是存在着哲学问题。印度教义认为一切都存在于意识中。意识中的任何成分只能如此，因为是我们让它们如此，即使在下意识的基础上。卡尔•荣格（Carl Jung）的著作展示了个人分享集体潜意识。它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之中，我们需要一起工作，揭开人类古代遗产的秘密。

克劳利被选为这些秘密的启动者，他的塔罗牌号码就能说明问题。牌上有艺术的标题，写着古代拉丁语格言“参观大地内部，通过矫正，你就会发现秘传石”。拉丁语的首字母是V.T.R.I.O.R.，意思是普世溶剂。克劳利也说，普世丹药有时是石头，有时是粉末，有时是染料。

克劳利在他的书《里书：失落的大陆》（Liber LI：The Lost Continent）中给我们提供了超自然秘传是如何成为史前重要因素的一条线索。这部书书写了阿特拉斯（Atlas，大西洲真名）的历史。他提醒我们，阿特拉斯以其道德和魔法力量支持古代世界。克劳利随后告诉我们，阿特拉斯的词根是鲁米利亚语（Lemurian）特拉（Tla）或特拉斯（Tlas），意思是黑色。阿是女性的前缀，发音时要做出这个口型。这样一来，阿特拉斯就是黑色的女性特征。这不仅关系到埃及的卡姆土地，也关系到黑处女或女神，也代表被视为创造虚空的黑太阳。

克劳利讨论大西洲词源学，对许多人来说听起来更像小说。他的书的要点在于：这个文明的原材料是泽诺（ZRO），磷的一种。克劳利这样写道：

磷是阿特拉斯主要的必需品，但是既不用红磷，也不用黄磷，而是第三种同分异构体，是一种蓝黑色或紫罗兰色粉末，比金沙更好，比金刚石更硬，比黄磷重十一倍，完全不能燃烧，有剧毒，无论如何预防，平均一盎司可以毒死250人。

DNA与RNA都有磷的存在，科学家1800年发现这些物质。细胞别的基质或细胞器没有磷，不必费心分离，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克劳利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开创，认识到磷在精神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克劳利对大西洲或阿特拉斯作了奇特的评论：“道路处处残破阻塞，其原因我没有获准说出来。”听起来很可疑，仿佛他特别隐瞒了沥青的财富。后来的文化会为了价值连城的沥青而挖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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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诺的生产经过许多阶段，获得了许多特性。它可以是液体或固体，最后结束于大西洲人的餐桌，称为“天国甘露”。生产过程极其复杂，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都有约柜的魔法力量。

大西洲文明的整个目的是生产和消费泽诺。自己不用的，就留给祭司和魔法师做实验。它有超自然秘传的所有特性，而且可能会更多。虽然克劳利提到的泽诺特性比我归纳的更多，他还是说自己只接触了泽诺神秘特性的表面。克劳利确定泽诺不仅是包治百病的灵药，而且是“饮料黄金”，无疑与超自然秘传有关。

可笑的是，他描绘大西洲文明的负面因素是：为了开发泽诺矿山，大西洲人使用奴仆种族干脏活累活。这很像纳粹劳役机器。

克劳利描写的部分泽诺生产程序，远远超过了普通科学方法能够达到的境界，也超过了大多数人能够想象的境界。最高纯度的泽诺能使人飞行，无所不能。它似乎是通向蓝图设计室的捷径，因此能够在一瞬间改变历史、改变物质。低级的泽诺仅仅只能让生命力闪光。它能延年益寿，增加对周围宇宙的（精神）认知能力。

超自然秘传作为工具的性质给我们留下了探索的前景。首先，我们讨论的物质打开了接触精神层面的途径。初一看，这自相矛盾，因为精神层面被认为独立于物质。无论我们喜不喜欢，都必须与物质周旋。如果我们想要抛开物质，就必须面对研究超自然秘传意识成分的前景，或者，如果我们否认它，也得有类似的材料，具有类似的特性。

在讨论超自然秘传特性的同时，设想我们依赖外部自然的原材料在支持我们的意识状况，这是不明智的。它显然会使我们进化到关键点，在那里我们能够证明超自然秘传或我们想要的东西。在我提供的研究中，我们面对宇宙和灵魂的创造力量。这才是真正的要害。研究超自然秘传给我们提供自我再生特性的直观。就这么简单。可以把它设想为精神营养，与身体吸收维生素、矿物质一样。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回到蓝图设计室，不管通过什么途径。这是先决因素。

现在，我把地平线上的空间留给读者。还有进一步的工作要做，但那是以后的故事了。新的旅程在等待。



1
 　可笑的是，最近有一段大西洲废墟比米尼海岸（the coast of Bimini）录像带显示了巨石道路。巨石之间隔开一英尺半空间。评论家提到此事都很奇怪没有沥青！应该提到，一份独立的记录中，杰克•帕森斯的火箭事业因为沥青登峰造极。他看到工人修屋顶，意识到沥青可以使火箭缓慢燃烧，从而保存自己。固体燃料从此定型，现代火箭学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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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广泛涉猎这些题材、场所和民族。每一章都是一套百科全书的基础。正如我在本书开始时所说，联系所有方面的关键线索是同步性原理。事实上，是外来的力量给我提供了信息。

上面的图景进入我的意识，是在欧洲魔法会社来信时，他们对蒙淘克系列图书产生了兴趣。他们的问题很多，我回复的时间不够，但发挥了唤起注意力的作用。这些魔法师问我为什么不进一步提出食人与蒙淘克的关系，是不是因为害怕读者受不了？

我自己的选择是，不集中于蒙淘克或玄学的恐怖一面。蒙淘克食人问题我不想考虑。收到信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在读英国人大卫•艾克（David Icke）的书《……真理使你自由》(……and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此书是两个人不请自送的礼物，因为他们认为我应该读它。这是一部极其不错的研究著作，书中简要提到了蒙淘克项目。

本书第四章卡麦隆家系提到，卡麦隆家的女族长帮助了耶鲁大学建立骷髅社之家。艾克研究骷髅社，发现它于19世纪中叶引进了当时被称为“死亡会社”的“德国秘密会社322章程”。这里出现了两处德国和卡麦隆的联系。

根据埃克所说，骷髅社是极端种族主义者，依靠非法的毒品贸易而建立。他提供了许多细节，包括他们的主要家族与东方既成权力机构的联系。他们的首脑在耶鲁大学有一座墓，公众和耶鲁大学普通学生都完全无法接近。

我的研究显示，死亡会社又称“嗜血者”。换句话说，他们都爱血。这个团体企图保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意识连续性。他们规范了埃及超自然秘传统的精华，自己保存了下来。他们与西藏的关系也有强烈暗示，但他们在西藏的存在没有文献记录。

在前面的章节里，克劳利提到大西洲文明的负面，开发泽诺或超自然秘传，让奴仆种族干脏活累活，死在劳工营里。考虑到今天的社会，所有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强迫劳工，但普通人必须为了生存而苦干。人民受到媒体和消费主义的愚弄。虽然异议分子受到了宽容，大多数人仍然为权力精英服务，而权力精英关心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地位。银行、大公司的阴谋已经在许多书中被揭露。在文明最强大的水准上，意识本体通过物质本身的前体保护自己：超自然秘传。

这就解释了骷髅社为什么会入迷。这些精英分子在四周放满骷髅和魔法器具，不仅为了取乐，或是吓唬兄弟会新生。他们是食人族，消费骷髅中的存在。有时是在消费骷髅尸骸死后残余的白金粉末或超自然秘传。别的时候，拥有骷髅纯粹为了玄学意义，例如，吉诺尼莫的骷髅就是象征彻底征服土著印第安人。还有更为恐怖的仪式，包括在牺牲仪式上消费活人或动物松果腺。这叫“亵渎仪式”。

消费骷髅的实际目的是取得其矿物质、大脑化学物质，证明其潜力。当黄金或其他铂族元素进入血流时，它们最终通过过滤而进入大脑。然后，这些物质就不会离开大脑血液循环。一旦进入大脑血液，这些物质就与激素和其他生物化学成分混合。结果，铂族元素分子比原来进入大脑以前更大了，这样，它们就不可能离开大脑的血液循环。在这种情况下，铂族元素就融入了头骨结构，保存在骨中。这一点可以科学地证明。泥土中的元素进入到了人类的餐桌，最后变成骨骼化学成分。如果泥土富含超自然秘传，也会留在骨中。消费骷髅也可以得到其他秘传特性。例如，我听说铥元素以类似铂族元素的方式进入大脑。正如前面所说，这一领域有待于更多研究。

在上面，我们解决了蒙淘克和长岛东岸一度屹立的金字塔消失之谜。蒙淘克人，特别是法老家族本身，就属于王族部落。如果你看到这个家族的画像，特别是前几代人，就不会有怀疑了。我们也知道，蒙淘克人在金字塔下举行仪式。这些仪式的设计目的是通过无管腺，引起血液生物的化学变化，最终秘密将白金送进系统。

我不能用大写字母将上面的内容写成像样的公式，我的整个研究仅限于蒙淘克女医生提供的知识。合适的做法是，谢谢她们，通过说明导致了他们所谓“灭绝”的环境而结束调查。

很久以前，高尔•晚星（Gale Evening）的祖父参加过蒙淘克金字塔下的仪式。在他以前，还有许多人，历史没有记录。这并不奇怪，尽管他的民族和圣地灭亡了，人类第三只眼的残余记忆仍然存在，引导我们寻找理解的新线索，最终颠覆分解了金字塔的利益。

鉴于上面提到的食人问题，我应该问一问，谁是真正的野蛮人？

当然，上面的问题会使人热血沸腾，如果他或她心理不够稳定的话。有些白人会说土著原住民是野蛮人，这于事无补，只有利于统治精英。说白人是野蛮人，同样于事无补，也不利于对统治精英发泄怒火。他们有太多的牌可出了。我们面对的是邪恶因素，这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黑太阳，灵魂最深刻的无法复制的原型。这是一切创造的体现，包括善恶。

这个设想导致古代苯教祭司发展平衡善恶的教义。如果一方让另一方得不偿失，就会在连续体中导致问题。平衡善恶涉及苯教最神圣的仪式，只有受过最高级训练的人才能举行。在这个仪式及其延伸中，卡尔•豪塞夫试图作为导师，给世界释放一个希特勒。如果我们恰当看待希特勒，就可以看出他戴了基督–敌基督的面具。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许多玄学家，特别是德国人共有的意见。它唤起设计用于平衡世界善恶极端化的能量。

无论希特勒作为魔法师为善为恶，或者是善恶的工具，都不是要点。希特勒要么通过自身，要么通过玄学力量，激发了这些能量。他一生的结果，正如我们从历史上得知的那样，就是戏剧性的恐怖和死亡。通过研究他和德国玄学的线索，我们能够看到创造之源：黑太阳。创造原理没有判断和安慰，它只是创造。

在《圣经》故事中，耶稣死于十字架。只有黑太阳出现日食时，他才会化为幽灵，回到父神身边。当然，我们知道黑太阳有女性的特征。

所有这些也算一个赋予。在漫长的过去，黑太阳的原理只为统治精英而设。这是他们最大的秘密。他们用邪恶的形象围绕黑太阳，只是为了吓跑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全面认识世界，任何自由灵魂只要有这个愿望，就能到达创造的力量。黑太阳生龙活虎，不为反对人类或生命的邪恶而保留。它呼吸生命与爱的火焰。这是隐藏的神——蒙——在发言。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最一语双关的同步性。这是蒙——淘克！

纪念玛格丽特•玛尔戈•盖吉

（Margaret Margo Geiger）

1916.12.3.～1996.10.23.

——————————————————

玛尔戈是我的密友和校对。她是通神学家，追求为人服务的生命。玛尔戈有时急于责人，但她更加急于助人。在我所有的旅行中，没有见过比她更慷慨无私的人。

玛尔戈通过色彩治疗，征服了青年时的残疾，在70高龄载歌载舞。她不仅是天才的艺术家和能干的治疗者，甚至对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是激励。我和全家都因为认识她而骄傲感激。

可笑的是，太阳进入死亡和再生的象征天蝎座，她却驾鹤西归。

我也应该感谢玛尔戈介绍我进入灵学和普雷斯顿•尼古拉斯的世界。

我切望来生与她重逢。




作者附注



我想与各位读者分享两个观点。第一个，有关新纪元论坛（New Age forum）的“白金”出售，与《黑太阳》内容完全无关。它已经变成了流行一时的狂热，有人卖掉股票，建立设备来生产这种高贵的灵丹妙药，赚了1000万，也就是说有10000人上当受骗了。不要相信你所听到的。这是一个我不屑于详述的肮脏故事。新纪元的人现在是众矢之的，尤其在财政上。正如罗马人所说，“购者自慎（Caveat emptor）”。

第二个，关于单原子基质（monatomic substance）。自从本书第一次付印，上面提到过的人仍然没有履行其诺言——送出真正的“白金”。然而，另外一位先生出现（当然是通过同步性原理）并与我分享了单原子基质，他说这东西确实会增加大脑的超导性，然后就会导致人们说出以上的诺言，就此，他希望和我写一部书，揭示如何在化学实验室制造这种物质的秘密。到目前为止，我在这种物质上还没有什么惊人之举的经历。等到这本书完成后，任何有意义的新发展都会出现在我的新书《蒙淘克脉冲》(The Montauk Pulse)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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